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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所說誦第七
四二〈聚落主相應〉

釋圓融    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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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雜阿含．907經》卷32(大正2，227a2-b9) 

【經義】：

本經敘說遮羅周羅聚落主，誤信歌舞戲笑可生天之似是而非之因果，佛說法使開解。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2經），大正2，420a7- b9；《相應部》～S. 42. 2. Talapuṭa. 塔羅布托； Bhikkhi Bodhi《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以下簡稱《CDB》），p.133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
來詣佛所，面前問訊慰勞，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聞古昔歌舞戲笑耆年宿士
作如是說：若伎兒於大眾中歌舞戲笑，作種種伎，令彼大眾歡樂喜笑，以是業緣，身壞命終，生歡喜天。
於此瞿曇法中，所說云何？」

佛告聚落主：「且止，莫問此義。」如是再三，猶請不已。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汝意答。古昔此聚落眾生，不離貪欲，貪欲縛所縛；不離瞋恚，瞋恚縛所縛；不離愚癡，愚癡縛所縛。彼諸伎兒，於大眾坐中，
種種歌舞伎樂嬉戲，令彼眾人歡樂喜笑。聚落主！當其彼人歡樂喜笑者，豈不增長貪、恚、癡縛耶？」
聚落主白佛言：「如是，瞿曇！」

「聚落主！譬如有人以繩反縛，有人長夜以惡心，欲令此人非義饒益，不安不樂，數數以水澆所縛繩，此人被縛，豈不轉增急耶？」

聚落主言：「如是，瞿曇！」

佛言聚落主：「古昔眾生亦復如是，不離貪欲、瞋恚、癡縛，緣彼嬉戲歡樂喜笑，更增其縛。」

聚落主言：「實爾，瞿曇！彼諸伎兒，令其眾生歡樂喜笑，轉增貪欲、瞋恚、癡縛。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善趣者，無有是處。」

佛告聚落主：「若言古昔伎兒，能令大眾歡樂喜笑，以是業緣生歡喜天者，是則邪見。若邪見者，應生二趣：若地獄趣，若畜生趣。」說是語時，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悲泣流淚。爾時、世尊告聚落主：「是故我先三問不答言：聚落主！且止，莫問此義。」

聚落主白佛言；「瞿曇！我不以瞿曇說故而悲泣也。我自念：昔來云何為彼愚癡、不辨、不善，諸伎兒輩所見欺誑，言大眾中作諸伎樂，乃至生歡喜天！我今定思：云何伎兒歌舞嬉戲，生歡喜天？瞿曇！我從今日，捨彼伎兒惡不善業，歸佛，歸法，歸比丘僧。」
佛言：「善哉聚落主！此真實要。」

爾時、遮羅周羅那羅 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頂禮佛足，歡喜而去。 
二
；《雜阿含．908經》卷32(大正2，227b10-c11) 

【經義】：

本經敘說戰鬥活聚落主迷信勇悍戰鬪者來世可生箭降伏天，佛說法使開解。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3經），大正2，420b10-c9；《相應部》～S. 42. 3. Yodhājīva. 戰士；《CDB》，p.133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戰鬥活聚落主，
來詣佛所，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聞古昔戰鬥活耆年宿士作是言：若戰鬥活，身被重鎧，手執利器，將士先鋒，堪能方便摧伏怨敵；
緣此業報，生箭降伏天。
於瞿曇法中，其義云何？」
佛告戰鬥活：「且止，莫問此義。」如是再三問，亦再三止之，猶問不已。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汝意答。聚落主！於意云何？若戰鬥活身被甲冑，為戰士先鋒，堪能方便摧伏怨敵，此人豈不先起傷害之心，欲攝縛、枷鎖、斫刺、殺害於彼耶？」

聚落主白佛：「如是，世尊！」
佛告聚落主：「為戰鬥活有三種惡邪，若身、若口、若意。以此三種惡邪因緣，身壞命終，得生善趣箭降伏天者，無有是處。」
佛告聚落主：「若古昔戰鬥活耆年宿士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戰鬥活，身被甲冑，手執利器，命敵先登，堪能方便摧伏怨敵，以是因緣生箭降伏天者，是則邪見。邪見之人，應生二處：若地獄趣，若畜生趣。」說是語時，彼聚落主悲泣流淚。佛告聚落主：「以是義故，我先再三語汝且止，不為汝說。」
聚落主白佛言：「我不以瞿曇語故悲泣。我念古昔諸鬥戰活耆年宿士，愚癡、不善、不辨、長夜欺誑，作如是言：若戰鬥活，身被甲胄，手執利器，命敵先登，乃至得生箭降伏天，是故悲泣。我今定思：諸戰鬥活，惡業因緣，身壞命終生箭降伏天者，無有是處。瞿曇！我從今日捨諸惡業，歸佛，歸法，歸比丘僧。」
佛告聚落主：「此真實要。」
時戰鬥活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座起，作禮而去。 
三
；《雜阿含．909經》卷32(大正2，227c12-228a9) 

【經義】：

本經敘說調馬聚落主以三法調伏馬，世尊亦以三法調御丈夫。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4經），大正2，420c10-421a10；《相應部》～S. 42. 5. Assāroha.；《CDB》，p.133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調馬聚落主，
來詣佛所，恭敬問訊，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調馬聚落主：「調伏馬者，有幾種法？」
聚落主答言：「瞿曇！有三種法。何等為三？謂一者、柔軟，二者、剛強，三者、柔軟剛強。」

佛告聚落主：「若以三種法，馬猶不調，當如之何？」
聚落主言：「便當殺之。」
聚落主白佛言：「瞿曇！無上調御丈夫者，當以幾種法調御丈夫？」
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法調御丈夫。何等為三？一者、柔軟，二者、剛強，三者、柔軟剛強。」
聚落主白佛：「瞿曇！若三種調御丈夫猶不調者，當如之何？」
佛言：「聚落主，三事調伏猶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我法有所屈辱。」
調馬聚落主白佛言：「瞿曇法中，殺生者不淨；瞿曇法中不應殺，而今說言不調伏者亦當殺之？」
佛告聚落主：「如汝所言。如來法中，殺生者不淨，如來不應有殺。聚落主！然我以三種法調御丈夫，彼不調者，不復與語，不復教授，不復教誡。聚落主！若如來調御丈夫，不復與語，不復教授，不復教誡，豈非殺耶？」
調馬聚落主白佛言：「瞿曇！若調御丈夫不復與語，不復教授，不復教誡，真為殺也。是故我從今日，捨諸惡業，歸佛，歸法、歸比丘僧。」
佛告聚落主：「此真實要。」
佛說此經已，調馬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座起，作禮而去。 
四
；《雜阿含．910經》卷32(大正2，228a10-b3) 

【經義】：

本經敘說佛陀告訴兇惡聚落主，由於不修八正道，於他生瞋，口說惡言，故得兇惡之名；若能修習八正道，就能於他不瞋，口說善言，而得賢善之名。

《相應部》主要述說兇惡的因緣：由於不離貪、瞋、癡，當他人激發時受到影響，便顯露出兇惡。反之，賢善的因緣：由於已離貪、瞋、癡，當他人激發時不受影響，便顯露出賢善。《相應部》未提及八正道。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5經），大正2，421a11-b10；《相應部》～S. 42. 1. Caṇḍo. 暴惡；《CDB》，p.133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兇惡聚落主，
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不修何等法故，於他生瞋恚？生瞋恚故，口說惡言，他為其作惡性名字？」
佛告聚落主：「不修正見故，於他生瞋，生瞋恚已，口說惡言，他為其作惡性名字。不修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於他生瞋，生瞋恚故，口說惡言，他為其作惡性名字。」
復問世尊：「修習何法，於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說善言，他為其作賢善名字？」
佛告聚落主：「修正見故，於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說善言，他為其作賢善名字。修習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於他不瞋，不瞋恚故，口說善言，他為其作賢善名字。」
兇惡聚落主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說此言。我不修正見故，於他生瞋，生瞋恚已，口說惡言，他為我作惡性名字。我不修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故，於他生瞋，生瞋恚故，口說惡言，他為我作惡性名字。是故我今當捨瞋恚、剛強，麤澀。
」
佛告聚落主：「此真實要。」
佛說此經已，兇惡聚落主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五
；《雜阿含．911經》卷32(大正2，228b4-c14) 

【經義】：

本經敘說國王與大臣共論沙門釋子比丘是否可受金銀寶物，摩尼珠髻聚落主聞後，以此事請問於佛，佛告聚落主並諸比丘，不可受取金銀寶物。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6經），大正2，421b11- c23；《相應部》～S. 42. 10. Maṇicūḷaṃ 頂髻；《CDB》，p.1346。另見《華雨集（三）》p.74-8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摩尼珠髻聚落主，
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先日，國王集諸大臣，共論議言：云何沙門釋子比丘，自為受畜金銀、寶物，為淨耶？為不淨耶？
其中有言：沙門釋子應受畜金銀、寶物。
又復有言：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
世尊！彼言沙門釋子，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者，為從佛聞，為自出意？說作是語者，為隨順法，為不隨順？為真實說，為虛妄說？如是說者，得不墮於呵責處耶？」
佛告聚落主：「此則妄說，非真實說，非是法說，非隨順說，墮呵責處。所以者何？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者，不清淨故。若自為己受畜金銀、寶物者，非沙門法，非釋種子法。」
聚落主白佛言：「奇哉世尊！沙門釋子受畜金銀、寶物者，非沙門法，非釋種子法，此真實說。世尊作是說者，增長勝妙。我亦作是說：沙門釋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
佛告聚落主：「若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珍寶清淨者，五欲功德悉應清淨！」
摩尼珠髻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尼珠髻聚落主去已，告尊者阿難：「若諸比丘依止迦蘭陀竹園住者，悉呼令集於食堂。」
時尊者阿難即受佛教，周遍宣令，依止迦蘭陀竹園比丘，集於食堂。比丘集已，往白世尊：「諸比丘已集食堂，惟世尊知時。」
爾時、世尊往詣食堂，大眾前坐。坐已，告諸比丘：「今日有摩尼珠髻聚落主，來詣
我所，作如是言：先日，國王集諸大臣作如是論議：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寶物，為清淨不？其中有言清淨者，有言不清淨者。今問世尊：言清淨者，為從佛聞，為自妄說，如上廣說。彼摩尼珠髻聚落主，聞我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諸比丘！國王、大臣共集論議，彼摩尼珠髻聚落主，於大眾前師子吼說：沙門釋種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諸比丘！汝等從今日，須木索木，須草索草，須車索車，須作人索作人，慎勿為己受取金銀、種種寶物！」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
；《雜阿含．912經》卷32(大正2，228c15-229c2) 

【經義】：

本經敘說世尊告王頂聚落主，眾生皆依於二邊，即逐求常人凡夫五欲、自苦方便。應離苦、樂二邊，行於中道，即八聖道。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7經），大正2，421c24-422c17；《相應部》～S.42. 12. Rāsiyo 王髮；《CDB》，p.1350。《中阿含．行欲經經》卷30〈1 大品〉(大正1，615a8-616a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時有王頂聚落主，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王頂聚落主：「今者眾生，依於二邊。何等為二？
一者、樂著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五欲；
二者、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

聚落主！有三種樂受欲樂卑下田舍常人凡夫，有三種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
◎聚落主！何等為三種卑下田舍常人凡夫樂受欲樂？
⊙有受欲者，非法濫取，不
以安樂自供；不供養父母，給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屬、朋友、知識；亦不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世間第一受欲。

⊙復次、聚落主！受欲樂者，以法、非法濫取財物，以樂自供，供養父母，給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屬、朋友、知識，而不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第二受欲樂者。

⊙復次、聚落主！有受欲樂者，以法求財，不以濫取。以樂自供，供養父母、給足兄弟、妻子、奴婢、眷屬、知識、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第三受欲樂者。

聚落主！我不一向說受欲平等；我說受欲者其人卑下，
我說受欲者是其中人，
我說受欲者是其勝人。
●何等為卑下受欲者？謂非法濫取，乃至不仰求勝處安樂果報，未來生天，是名我說卑下者受欲。
●何等為中人受欲？謂受欲者，以法、非法而求財物，乃至不求未來生天，是名我說第二中人受欲。
●何等為我說勝人受欲？謂彼以法求財，乃至未來生天，是名我說第三勝人受欲。
◎何等為三種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
⊙有一自苦枯槁活，初始犯戒、污戒，彼修種種苦行，精勤方便住處住。彼不能現法得離熾然，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聚落主！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

⊙復次、自苦方便枯槁活，始不犯戒、污戒，而修種種苦行，亦不由此現法得離熾然，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
⊙復次、自苦方便枯槁活，不初始犯戒、污戒，然修種種苦行方便，亦不能現法離熾然，得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
聚落主！我不說一切自苦方便枯槁活悉等：我說有自苦方便是卑劣人，
有說自苦方便是中人，
有說自苦方便是勝人。
●何等自苦方便卑劣人？若彼自苦方便，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卑劣人。
●何等為自苦方便中人？若彼自苦方便，不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得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我說自苦方便中間人。
●何等為自苦方便勝人？若彼自苦方便枯槁活，不初始犯戒、污戒，乃至不
得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我說自苦方便勝人。
聚落主！是名三種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

◎聚落主！有道有跡，不向三種受欲隨順方便，卑下田舍常人凡夫；不向三種自苦方便，是苦非法不正非義饒益。聚落主！何等為道？何等為跡？不向三種受欲，三種自苦方便？
⊙聚落主！為欲貪障閡故，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瞋恚、癡所障，或欲自害，或欲害他，或欲俱害，現法、後世得斯罪報，心法憂苦。
⊙若離貪障，不欲方便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不現法、後世受此罪報，彼心心法常受喜樂；如是離瞋恚、愚癡障閡，不欲自害，不欲害他，自他俱害、不現法、後世受斯罪報，彼心心法常受安樂。於現法中，遠離熾然，不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身現，緣自覺知。
⊙聚落主！如此現法永離熾然，不待時節，親近涅槃，即此現身，緣自覺知者，為八聖道，正見乃至正定。」
當其世尊說是法時，王頂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王頂聚落主，見法，得法，知法，深入於法，度疑，不由於他，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我今已度，世尊！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從今盡壽為優婆塞。」
時（王頂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七
；《雜阿含．913經》卷32(大正2，229c3-230b2) 

【經義】：

本經敘說揭曇聚落主問世尊苦之起因及滅因，世尊告訴揭曇聚落主，眾生種種苦，皆以愛欲為本，若無世間愛念者，則一切憂苦消滅盡。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8經），大正2，422c18-423b13；《相應部》～S. 42. 11. Bhadra 驢姓；《CDB》，p.1348。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力士
人間遊行，到鬱鞞羅住處鸚鵡閻浮林。
時有竭曇聚落主，聞沙門瞿曇在力士人間遊行，至鬱鞞羅聚落鸚鵡閻浮林，說現法苦集、苦沒，
我當往詣彼沙門瞿曇；若我詣沙門瞿曇者，彼必為我說現法苦集、苦沒。即往彼鬱鞞羅聚落，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世尊常為人說現法苦集、苦沒。
善哉世尊！為我說現法苦集、苦沒。」
佛告聚落主：「我若說過去法苦集、苦沒者，知汝於彼為信為不信，為欲不欲，為念不念，為樂不樂？汝今苦不？
我若說末來苦集、苦沒者，知汝於彼為信不信，為欲不欲，為念不念，為樂不樂？汝今苦不？
我今於此說現法苦集、苦沒。聚落主！若眾生所有苦生，彼一切皆以欲為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緣而苦生。」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極略說法，不廣分別，我所不解。善哉世尊！唯願廣說，令我等解。」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汝意說。聚落主！於意云何？若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
，若縛、若打、若責、若殺，汝心當起憂悲惱苦不？」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亦不一向。
若諸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於我有欲、有貪、有愛、有念，相習近者，彼遭若縛、若打、若責、若殺，我則生悲憂惱苦；
若彼眾生所，無欲、貪、愛、念、相習近者，彼遭縛、打、責、殺，我何為橫生憂悲惱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當知！眾生種種苦生，彼一切皆以欲為本，欲生，欲習，欲起，欲因，欲緣而生眾苦。
聚落主！於意云何？汝依父母不相見者，則生欲、貪、愛、念不？」
聚落主言：「不也，世尊！」
「聚落主！於意云何？若見、若聞，彼依父母，當起欲、愛、念不？」
聚落主言：「如是，世尊！」
復問聚落主：「於意云何？彼依父母若無常變異者，當起憂悲惱苦不？」
聚落主言：「如是，世尊！若依父母無常變異者，我或鄰死，豈唯憂悲惱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當知，若諸眾生所有苦生，一切皆以愛欲為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緣，而生苦。」
聚落主言：「奇哉世尊！善說如此依父母譬。我有依父母，居在異處，我日日遣信問其安否。使未時還，我已
憂苦，況復無常而無憂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我說其諸眾生，所有憂苦，一切皆以欲為根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緣而生憂苦。」

佛告聚落主：「若有四愛念
無常變異者，則四憂苦生；
若三、二，若一愛念無常變異者，則一憂苦生。聚落主！若都無愛念者，則無憂苦塵勞。」即說偈言：
「若無世間愛念者，則無憂苦塵勞患，
    一切憂苦消滅盡，猶如蓮花不著水。」
當其世尊說是法時，竭曇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法，深入於法，度諸狐、疑，不由於他，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已度，世尊！我已
超越。我從今日，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盡其壽命，為優婆塞，唯憶持我！」
佛說此經已，竭曇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八
；《雜阿含．914經》卷32(大正2，230b3-c15)
【經義】：

本經敘說世尊於飢饉年至人間遊行，尼揵子教其弟子刀師氏聚落主以「蒺蔾論」詰難世尊，佛記答：乞食不令施主轉貧，說法選根機。刀師氏反隨喜佛言。

《別譯雜阿含經》卷7（129經），大正2，423b14-424a4；《相應部》～S. 42. 9. Kulaṃ 家；《CDB》，p.1345。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聚落至聚落，人間遊行，至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
時有刀師氏
聚落主，是尼揵弟子，詣尼揵所，禮尼揵足，退坐一面。
爾時、尼揵語刀師氏聚落主：「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蒺蔾論，
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耶？」

聚落主言：「阿梨！我立何等論為蒺蔾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尼揵語聚落主言：「汝往詣沙門瞿曇所，作是問：瞿曇常願，欲令諸家福利具足增長，作如是願，如是說不？
若答汝言不者，汝當問言：沙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
若言有願、有說者，當復問言：沙門瞿曇若有如是願、如是說者，今云何於飢饉世遊行人間，將諸大眾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村至村，損費世間，如大雨雹雨，〔已〕乃是減損，非增益也。瞿曇所說，殊不相應！不類、不似，前後相違！如是聚落主！是名蒺蔾論，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
爾時、刀師氏聚落主，受尼揵勸教已，詣佛所，恭敬問訊。恭敬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瞿曇！常欲願令諸家福利增長不？」
佛告聚落主：「如來長夜欲令諸家福利增長，亦常作是說。」
聚落主言：「若如是者，云何瞿曇於飢饉世，人間乞食，將諸大眾，乃至不似、不類，前後相違！」
佛告聚落主：「我憶九十一劫以來，不見一人施一比丘，有盡有減。
聚落主！汝觀今日，有人家大富，多錢財，多眷屬，多僕從，當知其家長夜好施，真實寂止，故致斯福利。
聚落主！有八因緣，令人損減，福利不增。何等為八？
王所逼，賊所劫，火所焚，水所漂，藏自消減，抵債不還，怨憎殘破，
惡子費用。有是八種，為錢財難聚。聚落主！我說無常為第九句。
如是聚落主！汝捨九因、九緣，而言沙門瞿曇破壞他家，
不捨惡言，不捨惡見，如鐵槍投水，身壞命終生地獄中。」
時刀師氏聚落主，心生恐怖，身毛皆豎，白佛言：「世尊！我今悔過！如愚、如癡，不善、不辯，於瞿曇所，不實欺誑，虛說妄語。」
（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九
；《雜阿含．915經》卷32(大正2，230c16-231c2) 

【經義】：

本經敘說刀師氏聚落主從尼揵子之勸，而詰問世尊何以為一種人說法，而不為另一種人說法。世尊乃以三種田及三種盛水器為譬，言其傳道教授之順序，彼聞後心生恐怖，向佛悔過。

《別譯雜阿含經》卷7（130經），大正2，424a5-c13；《相應部》～S. 42. 7. Desanā 說教；《CDB》，p.133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時有刀師氏聚落主，先是尼揵弟子。詣尼揵所，禮尼揵足，退坐一面。
爾時、尼揵語聚落主：「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蒺蔾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聚落主白尼揵：「阿梨！何等為蒺蔾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耶？」
尼揵語聚落主：「汝往沙門瞿曇所，作如是言：瞿曇不常欲安慰一切眾生，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耶？
若言不者，應語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
若言常欲安慰一切眾生，讚歎安慰一切眾生者，復應問言：若欲安慰一切眾生者，以何等故，或為一種人說法，或不為一種人說法？
作如是問者，是名蒺蔾論，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下得不語。」
爾時、聚落主受尼揵勸進已，往詣佛所，恭敬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豈不欲常安慰一切眾生，歎說安慰一切眾生？」
佛告聚落主：「如來長夜慈愍安慰一切眾生，亦常歎說安慰一切眾生。」
聚落主白佛言：「若然者，如來何故為一種人說法，又復不為一種人說法？」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意答我。聚落主！譬如有三種田：
有一種田沃壤肥澤，
第二田中，

第三田塉薄。

云何聚落主！彼田主先於何田耕治下種？」
聚落主言：「瞿曇！於最沃壤肥澤者，先耕下種。」
「聚落主！復於何田次耕下種？」 
聚落主言：「瞿曇！當於中田，次耕下種。」
佛告聚落主：「復於何田次耕下種？」
聚落主言：「當於最下塉薄之田，次耕下種。」
佛告聚落主：「何故如是？」
聚落主言：「不欲廢田，存種而已。」
佛告聚落主：「◎我亦如是，如彼沃壤肥澤田者，我諸比丘、比丘尼亦復如是，我常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彼聞法已，依於我舍、我洲、我覆、我蔭、我趣，常以淨眼觀我而住。作如是念：佛所說法，我悉受持，令我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聚落主！如彼中田者，我弟子優婆塞、優婆夷，亦復如是。我亦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發顯示。彼聞法已，依於我舍、我洲、我覆、我蔭、我趣、常以淨眼觀察我住。作如是念：世尊說法，我悉受持，令我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聚落主！如彼田家最下田者，如是我為諸外道異學，尼揵子輩，亦為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然於彼等少聞法者，亦為其說；多聞法者，亦為其說。然其彼眾，於我善說法中得一句法，知其義者，亦復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時聚落主白佛：「甚奇世尊！善說如是三種田譬。」
佛告聚落主：「汝聽我更說譬類。譬如士夫有三水器：
第一器
不穿、不壞，亦不津漏；
第二器不穿、不壞，而有津漏；
第三器者，穿、壞、津漏。

云何聚落主！彼士夫三種器中，常持淨水，著何等器中？」
聚落主言：「瞿曇！當以不穿、不壞、不津漏者，先以盛水。」
佛告聚落主：「次復應以何器盛水？」
聚落主言：「瞿曇！當持彼器不穿、不壞，而津漏者，次以盛水。」
佛告聚落主：「彼器滿已，復以何器為後盛水？」
聚落主言：「以穿、壞、津漏之器，最後盛水。所以者何？須臾之間，供小用故。」
佛告聚 落主：「◎如彼士夫，不穿、不壞、不津漏器，諸弟子比丘、比丘尼，亦復如是。我常為彼演說正法，乃至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如第二器，不穿、不壞而津漏者，我諸弟子優婆塞、優婆夷，亦復如是。我常為彼演說正法，乃至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
◎如第三器，穿、壞、津漏者，外道異學、諸尼揵輩，亦復如是。我亦為彼演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多亦為說，少亦為說，彼若於我說一句法知其義者，亦得長夜安隱樂住。」
時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心大恐怖，身毛皆豎，前禮佛足：「悔過，世尊！如愚、如癡、不善、不辯，於世尊所，不諦真實，虛偽妄說。」
（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一０
；《雜阿含．916經》卷32(大正2，231c3-p232b23) 

【經義】：

本經敘說刀師氏聚落主轉述尼揵若提子所說惡業墮地獄之法，佛以為彼說不徹底而為說正說，矯正聚落主對因緣果報之謬見，彼終歸依為優婆塞。
《別譯雜阿含經》卷7（131經），大正2，424c14-425c20；《相應部》～S. 42. 8. Saṅkha 螺貝；《CDB》，p.134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時有刀師氏聚落主，尼揵弟子，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聚落主：「欲何所論？尼揵若提子為何所說？」
聚落主言：「彼尼揵若提子說：殺生者，一切皆墮泥梨中，以多行故，則將至彼。
如是盜，邪婬，妄語，皆墮泥犁中，以多行故，則將至彼。」
佛告聚落主：「若如尼揵若提子說，殺生者墮泥犁中，以多行故而往生彼者，則無有眾生墮泥犁中。聚落主！於意云何？何等眾生於一切時有心殺生？復於何時有心不殺生？乃至何時有心妄語，何時有心不妄語？」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入於晝、夜，少時有心殺生，乃至少時有心妄語；而多時不有心殺生乃至妄語。」
佛告聚落主：「若如是者，豈非無有人墮於泥犁中耶？如尼揵所說：『有人殺生者，一切墮泥犁中，多習行者，將往生彼；乃至妄語亦復如是。』

聚落主！彼大師出興于世，覺想籌量，入覺想地，住於凡夫地，自辯所說，隨意籌量，為諸弟子作如是說法：『言殺生者一切皆墮泥犁中，多習行將往生彼；乃至妄語亦復如是。』彼諸弟子若信其說，言我大師知其所知，見其所見，能為弟子作如是說：『若殺生者，一切皆墮泥犁中，多習行故，將往生彼。』我本有心
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當墮泥犁中，得如是見，乃至不捨此見，不厭彼業，不覺彼悔，於未來世不捨殺生，乃至不捨妄語。彼意解脫不滿足，慧解脫亦不滿足；意解脫不滿足，慧解脫不滿足故，則為謗聖邪見；邪見因緣故，身壞命終，生惡趣泥犁中。
如是聚落主！有因有緣眾生煩惱，有因有緣眾生業煩惱（清淨）。

聚落主！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常為眾生呵責殺生，讚歎不殺；呵責偷盜、邪淫、妄語，讚歎不盜、不婬、不妄語。常以此法化諸聲聞，令念樂信重言：『我大師知其所知，見其所見，呵責殺生，讚歎不殺，乃至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我從昔來，以愚癡無慧，有心殺生，我緣是故，今自悔責。雖不能令彼業不為，且因此悔責故，於未來世得離殺生，乃至得離盜、婬、妄語。亦得滿足正意解脫，滿足慧解脫；意解脫、慧解脫滿足已，得不謗賢聖正見成就，正見因緣故，得生善趣天上。如是聚落主！有因有緣眾生業煩惱清淨。

聚落主！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隨時晝夜觀察所起，少有心殺生，多有心不殺生。若於有心殺生，當自悔責──不是、不類。若不有心殺生──無怨、無憎，心生隨喜，隨喜已歡喜，生歡喜已心猗息，心猗息已心受樂，受樂已則心定。心定已，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嫉、無有瞋患，廣大無量，滿於一方正受住；二方、三方、乃至四方、四維、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嫉、無有瞋恚，廣大無量，善修習充滿諸方具足正受住。」
爾時、世尊以爪甲抄
少土，語刀師氏聚落主言：「云何聚落主！我爪甲土多，大地為多？」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爪甲土少少耳，大地土無量無數。」
佛告聚落主：「如甲上之土甚少，大地之土其數無量，如是心與慈俱，修習、多修習，諸有量業
者如甲上土，不能將去，
不能令住。如是偷盜對以悲心，邪婬對以喜心，妄語對以捨心，
不得為比。」

說是語時，刀師氏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聚落主 見法，得法，覺法，知法，深入於法，離諸狐、疑，不由於他，不隨於他，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從坐起，整衣服，右膝著地，合掌白佛：「我已度，世尊！已越，世尊！我今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盡
其壽命為優婆塞。世尊！譬如士夫欲求燈明，取其馬尾以為燈炷，欲吹令然，終不得明，徒自疲勞，燈竟不然。我亦如是，欲求明智，於諸愚癡尼揵子所，愚癡習近，愚癡和合，愚癡奉事，徒自勞苦，不得明智。是故我今重歸依佛，歸法，歸僧。從今以去，於彼尼揵愚癡，不善、不辯者所，少信、少敬、少愛、少念，於今遠離，是故我今第三歸佛，歸法，歸僧、乃至盡壽為優婆塞，自淨其心！」
時刀師氏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動搖及鬥諍，調馬與惡性，頂髮并牟尼，王髮及驢姓，飢饉與種田，說何論為十）
。

《雜阿含經》 如來所說誦第七

四三〈馬相應〉

一
；《雜阿含．917經》卷32(大正2，232b24-c28)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諸比丘說三種調馬
（巴：Assa-khalunkā；英：colt）及三種調士夫相。
《別譯雜阿含經》卷8（143經），大正2，428b4-c15；《增支部》～A. 3. 137. Assakhaḷuṅka. 未調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V，pp.26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間有三種調馬，
何等為三種？
有馬捷疾具足，
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
有馬色具足，
捷疾具足，形體不具足；
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如是有三種調士夫相，何等為三？
有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
有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不具足：
有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比丘！何等為〔不〕調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
有士夫於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如是觀者，三結斷：身見，戒取，疑。此三結斷，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是名捷疾具足。
何等為非色具足？若有問阿毗曇、律，
不能以具足句、味，次第隨順，具足解說，是名色不具足。
云何形體不具足？非大德名聞（不能）感致衣被、飲食、床臥、湯藥、眾具，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不具足，形體不具足。
⊙何等為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不具足？
謂士夫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乃至究竟苦邊，是捷疾具足。
何等為色具足？若問阿毘曇，律，乃至能為解說，是名色具足。
何等為形體不具足？非大德名聞，不能感致衣被、飲食、臥具、湯藥，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不具足。
⊙何等為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謂士夫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乃至究竟苦邊，是名捷疾具足。
何等為色具足？若問阿毘曇，律，乃至能解說，是名色具足。
何等為形體具足？大德名聞，乃至臥具湯樂，是名形體具足，是名士夫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雜阿含．918經》卷32(大正2，232c29-233b6)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諸比丘說三種良馬（巴：Assa-sadassa；英：thoroughbred）及三種善男子。
與上一經的差異在於：捷疾具足指斷五下分結，得生般涅槃阿那含。

《別譯雜阿含經》卷8（144經），大正2，428c16-429a8；《增支部》～A. 3. 138. Assasadassa良馬、優良品種之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pp.26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間有三種良馬，何等為三？
有馬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於正法律有三種善男子，何等為三？
有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謂善男子，苦聖諦如實知，苦集聖諦如實知，苦滅聖諦如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作如是知、如是見已，斷五下分結，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斷此五下分結已，得生般涅槃阿那含，
不復還生此世，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
云何色不具足？若問阿毘曇、律，不能解了句、味，次第隨順，決定解說，是名色不具足。
云何形體不具足？謂非名聞大德，（不）能感財利供養──衣被、飲食、隨病湯藥，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何等為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得生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是名捷疾具足。云何色具足？若有問阿毘曇、律，能以次第句、味，隨順決定而為解說，是名色具足。
云何非形體具足？謂非名聞大德，（不）能感財利供養──衣被、飲食、隨病湯藥。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得阿那含生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是名捷疾具足。
何等為色具足？若有問阿毘曇、毘尼，乃至而為解說，是名色具足。
何等為形體具足？謂名聞大德，能感財利，乃至湯藥眾具，是名形體具足。
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919-939經》卷33(大正2，233b13-241b8)
三
；《雜阿含．919經》卷33(大正2，233b13-c18)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諸比丘詳說三種良馬以喻三種善男子。
與上一經的差異在於：捷疾具足指斷於三漏（欲漏、有漏、無明漏），得阿羅漢果。

《別譯雜阿含經》卷8（145經），大正2，429a9-22；《增支部》～A. 3. 139. Assājāniya良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pp.26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間有三種良馬，何等為三？
謂有馬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馬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如是於此法律有三種善男子，何等為三？
有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有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如實知，此苦滅聖諦如實知，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如是知、如是見已，欲有漏心解脫，有有漏心解脫，無明有漏心解脫：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
云何非色具足？若有問阿毗曇、律，乃至不能為決定解說，是名色不具足。
何等非形體具足？謂非名聞大德，乃至不感湯藥、眾具，是名形體不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非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體具足？
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
云何色具足？謂若有問阿毗曇、毗尼，乃至能為決定解說，是名色具足。
何等為非形體具足？謂非名聞大德，乃至不能感湯藥、眾具，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非形禮具足。
⊙何等為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謂善男子，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
何等為色具足？謂善男子，若有問阿毘曇、毘尼，乃至能為決定解說，是名色具足。
何等為形體具足？謂善男子，名聞大德，乃至能感湯藥、眾具，是名形體具足。是名善男子捷疾具足，色具足，形體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
；《雜阿含．920經》卷33(大正2，233c19-234a7) 

【經義】：

本經敘說佛以具足色、力、捷疾之三種良馬比喻具足戒律、精勤、解脫之三種善男子。
《別譯雜阿含經》卷8（146經），大正2，429a23-b7；後漢．支曜譯《佛說馬有三相經》（出雜阿含別譯）卷1，大正2，506c11-507a2；《增支部》～A. 3. 94-96. Ājāniya良種〔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pp.22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有三種良馬，王所服乘。何等為三？謂良馬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如是於正法律，有三種善男子，世所奉事，供養恭敬，為無上福田。何等為三？
謂善男子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何等為色具足？謂善男子，住於淨戒，波羅提木叉律儀，威儀、行處具足，見微細罪能生怖畏，受持學戒，是名色具足。
◎何等力具足？已生惡不善法令斷，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未生惡不善法不起，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末生善法令起，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已生善法住不忘失，生欲精勤方便，攝受增長，是名力具足。
◎何等為捷疾具足？謂此苦聖諦如實知，乃至得阿羅漢，不受後有，是名捷疾具足。是 名善男子色具足，力具足，捷疾具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
；《雜阿含．921經》卷33(大正2，234a8-15)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良馬具備四能，善男子亦成就四德。
《別譯雜阿含經》卷8（147經），大正2，429b8-14；《增支部》～A. 4. 112. Java. 敏捷，《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pp.118；《增支部》～A. 4. 256-257. Ājañña良種〔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pp.25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世有良馬，四能具足，當知是良馬王所服乘。何等為四？所謂賢善，捷疾，堪能，調柔。
如是善男子，四德成就，世所宗重，承事供養，為無上福田。何等為四？謂善男子成就無學戒身，無學定身，無學慧身，無學解脫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
；《雜阿含．922經》卷33(大正2，234a16-b20)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良馬依利鈍可分為四種，善男子亦有四種。
《別譯雜阿含經》卷8（148經），大正2，429b15-c10；《增支部》～A. 4. 113. Patoda鞭，《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pp.11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有四種良馬：
⊙有良馬，駕以平乘，顧其鞭影馳駃
，善能觀察御者形勢，遲速左右，隨御者心，是名比丘！世間良馬第一之德。
⊙復次、比丘！世間良馬，不能顧影而自驚察，然以鞭杖觸其手尾，
則能驚悚
，察御者心，遲速左右，是名世間第二良馬。
⊙復次、比丘！若世間良馬，不能顧影，及觸皮毛能隨人心，而以鞭杖小侵皮肉，則能驚察，隨御者心，遲速左右，是名比丘第三良馬。
⊙復次、比丘！世間良馬，不能顧其鞭影，及觸皮毛，小侵膚肉，乃以鐵錐刺身，徹膚傷骨，然後方驚，牽車著路，隨御者心，遲速左右，是名世間第四良馬。

◎如是於正法律，有四種善男子。何等為四？
⊙謂善男子，聞他聚落，有男子、女人，疾病困苦乃至死。聞已，能生恐怖，依正思惟，如後良馬顧影則調，是名第一善男子，於正法律能自調伏。
⊙復次、善男子！不能聞他聚落，若男、若女，老病死苦，能生怖畏，依正思惟；見他聚落若男、若女老病死苦，則生怖畏，依正思惟，如彼良馬觸其毛尾，能速調伏，隨御者心，是名第二善男子，於正法律能自調伏。
⊙復次、善男子！不能聞、見他聚落中，男子、女人老病死苦，生怖畏心，依正思惟；然見聚落、城邑，有善知識及所親近，老病死苦，則生怖畏，依正思惟，如彼良馬觸其膚肉，然後調伏，隨御者心，是名第三
善男子，於聖法律而自調伏。
⊙復次、善男子不能聞、見他聚落中男子、女人、及所親近老病死苦，生怖畏心，依正思惟；然於自身老病死苦，能生厭怖，依正思惟，如彼良馬侵肌徹骨，然後乃調，隨御者心，是名第四善男子，於聖法律能自調伏。」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
；《雜阿含．923經》卷33(大正2，234b21-235a5) 

【經義】：

本經敘說調馬師以柔軟、麁重、柔軟麁重等三種法調伏惡馬，猶不調者則殺之；佛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猶不調者，不復與語、不復教誡。
《增支部》～A. 4. 111. Kesi只尸，《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pp.116。另參考《雜阿含經》卷32（909經），大正2，227c12-228a9；《別譯雜阿含經》卷7（124經），大正2，420c10-421a1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
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為輕賤，猶如群羊。世尊！唯我堪能調   

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
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
馬師白佛：「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為三？一者、柔軟，二者、麤澀，三者、柔軟麤澀。
」
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
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
調馬師白佛：「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
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三？一者、一向柔軟，二者、一向麤澀，三者、柔軟麤澀。」
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軟者，如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軟。
⊙麤澀者，如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麤澀教也。
⊙彼柔軟麤澀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軟麤澀教。」
調馬師白佛：「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眾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
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
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為不清淨，世尊法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
佛告聚落主：「如是，如是！如來法中殺生不清淨，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聚落主！於意云何？如來法中，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
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真為死也。世尊！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
佛告聚落主：「善哉所說！」
時調馬師聚落主只尸，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八
；《雜阿含．924經》卷33(大正2，235a6-b21)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諸比丘詳說惡馬八態及惡丈夫八過。
《別譯雜阿含經》卷8（149經），大正2，429c11-430a27；後漢．支曜《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出雜阿含別譯)卷1，大正2，507a7-b5；《增支部》～A. 8. 14. Khaluṅka 未調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V，pp.13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間馬有八態，何等為八？
謂惡馬臨駕車時，後腳踏人，前腳跪地，奮頭
齧
人，是名世間馬第一態。
復次、惡馬就駕車時，低頭、振軛，是名世間惡馬第二之態。
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下道而去，或復偏厲
車，令其翻覆，是名第三之態。
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仰頭卻行，是名世間惡馬第四之態。
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小得鞭杖，或斷厘、折勒
，縱橫馳走，是名第五之態。
復次、世間惡馬就駕車時，舉前兩足而作人立，是名第六之態。
復次、世間惡馬就駕之時，加之鞭杖，安住不動，是名第七之態。
復次、世間惡馬就駕之時，叢聚
四腳，伏地不起，是名第八之態。
◎如是世間惡丈夫，於正法律有八種過。何等為八？
⊙若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罪而發舉時，彼則瞋恚，反呵責彼言：『汝愚癡、不辯、不善，他立舉汝，汝云何舉我？』
如彼惡馬，後腳雙踏、前腳跪地，斷鞅、折軛，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一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
反出他罪。
猶如惡馬，怒項、折軛，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二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不以正答，橫說餘事，瞋恚、憍慢，隱覆、嫌恨、不忍，
無所由作。
如彼惡馬不由正路，令車翻覆，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三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令其憶念，而作是言：我不憶念。觝突
不伏。
如彼惡馬即縮轉退，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四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輕蔑不數
其人，亦不數僧，攝持衣缽，隨意而去。
如彼惡馬，加以鞭杖，縱橫馳走，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五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自處高床，與諸上座共諍曲直。
如彼惡馬雙腳人立，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六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默然不應，以惱大眾。
如彼惡馬，加其鞭杖，兀然不動，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七之過。
⊙復次、比丘，諸梵行者以見、聞、疑舉時，則便捨戒，自生退沒，到於寺門而作是言：汝默然，快喜安住、我自捨戒退沒。
如彼惡馬，叢聚四足，伏地不動，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八之過。
是名比丘於正法律，有八種丈夫過惡。」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
；《雜阿含．925經》卷33(大正2，235b22-c26)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諸比丘說良馬八德，以喻善比丘於正法律八德成就。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0經），大正2，430a28-c9；《增支部》～A. 8. 13. Ājañña 良馬，《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V，pp.13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世間良馬，有八種德成就者，
隨人所欲，取道多少。何等為八？
生於良馬鄉，是名良馬第一之德。
復次，體性溫良，不驚恐人，是名良馬第二之德。
復次、良馬不擇飲食，是名良馬第三之德。
復次、良馬厭惡不淨，擇地而臥，是名良馬第四之德。
復次、良馬諸情態，速為調馬者現，馬師調習，速捨其態，
是名良馬第五之德。
復次、良馬安於駕乘，不顧餘馬，隨其輕重，能盡其力，
是名良馬第六之德。
復次、良馬常隨正路，不隨非道，是名良馬第七之德。
復次、良馬若病、若老，勉力駕乘，不厭不倦，
是名良馬第八之德。
◎如是丈夫，於正法律八德成就，
當知是賢士夫。何等為八？
謂賢士夫，住於正戒，波羅提木叉律儀，威儀、行處具足，見微細罪能生怖畏，受持學戒，是名丈夫於正法律第一之德。
復次、丈夫性自賢善，善調、善住，不惱、不怖諸梵行者，
是名丈夫第二之德。
復次、丈夫次行乞食，隨其所得，若麤、若細，其心平等，不嫌、不著，是名丈夫第三之德。
復次、丈夫心生厭離，於身惡業，口、意惡業，惡不善法，及諸煩惱，重受諸有，熾然苦報，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增其厭離。
是名丈夫第四之德。
復次、丈夫若有沙門過，諂曲不實，速告大師及善知識。大師說法，則時除斷，
是名丈夫第五之德。
復次、丈夫學心具足，作如是念：設使餘人學以不學，我悉當學，
是名丈夫第六之德。
復次、丈夫行八正道，不行非道，是名丈夫第七之德。
復次、丈夫乃至盡壽精勤方便，不厭不倦，
是名丈夫第八之德。
如是丈夫八德成就，隨其行地，能速昇進。」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０
；《雜阿含．926經》卷33(大正2，235c27-236b11) 

【經義】：

本經敘說佛陀告訴詵陀迦旃延，良馬不念水草，但念駕乘之事；比丘亦應不念貪欲纏等，能調伏諸想而修禪。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1經），大正2，430c10-431b1；《增支部》～A. 11. 10. Sandha 詵陀，《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4。 另參考《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78～285；《性空學探源》p.81～82；《佛法概論》p.243～244；《佛法是救世之光》p.15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梨聚落深谷精舍。

爾時、世尊告詵陀
迦旃延：「當修真實禪，
莫習強良
禪。

◎如強良馬，繫槽櫪上，彼馬不念我所應作、
所不應作，但念穀草。如是丈夫，於貪欲纏多所修習故，彼以貪欲心，思惟，於出離道不如實知，心常馳騁，隨貪欲纏而求正受。瞋恚、睡眠、掉悔、疑多修習故，於出離道不如實知，以疑蓋心思惟以求正受。
◎詵陀！若真生馬，繫槽櫪上，不念水草，但作是念駕乘之事。如是丈夫，不念貪欲纏住；於出離如實知，不以貪欲纏而求正受；亦不瞋恚、睡眠、掉悔、疑纏多住；於出離瞋恚、睡眠、掉悔、疑纏如實知，不以疑纏而求正受。
如是詵陀！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修禪，不依水、火、風、空、識、無所有、非想非非想而修禪；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月，非見、聞、覺、識，非得、非求、非隨覺、非隨觀而修禪。
詵陀！比丘如是修禪者，諸天主伊濕波羅、
波闍波提，
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爾時、有尊者跋迦利，住於佛後，執扇扇佛。時跋迦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云何入禪，而不依地、水、火、風，乃至覺、觀而修禪定？云何比丘禪，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合掌恭敬，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佛告跋迦利：「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於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想，識入處想，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想；此世、他世，日、月，見、聞、覺、識，若得、若求，若覺、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
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諸天主伊濕波羅、波闍波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何所依而禪。」 

    佛說此經時，詵陀迦旃延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跋迦利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佛說此經已，跋迦利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惡馬、調順馬，賢乘、三及四，鞭影并調乘，有過、八種惡，迦旃延離垢，十事悉皆竟）
。

《雜阿含經》如來所說誦第七
四四〈摩訶男相應〉

【〈摩訶男相應〉總說】：

迦毘羅衛釋迦氏族為世尊父族，佛為報恩，時常回故國教化族人。甚喜迦毘羅衛諸釋氏快得善利，能於甚深佛法賢聖慧眼而得深入【經8（934）】。當時釋氏以摩訶男為首，接受佛陀教化，佛稱譽摩訶男為「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心恒悲念一切之類。」
。
（1）優婆塞具足信、戒、聞、施、慧【經1（927）】；精勤方便信、戒、施、聞、受持
觀察，了達深義，隨順行法次法向，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自安安他【經3（929）】；優婆塞可得須陀洹、斯陀含......乃至得阿那含果【經2（928）】。
（2）長夜修習念佛、法、僧者臨終不生恐怖，未來生天【經4（930）】；依五法修六念處【經6（932）】；勤修六法已，於上增修六隨念【經7（933）】；當修六念，乃至進得涅槃【經5（931）】。
（3）「像類法」起，一者世尊，一者餘眾，應寧隨世尊不隨餘眾【經9（935）】。
一
；《雜阿含．927經》卷33(大正2，236b12-c10)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摩訶男說優婆塞之道 ― 優婆塞具足信、戒、聞、施、慧。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2經），大正2，431b5-23；《相應部》～S. 55. 37. Mahānāma. 摩訶男；《CDB》，p.1824；《佛法概論》( p.210-212 )。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釋種，名摩訶男，
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在家清白，修習淨住，
男相成就。作是說言：『我今盡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是名優婆塞。」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為優婆塞信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於如來所，正信為本，堅固難動，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壞。摩訶男！是名優婆塞信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戒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離殺生、不與取、邪婬、妄語、飲酒，不樂作。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戒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聞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聞具足者，聞則能持，聞則積集。
若佛所說，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悉能受持。摩訶男！是名優婆塞聞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捨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捨具足者，為慳垢所纏者，心離慳垢，住於非家，修解脫施，勤施，常施，樂捨財物，平等布施。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捨具足。」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智慧具足？」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智慧具足者，謂此苦如實知，此苦集如實知，此苦滅如實知，此苦滅道跡如實知。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智
慧具足。」
爾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二
；《雜阿含．928經》卷33(大正2，236c11-28)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摩訶男敘說優婆塞可得須陀洹（三結已斷）、斯陀含（貪、恚、癡薄）乃至得阿那含果（五下分結已斷）。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3經），大正2，431b24-c11；參閱《相應部》～S. 55. 49. Mahānāma. 摩訶男；《CDB》，p.183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爾時、釋氏摩訶男，與五百優婆塞，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在家淨住，乃至盡壽歸依三寶，為優婆塞，證知我。」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須陀洹？」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須陀洹者，三結已斷、已知，謂身見、戒取、疑。摩訶男！是名優婆塞須陀洹。」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斯陀含？」
佛告摩訶男：「謂優婆塞三結已斷、已知，貪、恚、癡薄。摩訶男！是名優婆塞斯陀含。」
摩訶男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阿那含？」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阿那含者，五下分結已斷、已知，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摩訶男！是名優婆塞阿那含。」
時摩訶男釋氏，顧視五百優婆塞而作是言：「奇哉！諸優婆塞在家清白，乃得如是深妙功德！」
時摩訶男優婆塞，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三
；《雜阿含．929經》卷33(大正2，236c29-237b20)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摩訶男說優婆塞所應具足之十六法，則能自慰慰他，為世間難得。
精勤方便具足信、戒、施、聞、受持、觀察，了達深義，隨順行法次法向，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復又自行此八法，並教人行此八法，是為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自安安他。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4經），大正2，431c12-432b13；《增支部》～A. 8. 25. Mahānāma. 摩訶男；《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V，pp.14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優婆塞？」
佛告摩訶男：「優婆塞者，在家清白，乃至盡壽歸依三寶，為優婆塞，證知我。」
摩訶男白佛：「世尊！云何為滿足一切優婆塞事？」
佛告摩訶男：「（1）若優婆塞有信，

（2）無戒，是則不具，當勤方便，具足淨戒。
（3）具足信、戒而不施者，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修習布施，令
具足滿。
（4）信、戒、施滿，不能隨時往詣沙門，聽受正法，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塔寺，見諸沙門。

（5）不一心聽受正法，是不具足；信、戒、施、聞修習滿足。

（6）聞已不持，是不具足；以不具足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沙門，專心聽法，聞則能持。

（7）不能觀察諸法深義，是不具足；不具足故，精勤方便，信、戒、施、聞，聞則能持，持已觀察甚深妙義；
（8）而不隨順知法次法向，足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信、戒、施、聞，受持，觀察，了達深義，隨順行，法次法向。
摩訶男！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

摩訶男白佛：「世尊！云何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佛告摩訶男：「（1）若優婆塞能自立信
，不能令他立於正信
；
（2）自持淨戒，不能令他持戒具足；
（3）自行布施，不能以施建立於他；
（4）自詣塔寺，見諸沙門，不能勸他令詣塔寺，往見沙門；
（5）自專聽法，不能勸人樂聽正法；
（6）聞法自持，不能令他受持正法；
（7）自能觀察甚深妙義，不能勸人令觀深義；
（8）自知深法，能隨順行法次法向，不能勸人令隨順行法次法向。
摩訶男！如是八法成就者，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不安慰他。」
摩訶男白佛：「世尊！優婆塞成就幾法，自安安他？」
佛告摩訶男：「若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是名優婆塞自安安他。何等為十六？摩訶男！若優婆塞具足正信，（亦以正信）建立他人；
自持淨戒，亦以淨戒建立他人；
自行布施，教人行施；
自詣塔寺見諸沙門，亦教人往見諸沙門；
自專聽法，亦教人聽；
自受持法，教人受持；
自觀察義，教人觀察；
自知深義，隨順修行，法次法向，亦復教人解了深義，隨順修行，法次法向。摩訶男！如是十六法成就者，是名優婆塞能自安慰，亦安慰他人。摩訶男！若優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彼諸大眾，悉詣其所，謂婆羅門眾，剎利眾，長者眾，沙門眾，於諸眾中，威德顯曜。譬如日輪，初中及後，光明顯照。
如是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初中及後，威德顯照。如是摩訶男！若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世間難得！」
佛說此經已，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坐起，作禮而去。 
四
；《雜阿含．930經》卷33(大正2，237b21-c8) 

【經義】：

本經敘說摩訶男憂命終生處，佛以大樹作譬，以其長夜習念三寶，故將來命終之後終不生恐怖，必能受生天上。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5經），大正2，432b14-27；《增壹阿含》卷35〈莫畏品第四十一〉（1經），大正2，744a1-c2；《相應部》～S. 55.21-22. Mahānāma. 摩訶男；《CDB》，p.180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迦毘羅衛國，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我每出入時，
眾多羽從，狂象、狂人、狂乘，常與是俱。我自恐與此諸狂，俱生、俱死，忘於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我自思惟：『命終之時，當生何處？』」
佛告摩訶男：「莫恐，莫怖！命終之後，不生惡趣，終亦無惡。譬如大樹，順下，順注，順輸，若截根本，當墮何處？
」
摩訶男白佛：「隨彼順下，順注，順輸。」
佛告摩訶男：「汝亦如是，若命終時，不生惡趣，終亦無惡。所以者何？汝已長夜修習念佛，念法，念僧。若命終時，此身若火燒，若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塵末，而心、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戒、施、聞、慧所熏，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
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五
；《雜阿含．931經》卷33(大正2，237c9-238b9)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摩訶男，若比丘於學地當修六隨念 — 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乃至進得涅槃。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6經），大正2，432b28-433b9；《增支部》～A. 6. 10. Mahānāma 摩訶男，《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I，pp.20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在於學地，求所未得──上昇進道，安隱涅槃。
世尊！彼當云何修習、多修習住？於此法律，得諸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摩訶男：「若比丘在於學地，求所未得──上昇進道，安隱涅槃。彼於爾時，當修六念，乃至進得涅槃。
譬如飢人身體羸瘦，得美味食，身體肥澤。如是比丘住在學地，求所未得──上昇進道，安隱涅槃，修六隨念，乃至疾得安隱涅槃。何等六念？
⊙謂聖弟子念如來事：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聖弟子如是念時，不起貪欲纏，不起瞋恚、愚癡心，其心正直，得如來義，得如來正法。於如來正法，於如來所得隨喜心，隨喜心已歡悅，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其心定。心定已，彼聖弟子於兇嶮眾生中，無諸罣閡，入法流水，乃至涅槃。
⊙復次、聖弟子念於法事：世尊法律，現法，能離生死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法，緣自覺知。聖弟子如是念法者，不起貪欲、瞋意、愚恚，乃至念法所熏，昇進涅槃。
⊙復次、聖弟子念於僧事：世尊弟子善向、正向、直向、誠向，行隨順法，
有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此是四雙、八輩賢聖，是名世尊弟子僧，淨戒具足，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所應奉迎，承事供養，為良福田。聖弟子如是念僧事時，不起貪欲、瞋恚、愚癡，乃至念僧所熏，昇進涅槃。
⊙復次、聖弟子自念淨戒：不壞戒，不缺戒，不污戒，不雜戒，不他取戒，善護戒，明者稱譽戒，智者不厭戒。
聖弟子如是念戒時，不起貪欲、瞋恚、愚癡，乃至念戒所熏，昇進涅槃。
⊙復次、聖弟子自念施事：我得善利，於慳垢眾生中而得離慳垢處，於非家行解脫施，常自手施，
樂行捨法，具足等施。聖弟子如是念施時，不起貪欲、瞋恚、愚癡，乃至念施所熏，昇進涅槃。
⊙復次、聖弟子念諸天事：有四大王天
，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若有正信心者，於此命終，生彼諸天，我亦當行此正信；彼得淨戒、施、聞
、慧，於此命終，生彼諸天，我今亦當行此戒、施、聞、慧。聖弟子如是念天事者，不起貪欲、瞋恚、愚癡，其心正直，緣彼諸天。彼聖弟子如是直心者，得深法利，得深義利，得彼諸天饒益隨喜。隨喜已生欣悅，欣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得心定。心定已，彼聖弟子處兇嶮眾生中，無諸罣閡，入法水流、念天所熏故，昇進涅槃。
摩訶男！若比丘住於學地，欲求上昇安樂涅槃，如是多修習，疾得涅槃者，於正法律，速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六
；《雜阿含．932經》卷33(大正2，238b10-c8) 

【經義】：

本經敘說佛有遠行，摩訶男不捨，佛為彼說應依信、戒、聞、施、慧等五法
及修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等六念。（依五法修六念）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7經），大正2，433b10-c1；《增支部》～A. 11. 12. Mahānāma 摩訶男，《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時釋氏摩訶男，聞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世尊不久，三月安居訖，作衣竟，持衣缽，人間遊行。聞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四體
不攝，迷於四方，聞法悉忘。以聞眾多比丘
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世尊不久，安居訖，作衣竟，持衣缽，人間遊行。是故我今思惟：『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
佛告摩訶男：「汝正使見世尊、不見世尊，見諸知識比丘及與不見，但當念於五法，精勤修習。摩訶男！當以正信為主，非不正信；戒具足；聞具足；施具足；慧具足為本，非不智慧。
如是摩訶男！依此五法，修六念處。何等為六？此摩訶男！念如來當如是念：如來、應、等正覺，乃至佛、世尊。當念法，僧，戒，施，天事，乃至自行得智慧。

如是摩訶男！聖弟子成就十一法者，則為學跡，終不腐敗，堪任知見，堪任決定，住甘露門，近於甘露，
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譬如伏雞，伏其卵或五或十，隨時消息，愛護將養，正復中間放逸，猶能以爪、以口，啄卵得生其子。所以者何？以彼雞母初隨時消息，善愛護故。如是聖弟子成就十一法者，住於學跡，終不腐敗，乃至不能一切疾得甘露涅槃。」
佛說此經已，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七
；《雜阿含．933經》卷33(大正2，238c9-28) 

【經義】：

本經敘說佛有遠行，摩訶男不捨，佛為彼說信、戒、施、聞、空、慧等六法，並於勤修六法已，於上增修六隨念－ 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相對應的《增支部》經文說「依於五法，應進一步使六隨念增長」。

《增支部》～A. 11. 13. Mahānāma 摩訶男，《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1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時釋氏摩訶男，聞諸比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世尊不久，安居訖，作衣竟，持衣缽，人間遊行。聞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四體不攝，迷於四方，先所聞法，今悉忘失。以聞眾多比
丘集於食堂，為世尊縫衣，乃至人間遊行。我作是念：『何時當復得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
佛告摩訶男：「汝見如來、不見如來，見諸比丘、不見諸比丘，且汝常當勤修六法。何等為六？正信為本，戒，施，聞，空，慧以為根本，非不智慧。
是故摩訶男！依此六法已，於上增修六隨念：
念如來事，乃至念天。
如是十二種念成就，彼聖弟子諸惡退減不增長，消滅不起，離塵垢不增塵垢。捨離不取，不取故不著，以不取著故緣自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八
；《雜阿含．934經》卷33(大正2，238c29-239b11) 

【經義】：

本經敘說世尊病瘥未久，摩訶男來問正受與解脫之關係，阿難說學人及無學人之戒、定、慧解脫以引摩訶男語。世尊喜「迦毘羅衛諸釋氏快得善利，能於甚深佛法賢聖慧眼而得深入」。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8經），大正2，433c2-434a10；《增支部》～A. 3. 73. Sakka. 釋氏；《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pp.19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正受故解脫，非不正受。云何世尊！為先
正受而後解脫耶？為先解脫而後正受耶？為正受、解脫，不前不後一時俱生耶？」
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如是摩訶男第二，第三問，佛亦再三默然住。
爾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執扇扇佛。尊者阿難作是念：釋氏摩訶男以此深義而問世尊，世尊病差未久，我今當說餘事以引於彼。語摩訶男：「學人亦有戒，無學人亦有戒；學人有三昧，無學人亦有三昧，學人有慧，無學人亦有慧；學人有解脫，無學人亦有解脫。」
摩訶男問尊者：「阿難！云何為學人戒？云何為無學人戒？云何學人三昧？云何無學人三昧？云何學人慧？云何無學人慧？云何學人解脫？云何無學人解脫？」

尊者阿難語摩訶男：「此聖弟子，住於戒，波羅提木叉律儀，威儀、行處，受持學戒。受持學戒具足已，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如是三昧具足已，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如實知，此苦滅如實知，此苦滅道跡如實知。如是知、如是見已，五下分結已斷、已知，謂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此五下分結斷，於彼受生，得般涅槃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世。彼當爾時，成就學戒，學三昧，學慧，學解脫。
復於餘時，盡諸有漏，無漏解脫，慧解脫，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彼當爾時，成就無學戒，無學三昧，無學慧，無學解脫。
如是摩訶男！是名世尊所說學戒、學三昧、學慧、學解脫，無學戒、無學三昧、無學慧、無學解脫。」
爾時、釋氏摩訶男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訶男去不久，語尊者阿難：「迦毗羅衛釋氏，乃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
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迦毗羅衛釋氏，能與諸比丘共論深義。」
佛告阿難：「迦毘羅衛諸釋氏，快得善利，能於甚深佛法賢聖慧眼而得深入！」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
；《雜阿含．935經》卷33(大正2，239b12-c20) 

【經義】：

本經敘說沙陀與摩訶男議論須陀洹成就四法或三法，共詣佛所，佛為彼等說四法成就須陀洹。又「像類法」起，一者世尊，一者餘眾，應寧隨世尊不隨餘眾。

《別譯雜阿含經》卷8（159經），大正2，434a11-b11；《相應部》～S. 55. 23. Godhā. 沙陀；《CDB》，p.180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
爾時釋氏名曰沙陀，
語釋氏摩訶男：「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幾種法？」
摩訶男答言：「世尊說須陀洹成就四法。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是名四法成就須陀洹。」
釋氏沙陀語釋氏摩訶男：「莫作是說！莫作是言：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
然彼三法成就須陀洹。何等為三？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
如是第三說，釋氏摩訶男不能令沙陀受四法，釋氏沙陀不能令摩訶男受三法。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釋氏摩訶男白佛言：「世尊！釋氏沙陀來詣我所，問我言：『世尊說幾法成就須陀洹？』我即答言：『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如是四法成就須陀洹。』

釋氏沙陀作是言：『釋氏摩訶男莫作是語！世尊說四法成就須陀洹，但三法成就須陀洹。何等為三？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世尊說如是三法成就須陀洹。』

如是再三說，我亦不能令彼釋氏沙陀受四法，釋氏沙陀亦不能令我受三法，是故俱來詣世尊所。今問世尊：『須陀洹成就幾法？』」
時沙陀釋氏從坐起，為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若有如是像類法起，一者世尊，一者比丘僧，我寧隨世尊，不隨比丘僧。或有如是像類法起，一者世尊，一者比丘尼僧、優婆塞、優婆夷，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我寧隨世尊，不隨餘眾。」
爾時、世尊告釋氏摩訶男：如「摩訶男！釋氏沙陀作如是論，汝當云何？」
摩訶男白佛：「世尊！彼沙陀釋氏作如是論，我知復何
說！我唯言善，唯言真實。」
佛告摩訶男：「是故當知四法成就須陀洹，於佛不壞淨，於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如是受持。」
時釋氏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一０
；《雜阿含．936經》卷33(大正2，239c21-240b11)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諸釋氏解說聲聞之種種境界，並記說百手釋氏命終後得須陀洹果。
《別譯雜阿含經》卷8（160經），大正2，434b12-c22；《相應部》～S. 55. 24. Sarakāni. 百手；《CDB》，p.181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毗羅衛國尼拘律園中。時有迦毘羅衛釋氏，集供養堂，作如是論，問摩訶男：「云何最後記說，彼百手釋氏
命終，世尊記彼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
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然彼百手釋氏，犯戒飲酒，而復世尊記彼得須陀洹，乃至究竟苦邊！
汝摩訶男！當往問佛，如佛所說，我等奉持。」 

爾時、摩訶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迦毗羅衛諸釋氏，集供養堂，作如是論：摩訶男！云何最後記說，是中百手釋氏命終，世尊記說得須陀洹，乃至究竟苦邊？汝今當往，重問世尊，如世尊所說，我等奉持。我今問佛，唯願解說！」
佛告摩訶男：「⊙善逝大師、善逝大師者，聖弟子所說，口說善逝，而心正念、直見，悉入善逝正法律。正法律者，聖弟子所說，口說正法，發心正念、直見，悉入正法。善向僧，善向僧者聖弟子所說，口說善向，發心正念、直見，悉入善向。如是摩訶男！聖弟子於佛一向淨信，於法、僧一向淨信。於法利智、出智、決定智，八解脫具足身作證，以智慧見，有漏斷、知。如是聖弟子，不趣地獄、畜生、餓鬼，不墮惡趣，說阿羅漢俱解脫。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然彼知見有漏斷，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慧解脫。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而不見有漏斷，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身證。
⊙復次、摩訶男！若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然於正法律如實知見，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見到。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乃至決定智慧，於正法律如實知見，不得見到，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信解脫。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信法、信僧言說清淨，於五法增上智慧審諦堪忍，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隨法行。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信法、信僧言說清淨，乃至五法少慧審諦堪忍，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隨信行。
摩訶男！此堅固樹，於我所說能知義者，無有是處。若能知者，我則記說，
況復百手釋氏而不記說得須陀洹！摩訶男！百手釋氏臨命終時，受持淨戒，捨離飲酒，然後命終，我記說彼得須陀洹，乃至究竟苦邊。
」
摩訶男釋氏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作禮而去。
（云何優婆塞，得果、一切行，自輕及住處，十一與十二，解脫并舍羅，麤手為第十）
。 

《雜阿含經》 如來所說誦第七
四五〈無始相應〉

【〈無始相應〉總說】：

眾生輪迴生死，長遠無有邊際，不能知其根源，所受苦惱無數、無量，而不知求脫生死輪迴。
（1）眾生父母數無量(【經4（940）】、【經5（941）】)，受苦樂無量(【經6（942）】、【經7（943）】)，所遇善、惡知識無量(【經8（944）】、【經9（945）】、【經10（946）】)，積骨如山(【經11（947）】)，膿血成流(【經12（948）】)，無有一處不生、不死(【經15（951）】～【經19（955）】)。

（2）雖三世諸佛無量，我過去不曾習近，當來亦可能不習近；今值佛，當於佛所修行梵行(【經20（956）】)。
一
；《雜阿含．937經》卷33(大正2，240b12-c24) 

【經義】：

本經敘說佛陀為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說法，言眾生無明所蓋，長夜生死輪轉，其身破所流之血，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應觀察五蘊無常苦、空、非我，厭離五蘊，以得解脫。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0經），大正2，485c5-486a17；《增壹阿含經》卷49〈非常品第五十一〉（2經），大正2，814b11-21；《相應部》～S. 15. 13. Tiṃsamattā. 三十名〔比丘〕；《CDB》，p.65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毗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時有四十比丘，
住波梨耶
聚落，一切皆修阿練若行，糞掃衣，乞食，
學人未離欲。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爾時、世尊作是念：『此四十比丘；住波梨耶聚落，皆修阿練若行，糞掃衣，乞食，學人未離欲。我今當為說法，令其即於此生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波梨耶聚落四十比丘：「眾生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生死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諸比丘！於意云何？恆水洪流，趣於大海，中間恆水為多；汝等本來長夜生死輪轉，破壞身體，流血為多？」
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其身破壞，流血甚多，多於恆水百千萬倍。」
佛告比丘：「置此恆水，乃至四大海水為多，汝等長夜輪轉生死，其身破壞，血流為多？」
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其身破壞，流血甚多，踰四大海水也。」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於恆水及四大海。所以者何？
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身，駝、驢、牛、犬、諸禽獸類，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
汝等長夜或為賊盜，為人所害，斷、截頭、足、耳、鼻，分離四體，其血無量。
汝等長夜身壞命終，棄於塚間，膿壞流血，其數無量。或墮地獄、畜生、餓鬼、身壞命終，其流血出，亦復無量。」
佛告比丘：「色為是常，為非常耶？」
比丘白佛：「無常，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聖弟子寧復於中見是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告比丘：「若所有色，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如實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厭離，於受、想、行、識厭離。厭已不樂，不樂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是法時，四十比丘波梨耶聚落住者，不起諸漏，心得解脫。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雜阿含．938經》卷33(大正2，240c25-241a17)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以來，所流之淚多於四大海水，當觀五蘊無常、是苦，以出離生死。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1經），大正2，486a18- b23；《增壹阿含經》卷49〈非常品第五十一〉（1經），大正2，814a27-b10；參閱《相應部》～S. 15. 3. Assu. 淚；《CDB》，p.65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以來，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佛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恆河流水，乃至四大海，其水為多；為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為多？」
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甚多，過於恆水及四大海。」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甚多，非彼恆水及四大海。所以者何？汝等長夜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喪失錢財，為之流淚，甚多無量。
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出，及生地獄，畜生，餓鬼，諸比丘！
汝等從無始生死，長夜輪轉，其身血淚，甚多無量。」
佛告諸比丘；「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比丘白佛；「無常，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者，是苦耶？」
比丘白佛：「是苦，世尊！」
佛告比丘：「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其中見我，異我，相在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諸比丘！聖弟子如是知、如是見，乃至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雜阿含．939經》卷33(大正2，241a18-b8)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以來所飲母乳多於四大海水，當觀五蘊無常、非我、非我所，不執取，以出離生死。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2經），大正2，486b24-c6；《相應部》～S. 15. 4. Khīra. 乳；《CDB》，p.65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繫其頸，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佛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恆河流水及四大海，其水為多；汝等長夜輪轉生死，
飲其母乳為多耶？」
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夜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恆河及四大海水。」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長夜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恆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其母乳無量無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其數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無量。或墮地獄，畜生，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比丘！汝等無始生死，輪轉已來，不知苦之本際。
云何比丘？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比丘白佛：「非常，世尊！」乃至「聖弟子於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於諸世間得無所取，不取已無所著；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940-969經》卷34(大正2，241b15-250a12)
四
；《雜阿含．940經》卷34(大正2，241b15-23)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以來，所依生之父母多於大地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為籌之數。故當勤精進，出離生死。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3經），大正2，486c7-18；《相應部》～S. 15. 1. Tiṇakattha. 薪草；《CDB》，p.65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
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為籌，
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當勤精進，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五
；《雜阿含．941經》卷34(大正2，241b24-c3)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以來，所依生之父母多於大地泥土悉以為丸之數。故當勤精進，出離生死。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4經），大正2，486c19-28；《相應部》～S. 15. 2. Pathavī. 地；《CDB》，p.65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云何比丘！此大地土泥，悉以為丸，如婆羅果，
以數汝等長夜生死以來所依父母，土丸既盡，所依父母其數不盡。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其數如是。是故比丘！當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六
；《雜阿含．942經》卷34(大正2，241c4-11)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見眾生喜樂，當思生死輪迴無窮，應力求脫離。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5經），大正2，486c29-487a9；《相應部》～S. 15. 12. Sukhita. 安樂；《CDB》，p.65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汝等見諸眾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
』是故比丘當如是學：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當勤精進，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
；《雜阿含．943經》卷34(大正2，241c12-18)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若見眾生受諸苦惱，當思生死輪迴無窮，力求脫離。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6經），大正2，487a10-16；《相應部》～S. 15. 11. Duggata. 苦惱；《CDB》，p.65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若見眾生受諸苦惱，當作是念：『我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會更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當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
；《雜阿含．944經》卷34(大正2，241c19-26)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見諸眾生而生恐怖，當思自己無始罪業，力求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7經），大正2，487a17-2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汝等見諸眾生而生恐怖，衣毛為豎，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為傷害者，為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當作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
；《雜阿含．945經》卷34(大正2，241c27-242a7)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若見眾生愛念歡喜者，當思彼等無始以來曾為父母等，應力求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8經），大正2，487a23-b1；《相應部》～S. 15. 14-19. Mattā. etc. 母等；《CDB》，p.65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若見眾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是眾生，過去世時，必為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
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０
；《雜阿含．946經》卷34(大正2，242a8-27) 

【經義】：

本經敘說異婆羅門雖聞未來佛如恒河沙數，過去佛亦如恒河沙數，但覺悟佛難遇，遂歸佛出家，得阿羅漢。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39經），大正2，487b2-16；《相應部》～S. 15. 8. Gaṅgā. 恒河；《CDB》，p.65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未來世當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未來佛者，如無量恆河沙。」
爾時、婆羅門作是念：「未來當有如無量恆河沙三藐三佛陀，我當從彼修諸梵行。」
爾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時婆羅門隨路思惟，我今唯問沙門瞿曇未來諸佛，不問過去。即隨路還，復問世尊：「云何瞿曇！過去世時復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過去世佛，亦如無量恆河沙數。」
時婆羅門即作是念：『過去世中有無量恆河沙等諸佛世尊，我曾不習近；設復未來如無量恆河沙三藐三佛陀，亦當不與習近娛樂，我今當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即便合掌白佛言：「唯願聽我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佛告婆羅門：「聽汝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得比丘分。」
爾時、婆羅門即出家，受具足。出家已，獨一靜處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 
一一
；《雜阿含．947經》卷34(大正2，242a28-b15) 

【經義】：

本經敘說一人於一劫中生死輪轉，所積累白骨，如毘富羅山。若能如實知四聖諦，則可斷生死，究竟苦邊。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0經），大正2，487b17-c3；《〔失譯〕雜阿含經》卷1（11經），大正2，496b14-21；《七處三觀經》卷1，（30）《佛說積骨經》，大正2，880b10-18；《相應部》～S. 15. 10. Puggala. 人；《CDB》，p.65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毗富羅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人於一劫中生死輪轉，積累白骨不腐壞者，如毗富羅山。若多聞聖弟子，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如實知，此苦滅聖諦如實知，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彼如是知、如是見，斷三結，謂身見、戒取、疑。斷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積聚其身骨，常積不腐壞，如毗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正智見真諦：

此苦及苦因，離苦得寂滅，修習八道跡，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天人來往生，盡一切諸結，究竟於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血、淚及母乳，（籌）、土丸如豆粒，（樂、喜）、恐怖及彼愛，恒沙及骨聚）。

一二
；《雜阿含．948經》卷34(大正2，242b16-29)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異比丘解說劫的長久，而眾生於其中長夜輪迴生死，當力求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1經），大正2，487c6-20；《增壹阿含經》卷50〈大愛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3經），大正2，825b16-28；《相應部》～S. 15. 6. Sāsapā. 芥子；《CDB》，p.65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長久如？
」
佛告比丘：「我能為汝說，而汝難知。」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比丘！譬如鐵城，方一由旬，高下亦爾，滿中芥子；有人百年取一芥子，盡其芥子，劫猶不竟。如是比丘！其劫者如是長久，如是長劫，百千萬億大苦相續，白骨成丘，膿血成流，地獄、畜生、餓鬼惡趣。是名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三
；《雜阿含．949經》卷34(大正2，242c1-12) 

【經義】：

本經敘說佛以大石山作譬，為異比丘說劫之長久，並勸其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2經），大正2，487c21- 488a6；《增壹阿含經》卷51〈大愛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4經），大正2，825c7-21；《相應部》～S. 15. 5. Pabbata. 山；《CDB》，p.654。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長久如？」
佛告比丘：「我能為汝說，汝難得知。」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比丘！如大石山，不斷、不壞，方一由旬；若有士夫以迦尸
劫貝，
百年一拂，拂之不已，石山遂盡，劫猶不竟。比丘！如是長久之劫，百千萬億劫受諸苦惱。乃至諸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四
；《雜阿含．950經》卷34(大正2，242c13-27) 

【經義】：

本經敘說佛以士夫百年命終，猶不能憶念劫數邊際為喻，勸比丘當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3經），大正2，488a7-19；《相應部》～S. 15. 7. Sāvakā. 聲聞；《CDB》，p.65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過去有幾劫？」
佛告比丘：「我悉能說，汝知甚難。」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譬。如比丘！有士夫壽命百歲，晨朝憶念三百千劫，日中憶念三百千劫，日暮憶念三百千劫；如是日日憶念劫數，百年命終，不能憶念劫數邊際。比丘！當知過去劫數無量。如是過去無量劫數，長夜受苦，積骨成山，髓血成流，乃至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如是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五
；《雜阿含．951經》卷34(大正2，242c28-243a5)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三界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故應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4經），大正2，488a20-2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
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六
；《雜阿含．952經》卷34(大正2，243a6-12)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三界無有一處無歷劫父母親友者，故應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5經），大正2，488a26-b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
如是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七
；《雜阿含．953經》卷34(大正2，243a13-20) 

【經義】：

本經敘說佛以大雨渧泡，一生一滅為喻，眾生生、死亦復如是，故應斷除諸有。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6經），大正2，488b6-11；參閱《相應部》～S. 48. 50. Saddha 信，《CDB》，p.1693；《相應部》～S. 22. 95.Pheṇa 泡沫，《CDB》，p.95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大雨渧泡，一生一滅，
如是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無始生死，生者、死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八
；《雜阿含．954經》卷34(大正2，243a21-b3)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眾生長夜輪轉，如普天大雨，無斷絕處，故當求出離生死。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7、348經），大正2，488b12-29；《雜阿含經》卷16（431經），大正2，112b12-20；參閱《相應部》～S. 15. 9. Daṇḍa. 杖；《CDB》，p.65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澍，東西南北無斷絕處，如是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大雨，普雨天下，無斷絕處。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一九
；《雜阿含．955經》卷34(大正2，243b4-12)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諸比丘，眾生轉五趣輪，如士夫轉五節輪，常轉不息，故當求出離。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49經），大正2，488c1-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比丘！若有士夫轉五節輪，常轉不息，如是眾生轉五趣輪，或墮地獄、畜生、餓鬼，及人、天趣，常轉不息。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０
；《雜阿含．956經》卷34(大正2，243b13-244a8) 

【經義】：

本經敘說佛以過去世毘富羅山諸名及住於此之居民，今皆滅沒為例，證明諸行無常，故勸諸比丘，當修厭離，以得解脫。

《別譯雜阿含經》卷16（350經），大正2，488c7-489b3；《相應部》～S. 15. 20. Vepullapabbata. 毘富羅山；《CDB》，p.659。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毗富羅山側。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無常，一切行不恆、不安、變易之法。諸比丘！於一切行，當生厭離，求樂解脫。
諸比丘！過去世時，此毗富羅山，名長竹山，有諸人民圍遶山居，名低彌羅邑。
低彌羅邑人壽四萬歲，低彌羅邑人上此山頂，四日乃得往反。時世有佛，名迦羅迦孫提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說法教化：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發顯示。彼長竹山於今名字亦滅，低彌羅聚落、人民亦沒，彼佛如來已般涅槃。比丘！當知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恆、不安、變易之法。於一切行，當修厭離，離欲解脫。
諸比丘！過去世時，此毘富羅山，名曰朋迦，時有人民遶山而居，名阿毘迦
邑。彼時人民壽三萬歲，阿毗迦人上此山頂，經三日中乃得往反。時世有佛，名拘那含牟尼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演說經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發顯示。諸比丘！彼朋迦山名字久滅，阿毘迦邑人亦久亡沒，彼佛世尊亦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恆、不安、變易之法。汝等比丘！當修厭離，求樂解脫。
諸比丘！過去世時，此毘富羅山，名宿波羅首，有諸人民遶山居止，名赤馬
邑，人壽二萬歲。彼諸人民上此山頂，經二日中乃得往反。爾時、有佛名曰迦葉如來、應供、乃至出興於世，演說經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比丘！當知宿波羅首山名字久滅，赤馬邑人亦久亡沒，彼佛世尊亦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恆、不安、變易之法。是故比丘！當修厭離，離欲解脫。
諸比丘！今日此山名毗富羅，有諸人民遶山而居，名摩竭提
國。此諸人民壽命百歲，善自消息，得滿百歲。摩竭提人上此山頂，須臾往反。我今於此得成如來、應、等正覺，乃至佛、世尊，演說正法，教化令得寂滅涅槃，正道、善逝、覺知。比丘！當知此毗富羅山名亦當磨滅，摩竭提人亦當亡沒，如來不久當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諸行悉皆無常、不恆、不安、變易之法。是故比丘！當修厭離，離欲解脫。」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古昔長竹山，低彌羅村邑；次名朋迦山，阿毗迦聚落；宿波羅首山，聚落名赤馬；今毗富羅山，國名摩竭陀。名山悉磨滅，其人悉沒亡，諸佛般涅槃，有者無不盡。一切行無常，悉皆生滅法，有生無不盡，唯寂滅為樂。
」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城、山、過去，無地方所，眾生無不是，麤雨渧雨，如縛掃篲，擲杖、還轉輪，毘富羅）
 
《雜阿含經》 如來所說誦第七

四六〈婆蹉出家相應〉

【〈婆蹉種出家相應〉總說】：

「婆蹉種出家」為一質直、不諂、不偽之好學外道，先前接觸外道十四難(【經7（962）】)，不得解，經無數次向佛請教(【經1（957）】、【經3（959）】～【經8（963）】)，佛均默然不記答。最後，佛見其「時有所問，皆以不知故，非故意惱亂」，佛為之開示善、不善法。聞後隨佛出家，不久佛授以第一記(【經9（964）】)。
一
；《雜阿含．957經》卷34(大正2，244a9-b9)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婆蹉種出家解說命與身之關係，眾生因愛取而有有餘生，故隨意生身而往生餘處，非無餘也。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0經），大正2，443a12-b11；參閱《相應部》～S. 44. 9. Kutūhalasālā. 論議堂；參閱《CDB》，p.139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婆蹉種出家，
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佛告婆蹉種出家：「隨汝所問，當為汝說。」
婆蹉種出家白佛言：「云何瞿曇！命即身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命即身者，此是無記。
」
「云何瞿曇！為命異身異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命異身異者，此亦無記。」
婆蹉種出家白佛：「云何瞿曇！命即身耶，答言無記；命異身異，答言無記？沙門瞿曇有何等奇？弟子命終，即記說言：『某生彼處，某生彼處。』彼諸弟子，於此命終捨身，即乘意生身
生於餘處；當於爾時，非為命異身異也？」
佛告婆蹉：「此說有餘，不說無餘。」
婆蹉白佛：「瞿曇！云何說有餘，不說無餘？」
佛告婆蹉：「譬如火，有餘得然，非無餘。」
婆蹉白佛：「我見火，無餘亦然。」
佛告婆蹉：「云何見火無餘亦然？」
婆蹉白佛：「譬如大聚熾火，疾風來吹，火飛空中，豈非無餘火耶？」
佛告婆蹉：「風吹飛火，即是有餘，非無餘也。」
娑蹉白佛：「瞿曇！空中飛火，云何名有餘？」
佛告婆蹉：「空中飛火，依風故住，依風故然，以依風故，故說有餘。」
婆蹉白佛：「眾生於此命終，乘意生身往生餘處，云何有餘？」
佛告婆蹉：「眾生於此處命終，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因愛故取，因愛而住，故說有餘。
」
婆蹉白佛：「眾生以愛樂有餘，染著有餘，唯有世尊得彼無餘，成等正覺。
沙門瞿曇！世間多緣，請辭遠去。」
佛告婆蹉：「宜知是時。」
婆蹉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二
；《雜阿含．958經》卷34(大正2，244b10-c1) 

【經義】：

本經敘說婆蹉種出家問目揵連尊者，何故佛陀不答死後有無，目揵連尊者答以如實知五陰及其集、滅、味、患、離故。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1經），大正2，443b12-c3；；《相應部》～S. 44. 7. Moggalāna 目犍連；《CDB》，p138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大目揵連，亦於彼住。時有婆蹉種出家，詣尊者大目揵連所，與尊者目揵連面相問訊慰勞，慰勞已，退坐一面。語尊者大目揵連：「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目連答言：「婆蹉！隨意所問，知者當答。」
時婆蹉種出家問尊者目揵連：「何因何緣？餘沙門、婆羅門，有人來
問：『云何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皆悉隨答；
而沙門瞿曇，有來問言：『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而不記說？」
目揵連言：「⊙婆蹉！餘沙門、婆羅門，於色、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出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則取著；如來無後死，有後死無
後死，非有後死非無後死，則生取著。受……。想……。行……。識、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出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生取著；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生取著。
⊙如來者，於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出如實知，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則不著；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則不著。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出如實知，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則不然；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則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皆悉寂滅。
⊙婆蹉！如是因、如是緣，餘沙門、婆羅門，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則為記說；
⊙如是因、如是緣，如來，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不為記說。」
時婆蹉種出家，聞尊者大目揵連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三
；《雜阿含．959經》卷34(大正2，244c13-245a19) 

【經義】：

本經敘說婆蹉種出家問佛何故不說死後有無，佛所說與目揵連同，婆蹉種出家為之驚嘆；後婆蹉種出家又以此問詵陀迦旃延，詵陀迦旃延乃廣說其因。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2經），大正2，443c4- 444a4；《相應部》～S. 44. 8. Vaccha. 婆蹉；《CDB》，p.139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何因何緣？餘沙門、婆羅門，若有來問」，如上廣說。爾時、婆蹉種出家歎言：「奇哉瞿曇！弟子、大師，義同義，句同句，味同味，乃至同第一義。瞿曇！我今詣摩訶目揵連，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而問於彼，彼亦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而答我，如今瞿曇所說。是故瞿曇真為奇特！大師、弟子，義同義，句同句，味同味，同第一義。」 
四
 

【經義】：
本經敘說婆蹉種出家問詵陀迦旃延，何故佛陀不說死後有無。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3經），大正2，444a5-b2；《相應部》～S. 44. 11. Sabhiyo 詵陀；《CDB》，p.1394。

爾時、婆磋種出家，有諸因緣，至那梨聚落。
營事訖已，詣尊者詵陀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問詵陀迦旃延：「何因、何緣？沙門瞿曇，若有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不為記說？」
詵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於汝意云何？若因、若緣，若種施設諸行
：若色、若無色，若想、若非想、若非想非非想。若彼因、彼緣、彼行無餘〔行〕滅，永滅已，如來於彼有所記說，言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耶？」
婆蹉種出家語詵陀迦旃延：「若因、若緣，若種施設諸行：若色、若非色，若想、若非想、若非想非非想。彼因、彼緣、彼行無餘滅，云何瞿曇於彼記說：『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
詵陀迦旃延語婆蹉種出家：「是故如來以是因、以是緣故，有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不為記說。」
婆蹉種出家問詵陀迦旃延：「汝於沙門瞿曇弟子，為日久如？」
詵陀迦旃延答言：「少過三年，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婆蹉種出家言：「詵陀迦旃延！快得善利！少時出家，而得如是身律儀、口律儀，又得如是智慧辯才！」
時婆蹉種出家，聞詵陀迦旃延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五
；《雜阿含．960經》卷34(大正2，245a20-b8) 

【經義】：

本經敘說婆蹉種出家問佛死後有無問題，得印證如來說法與弟子說法完全相同，乃為之讚歎，歡喜而去。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4經），大正2，444b3-29；《相應部》～S. 44. 8. Vaccho 婆蹉；《CDB》，p.139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
佛告婆蹉種出家：「隨所欲問，當為汝說。」
婆蹉種出家白佛言：「瞿曇！何因、何緣？有人來問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而不為記說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如上詵陀迦旃延廣說，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婆蹉種出家白佛言：「奇哉瞿曇！師及弟子，義義同，句句同，味味同，其理悉合，所謂第一句說。瞿曇！我為小緣事，至那利伽聚落，營事訖已，暫過沙門迦旃延，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問沙門迦旃延，彼亦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答我所問，如今沙門瞿曇所說。是故當知實為奇特！師及弟子，義、句、味，義、句、味悉同。」
時婆蹉種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六
；《雜阿含．961經》卷34(大正2，245b9-25) 

【經義】：

本經敘說佛陀不答婆蹉種出家「有我」之問，阿難不解，佛乃告其所以，並言如來乃離於二邊，是處中而說法。
《性空學探源》(p.59-60 )：「《雜阿含》九六一經，說明以緣起離斷常見（斷見常見是在我與身的同異上安立的）。」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5經），大正2，444c1-28；《相應部》～S. 44. 10. Ānando. 阿難；《CDB》，p.139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合掌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瞿曇！為有我耶？」
爾時、世尊默然不答。如是再三，爾時世尊亦再三不答。
爾時、婆蹉種出家作是念：「我已三問沙門瞿曇而不見答，但當還去。」

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執扇扇佛。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彼婆蹉種出家三問，世尊何故不答？豈不增彼婆蹉種出家惡邪見，言沙門不能答其所問？」
佛告阿難：「我若答言有我、則增彼先來邪見。若答言無我，彼先癡惑，豈不更增癡惑！言先有我，從今斷滅。若先來有我，則是常見；
於今斷滅，則是斷見。
如來離於二邊，處中說法，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
謂緣無明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
；《雜阿含．962經》卷34(大正2，245b26-246a17)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婆蹉種出家何以不記說十四種邪見的原因，並言如來已徹見四聖諦，斷除一切煩惱，到達不生不滅的解脫境界。

《性空學探源》(p.60 )：「九六二經，說明以緣起離十四不可記見（十四不可記見也都是以我見安立的，如世間有邊無邊等四句及常無常等四句。其所謂「世間」，就是我所見。如來滅後有無等四句，純在我見上安立。命與身一、命與身異，是明我與我所的關係）。」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6經），大正2，444c29- 445c8；《中部》～M. 72. Aggivacchagotta-sutta. 婆蹉衢多火〔喻〕經；《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p.59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
相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云何瞿曇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
此是真實，餘則虛妄耶？」
佛告婆蹉種出家：「我不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是則真實，餘則虛妄。」
「云何瞿曇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邊無邊，非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
佛告婆蹉種出家：「我不作如是見、如是說，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爾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瞿曇！於此見見何等過患，而於此諸見，一切不說？」
佛告婆蹉種出家：「若作是見：『世間常，此則真實，餘則虛妄者！』此是倒見，此是觀察見，此是動搖見，此是垢污見，此是結見，是苦、是閡、是惱、是熱，見結所繫。愚癡無聞凡夫，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生。
婆蹉種出家！若作是見：『世間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此是倒見，乃至憂悲惱苦生。」
婆蹉種出家白佛：「瞿曇！何所見？」
佛告婆蹉種出家：「如來所見已畢。婆蹉種出家！然如來見，謂見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作如是知、如是見已，於一切見、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斷滅、寂靜、清涼、真實。如是等解脫比丘、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
婆蹉白佛：「瞿曇！何故說言生者不然？」
佛告婆蹉；「我今問汝，隨意答我。婆蹉！猶如有人，於汝前然火，汝見火然不？即於汝前火滅，汝見火滅不？」
婆蹉白佛：「如是，瞿曇！」
佛告婆蹉：「若有人問汝：向者火然，今在何處？為東方去耶？西方、南方、北方去耶？如是問者，汝云何說？」
婆蹉白佛：「瞿曇！若有來作如是問者，我當作如是答：若有於我前然火，薪草因緣故然，若不增薪，火則永滅，不復更起。東方、南方、西方、北方去者，是則不然。」
佛告婆蹉：「我亦如是說：色已斷、已知，受、想、行、識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於未來世永不復起。若至東方、南、西、北方，是則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滅。」
婆蹉白佛：「我當說譬。」
佛告婆蹉：「為知是時。」
婆蹉白佛：「瞿曇！譬如近城邑、聚落，有好淨地，生堅固林。有一大堅固樹，其生已來，經數千歲。日夜既久，枝葉零落，皮膚枯朽，唯幹獨立。如是瞿曇！如來法律，離諸枝條、柯葉，
唯空幹堅固獨立。
」
爾時、婆蹉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八
；《雜阿含．963經》卷34(大正2，246a18-b11) 

【經義】：

本經敘說佛告婆蹉種出家，眾生之所以執持十四種邪見，乃因不如實知五蘊之故。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7經），大正2，446a11- 447b8；《相應部》Vacchagotta-samyutta. 婆蹉種相應；《CDB》，p.103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
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彼云何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世有邊，世無邊，世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
佛告婆蹉：「於色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於受，想，行，識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婆蹉白佛：「瞿曇！知何法故，不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
佛告婆蹉：「知色故，不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知受，想，行，識故，不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如是不知知，如是不見見，不識識，不斷斷，不觀觀，不察察，不覺覺。
」
佛說此經已，婆蹉種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九
；《雜阿含．964經》卷34(大正2，246b12-247c13) 

【經義】：

本經敘說佛為婆蹉種出家詳說善、不善法，並告知比丘乃至優婆夷於如來法、律中修習所得果證。後彼歸佛出家，得阿羅漢果。

《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8經），大正2，487a23-b1；《中部》～M. 73. Mahā-Vacchagotta-sutta. 婆蹉衢多大經；《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p.59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婆蹉種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
爾時、世尊默然而住。婆蹉種出家第二、第三問，佛亦第二、第三默然而住。時婆蹉種出家白佛言：「我與瞿曇共相隨順，今有所問，何故默然？」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婆蹉種出家，長夜質直，不諂、不偽，時有所問，皆以不知故，非故惱亂，我今當以阿毗曇、律納受於彼。」作是念已，告婆蹉種出家：「隨汝所問，當為解說。」
婆蹉白佛：「云何瞿曇！有善、不善
法耶？」
佛答言：「有。」
婆蹉白佛：「當為我說善不善法，令我得解！」
佛告婆蹉：「我今當為汝略說善不善法，諦聽，善思。婆蹉！貪欲者是不善法，調伏貪欲是則善法。瞋恚、愚癡是不善法，調伏恚、癡是則善法。殺生者是不善法，離殺生者是則善法。偷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恚，邪見，是不善法；不盜乃至正見，是則善法。是為婆蹉！我今已說三種善法，三種不善法。
如是聖弟子，於三種善法、三種不善法，如實知十種不善法、十種善法。如實知者，則於貪欲無餘滅盡，瞋恚、愚癡無餘滅盡者，則於一切有漏滅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頗有一比丘，於此法律得盡有漏，無漏心解脫，乃至不受後有耶？」
佛告婆蹉：「不但若一、若二、若三，乃至五百，有眾多比丘，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且置比丘，有一比丘尼，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比丘尼，乃至五百，有眾多比丘尼，於此法律，盡諸有漏，乃至不受後有。」
婆蹉白佛：「置比丘尼，有一優婆塞，修諸梵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優婆塞，乃有眾多優婆塞，修諸梵行，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得成阿那含，不復還生此。」
婆蹉白佛：「復置優婆塞，頗有一優婆夷，於此法律修持梵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優婆夷，乃至五百，乃有眾多優婆夷，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於彼化生，得阿那含，不復還生此。」
婆蹉白佛：「置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頗有優婆塞受五欲，而於此法律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眾多優婆塞，居家妻子，香華嚴飾，畜養奴婢，於此法律，斷三結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一往一來，究竟苦邊。」
婆蹉白佛：「復置優婆塞，頗有一優婆夷，受習五欲，於此法律，得度狐疑不？」
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乃有眾多優婆夷，在於居家，畜養男女，服習五欲，華香嚴飾，於此法律，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婆蹉白佛言：「瞿曇！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梵行者，及優婆塞、優婆夷服習五欲，不得如是功德者，則不滿足。以沙門瞿曇成等正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修諸梵行，及優婆塞、優婆夷服習五欲，而成就爾所功德故，則為滿足。瞿曇！今當說譬。」
佛告婆蹉：「隨意所說。」
婆蹉白佛：「如天大雨，水流隨下。瞿曇法律亦復如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男、若女，悉皆隨流，向於涅槃，浚輸涅槃。甚奇！佛、法、僧平等法律，為餘異道出家，來詣瞿曇所，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幾時
便聽出家？」
佛告婆蹉：「若餘異道出家，欲來於正法律求出家、受具足者，乃至四月，
於和尚所受衣而住。然此是為人粗作齊限耳。
」
婆蹉白佛：「若諸異道出家來，於正法律欲求出家、受具足，聽於和尚所受衣
，若滿四月聽出家者，我今堪能於四月在和尚所受衣
，若於正法律而得出家、受具足。我當於瞿曇法中出家、受具足，修持梵行！」
佛告婆蹉：「我先不說粗為人作分齊耶？」
婆蹉白佛：「如是，瞿曇！」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度彼婆蹉出家，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
」
婆蹉種出家，即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乃至半月，學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證，悉知、悉識、悉見、悉得、悉覺、悉證如來正法。尊者婆蹉作是念：「我今已學
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證，彼一切悉知、悉識、悉
見、悉得、悉覺、悉證，今當往見世尊。」是時，娑蹉詣世尊所，稽首禮足，於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於學所應知、應識、應見、應得、應覺、應證，悉知、悉識、悉見、悉得、悉覺、悉證世尊正法。唯願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當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出家，學道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婆蹉：「有二法，修習、多修習，所謂止，觀。此二法，修習、多修習，得知界果，覺了於界，知種種界，覺種種界。
如是比丘欲求離欲惡不善法，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令我三結盡，得須陀洹。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種種神通境界、天眼、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皆悉得。是故比丘！當修二法，修習、多修習。修二法故，知種種界，乃至漏盡。」
爾時、尊者婆蹉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爾時、婆蹉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時有眾多比丘，莊嚴方便，欲詣世尊恭敬供養。爾時、婆蹉問眾多比丘：「汝等莊嚴方便，欲詣世尊恭敬供養耶？」
諸比丘答言：「爾。」
爾時、婆蹉語諸比丘：「尊者！持我語，敬禮世尊，問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安樂住不？言：婆蹉比丘白世尊言：我已供養世尊，具足奉事，令歡悅非不歡悅。大師弟子所作，皆悉已作，供養大師，令歡悅非不歡悅。」
時眾多比丘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婆蹉，稽首敬禮世尊足，乃至歡悅非不歡悅。」
佛告諸比丘：「諸天先已語我，汝今復說。如來成就第一知見，亦如婆蹉比丘有如是德力。」
爾時、世尊為彼婆蹉比丘說第一記。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身命及目連，希有、迦旃延，未曾有、有我，見及於愚癡，犢子所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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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外道出家相應〉

一
；《雜阿含．965經》卷34(大正2，247c14-248a14) 

【經義】：

欝低迦問是否一切世間皆以佛道為離之道，阿難以城門守作譬代佛答之。

《增支部》～A. 10. 95. Uttiya 欝低迦；《別譯雜阿含經》卷11（199經）（大正2，447b19～c1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外道出家，名曰鬱低迦，
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云何瞿曇！世有邊耶？」
佛告鬱低迦：「此是無記。」
鬱低迦白佛：「云何瞿曇！世無邊耶？有邊無邊耶？非有邊非無邊耶？」
佛告鬱低迦：「此是無記。」
鬱低迦白佛：「云何瞿曇？世有邊耶，答言無記；世無邊耶，世有邊無邊耶，世非有邊非無邊耶，答言無記？瞿曇於何等法而可記說？」
佛告鬱低迦：「知者、智者，我為諸弟子而記說道，令正盡苦，究竟苦邊。」
鬱低迦白佛：「云何瞿曇！為諸弟子說道，令正盡苦，究竟苦邊？為一切世間從此道出，為少分耶？」
爾時、世尊默然不答。第二、第三問，佛亦第二、第三默然不答。
爾時、尊者阿難住於佛後，執扇扇佛。尊者阿難語鬱低迦外道出家：「汝初已問此義，今復以異說而問，是故世尊不為記說。鬱低迦！今當為汝說譬，夫智者因譬得解。譬如國王，有邊境城，四周堅固，巷陌平正，唯有一門。立守門者，聰明黠慧，善能籌量，外有人來，應入者聽入，不應入者不聽。周匝遶城，求第二門都不可得，都無貓狸出入之處，況第二門！彼守門者，都不覺悟入者、出者，然彼士夫知一切人，唯從此門若出、若入，更無餘處。
如是世尊雖不用心覺悟，眾生一切世間從此道出及以少分，
然知眾生正盡苦、究竟苦邊者，一切皆悉從此道出。」

時鬱低迦外道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二
；《雜阿含．966經》卷34(大正2，248a15-b10) 

【經義】：

富隣尼告眾外道出家，世尊說法令眾生邪見斷滅，佛讚許之。

《增支部》～A. 10. 83. PuNNiya 富隣尼〔比丘〕；《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0經）（大正2，447c17～448a2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尊者富鄰尼，
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時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富鄰尼，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尊者富鄰尼：「我聞沙門瞿曇作：『斷滅破壞有』教授耶？今問尊者富鄰尼，竟為爾不？
」
富鄰尼語諸外道出家：「我不如是知。世尊教語眾生，斷滅壞有令無所有者，無有是處。我作如是解：『世尊所說，有諸眾生，計言有我、我慢、邪慢，世尊為說，令其斷滅。』」
時諸外道出家，聞富鄰尼所說，心不喜悅，呵責而去。 

爾時、尊者富鄰尼諸外道去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向諸外道出家所說，具白世尊。「世尊！我向答諸外道說，得無謗毀世尊耶？為是法說，如佛所說，如法說，  

隨順法說？得不為諸論議者所見嫌責耶？」
佛告富鄰尼：「如汝所說，不謗如來，不失次第，如我記說。如法法說，隨順法說，不為諸論者之所嫌責。所以者何？富鄰尼！先諸眾生，我慢，邪慢，邪慢所迫，邪慢集，邪慢不無間等，亂如狗腸，如鐵鉤鎖，亦如亂草，往反驅馳，此世、他世，他世、此世，驅馳往反，不能遠離。富鄰尼！一切眾生於諸邪慢無餘永滅者，彼一切眾生長夜安隱快樂。」
佛說此經已，富鄰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
；《雜阿含．967經》卷34(大正2，248b11-c5) 

【經義】：

俱迦那外道於河邊問阿難陀，如來死後之有無，阿難陀所答和佛所說同。

《增支部》～A. 10. 96. Kokanada 俱迦那；《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1經）（大正2，448a22～b1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阿難陀，
於後夜時，向榻補河
邊。脫衣置岸邊，入水洗手足，還上岸，著一衣，摩拭身體。時俱迦那
外道出家，亦至水邊。尊者阿難聞其行聲，聞聲已，即便謦咳作聲。
俱迦那外道出家聞有人聲，而問言：「為何等人？」
尊者阿難答言：「沙門。」
俱迦那外道言：「何等沙門？」
尊者阿難答言：「釋種子。」
俱迦那外道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以不？」
尊者阿難答言：「隨意所問，知者當答。」
俱迦那言：「云何如來
死後有耶？」
阿難答言：「世尊所說，此是無記。」
復問：「如來死後無耶？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

阿難言：「世尊所說，此是無記。」
俱迦那外道言：「云何如來
死後有，答言無記；死後無，死後有無，死後非有非無，答言無記？云何
為不知、不見耶？」
阿難答言：「非不知，非不見，悉知、悉見。」
復問阿難：「云何知、云何見？」
阿難答言：「見可見處，見所起處，見纏斷處，此則為知，此則為見。
我如是知，如是見，云何說言不知不見？」
俱迦那外道復問：「尊者何名？」
阿難陀答言：「我名阿難陀。」
俱迦那外道言：「奇哉！大師弟子而共論議。我若知是尊者阿難陀者，不敢發問。」
說是語已，即捨而去。 
四
；《雜阿含．968經》卷34(大正2，248c6-249a28) 

【經義】：

給孤獨長者於外道所，以正論摧伏外道。

《增支部》～A. 10. 93.DiTThi 見；《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2經）（大正2，448b18～449a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給孤獨長者，日日出見世尊，禮事供養。給孤獨長者作是念：「我今出太早，世尊及諸比丘禪思未起，我寧可過諸外道住處。」即入外道精舍，與諸外道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
時彼外道問言長者：「汝見沙門瞿曇，云何見？何所見？」
長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見世尊，世尊何所見。」
諸外道言：「汝言見眾僧，云何見眾僧？眾僧何所見？」
長者答言：「我亦不知云何見僧，僧何所見。」
外道復問長者：「汝今云何自見？自何所見？」
長者答言：「汝等各各自說所見，然後我說所見亦不難。」

時有一外道作如是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常，是則真實，餘者虛妄。」
復有說言：「長者！我見一切世間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長者！世間常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間非常非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有邊，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無邊，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復有說言：「世有邊無邊。」
復有說言：「世非有邊非無邊。」
復有說言：「命即是身。」
復有說言：「命異身異。」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有。」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無。」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有無。」
復有說言：「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此是真實，餘則虛妄。」
諸外道語長者言：「我等各各已說所見，汝復應說汝所見！」
長者答言：「我之所見，真實有為思量緣起，
若復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彼則無常，無常者是苦，如是知已，於一切見都無所得。如汝所見：『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者！』此見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若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是則無常，無常者是苦。是故汝等習近於苦，唯得於苦，堅住於苦，深入於苦。如是汝言：『世間無常，此是真實，餘則虛妄』有如是咎。

世間常無常，非常非無常；世有邊，世無邊，世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此是真實，餘則虛妄，皆如上說。」
有一外道語給孤獨長者言：「如汝所說，若有見，彼則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是無常法，若無常者是苦，是故長者所見，亦習近苦，得苦，住苦，深入於苦。」
長者答言：「我先不言所見者，是真實有為思量緣起法，悉皆無常，無常者是苦。知苦已，我於所見無所得耶？」
彼外道言：「如是，長者！」 

爾時、給孤獨長者於外道精舍，伏彼異論，建立正論。於異學眾中作師子吼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以向與諸外道共論事，向佛廣說。
佛告給孤獨長者：「善哉！善哉！宜應時時摧伏愚癡外道，建立正論。」
佛說是語已，給孤獨長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五
；《雜阿含．969經》卷34(大正2，249a29-250a12) 

【經義】：

佛為長爪外道出家說三種見及三種受，舍利弗正持扇扇佛，與長爪外道皆斷疑惑得解脫。

《中部》～M. 74. Dīghanakha-suttanta 〈長爪經〉；《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3經）（大正2，449a4～b2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長爪
外道出家，
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我一切見不忍。
」
佛告火種：
「汝言一切見不忍者，此見亦不忍耶？」
長爪外道言：「向言一切見不忍者，此見亦不忍。」
佛告火種：「如是知、如是見，此見則已斷、已捨、已離，餘見更不相續，不起、不生。火種！多人與汝所見同，多人作如是見、如是說，汝亦與彼相似。
火種！若諸沙門、婆羅門，捨此等見，餘見不起，是等沙門、婆羅門，世間亦少少耳。

火種！依三種見。何等為三？
有一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忍。』

復次、有一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不忍。』

復次、有一如是見、如是說：『我於一忍一不忍。』

◎火種！若言一切忍者，此見與貪俱生非不貪，與恚俱生非不恚，與癡俱生非不癡，繫不離繫，煩惱非清淨，樂、取、染著生。
◎若如是見，我一切不忍，此見非貪俱，非恚俱，非癡俱，清淨非煩惱，離繫非繫，不樂、不取、不著生。

◎火種！若如是見，我一忍一不忍，彼若忍者，則有貪乃至染著生；若如是見不忍者，則離貪乃至不染著生。

◎彼多聞聖弟子所學言：我若作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忍』，則為二者所責、所詰。何等二種？謂『一切不忍，及一忍一不忍。』則為此等所責，責故詰，詰故害。彼見責、見詰、見害故，則捨所見，餘見則不復生。如是斷見，捨見，離見，餘見不復相續，不起，不生。
◎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我若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不忍者』，則有二責
、二詰。何等為二？謂『我一切忍，及一忍一不忍。』如是二責、二詰，乃至不相續，不起，不生。
◎彼多聞聖弟子作如是學：我若作如是見、如是說：『一忍一不忍』，則有二責、二詰。何等二？謂如是見、如是說：『我一切忍，及一切不忍。』如是二責，乃至不相續，不起，不生。

復次、火種！如是身色麤四大，聖弟子當觀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若聖弟子觀無常，觀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住者，於彼身身欲、身念、身愛、身染、身著永滅不住。
火種！有三種受，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
此三種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轉？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轉。彼彼觸集則受集，彼彼觸滅則受滅──寂靜，清涼，永盡。
彼於此三受，覺苦，覺樂，覺不苦不樂，彼彼受若集、若滅、若味、若患、若出如實知，如實知已，即於彼受觀察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彼於身分齊受覺如實知，於命分齊受覺如實知。若彼身壞命終後，即於爾時，一切受永滅無餘
。
彼作是念：『樂受覺時，其身亦壞：苦受覺時，其身亦壞；不苦不樂受覺時，其身亦壞，悉為苦邊。』於彼樂覺離繫不繫，於彼苦覺離繫不繫，於不苦不樂覺離繫不繫。
於何離繫？離於貪欲，瞋恚，愚癡，離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我說斯等名為離苦。」
當於爾時，尊者舍利弗受具足，始經半月。時尊者舍利弗，住於佛後，執扇扇佛。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歎說於彼彼法斷欲，離欲，欲滅盡，欲捨。」爾時、尊者舍利弗即於彼彼法，觀察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爾時、長爪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長爪外道出家，見法，得法，覺法，入法，度諸疑、惑，不由他度，入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願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於佛法中修諸梵行！」
佛告長爪外道出家：「汝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即得善來比丘出家。彼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佛說是經已，尊者舍利弗，尊者長爪，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970-979經》卷35(大正2，250a19-254c1)
六
；《雜阿含．970經》卷35(大正2，250a19-c8) 

【經義】：

舍羅步外道妄說其已先知佛法、律而後棄之，佛親往質問，彼默不作聲，其弟子遂捨之而去。

《增支部》～A. 3. 64 Sarabha 舍羅多〔遊行者〕；《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4經）（大正2，449b28～450a22）。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王舍城有外道出家，名舍羅步，
住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唱言：「沙門釋子法，我悉知，我先已知彼法律而悉棄捨。」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外道名舍羅步，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唱言
：「沙門釋子所有法律，我悉已知，先已知彼法律，然後棄捨。」聞是語已，乞食畢，還精舍，舉衣缽，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外道出家，名舍羅步，
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是唱言：『沙門釋子法，我已悉知，知彼法律已，然後棄捨。』善哉世尊！可自往彼須摩竭陀池側，憐愍彼故。」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於日晡時，從禪覺，往到須摩竭陀池側，外道舍羅步所。時舍羅步外道 出家，遙見世尊來，即敷床坐，請佛令坐。佛即就坐，告舍羅步言：「汝實作是語：『沙門釋子所有法律，我悉已知，知彼法律已，然後棄捨耶？』」
時舍
羅步默而不答。佛告舍羅步：「汝今應說，何故默然！汝所知滿足者，我則隨喜；不滿足者，我當令汝滿足。」
時舍羅步猶故默然。如是第二、第三說，彼再三默然住。
時舍羅步有一梵行弟子，白舍羅步言：「師應往詣沙門瞿曇，說所知見，今沙門瞿曇自來詣此，何故不說？沙門瞿曇又告師言：『若滿足者，我則隨喜，不滿足者，當令滿足』，何故默然而不記說？」
彼舍羅步，梵行弟子勸時，亦復默然。
爾時、世尊告舍羅步：「若復有言：『沙門瞿曇非如來、應、等正覺！』我若善諫、善問，善諫、善問時，彼則遼落，
說諸外事；或忿恚、慢覆，對閡
不忍
，無由能現；或默然抱愧低頭，密自思省，如今舍羅步。

若復作如是言：『非沙門瞿曇無
正法律者！』我若善諫、善問彼亦如汝今日默然而住。

若復有言：『非沙門瞿曇聲聞善向者！』我若善諫、善問，彼亦乃至如汝今日默然而住。
」
爾時、世尊於須摩竭陀池側，師子吼已，從坐起而去。 

爾時、舍羅步梵行弟子，語舍羅步言：「譬如有牛，截其兩角，入空牛欄中，跪地大吼。師亦如是，於無沙門瞿曇弟子眾中，作師子吼。譬如女人欲作丈夫聲，發聲即作女聲。師亦如是，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作師子吼。譬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還作野干聲。師亦如是，於非沙門瞿曇弟子眾中，欲作師子吼。」
時舍羅步梵行弟子，於舍羅步面前呵責毀呰已，從坐起去。 
七
；《雜阿含．971經》卷35(大正2，250c9-251a19) 

【經義】：

外道上座說若有人能答對其偈，則將隨其修梵行。後世尊至彼所答對，上座即出家學佛法，修成阿羅漢。

《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5經）（大正2，450a23-c5）。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王舍城須摩竭陀池側，有外道出家，名上座
，住彼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語：「我說一偈，若能報者，我當於彼修行梵行。」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座，住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說：「我說一偈，有能報者，我當於彼所修行梵行。」乞食畢，還精舍，舉衣缽，洗足已，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與眾多比丘入城乞食，聞有外道出家，名曰上座，住須摩竭陀池側。於自眾中作如是說：『我說一偈，有能報者，我當於彼修行梵行。』唯願世尊應自往彼，哀愍故！」爾時、世尊默然而許。即日晡時，從禪覺，往至須摩竭陀池側。
時上座外道出家，遙見世尊，即敷床座請佛令坐。世尊坐已，告上座外道出家言：「汝實作是語：『我說一偈，若能報者，我當於彼修行梵行耶？』汝今便可說偈，我能報答。」
時彼外道，即累繩床以為高座，自昇其上，即說偈言：「比丘以法活，不恐怖眾生，
意寂行捨離，持戒順息止。」 

爾時、世尊知彼上座外道心，即說偈言：
「汝於所說偈，能自隨轉者，我當於汝所，作善士夫觀。
觀汝今所說，言行不相應。
寂止自調伏，莫恐怖眾生；

行意寂遠離，受持淨戒者，順調伏寂止，身口心離惡；

善攝於住處，不令放逸者，是則名隨順，調伏及寂止。
」 

爾時、上座外道出家作是念：『沙門瞿曇已知我心。』即從床而下，合掌白佛言：「今我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法不？」
佛告上座外道出家：「今汝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
如是上座外道出家，得出家、作比丘已，思惟所以，善男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八
；《雜阿含．972經》卷35(大正2，251a20-b19) 

【經義】：

眾多婆羅門爭論婆羅門真諦，佛前往告彼等三種婆羅門真諦，即不殺生、緣生緣滅、無我。

《增支部》～A. 4. 185. SamaNa-sacca 沙門真諦；《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6經）（大正2，450c5～451a1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婆羅門出家，住須摩竭陀池側，集聚一處，作如是論：「如是婆羅門真諦，如是婆羅門真諦。」
爾時、世尊知彼眾多婆羅門出家心念，往到須摩竭陀池側。時眾多婆羅門出家，遙見佛來，即為佛敷床座，請佛就坐。佛即就坐，告諸婆羅門出家：「汝等於此須摩竭陀池側，眾共集聚，何所論說？」
婆羅門出家白佛言：「瞿曇！我等眾多婆羅門出家，集於此坐，作如是論：如是婆羅門真諦，如是婆羅門真諦。」
佛告婆羅門出家：「有三種婆羅門真諦
，我自覺悟成等正覺，而復為人演說。
◎汝婆羅門出家作如是說：『不害一切眾生，是婆羅門真諦，非為虛妄。』彼於彼言我勝，言相似，言我卑，若於彼真諦，不繫著，於一切世間作慈心色像，是名第一婆羅門真諦，我自覺悟成等正覺，為人演說。
◎復次、婆羅門作如是說：『所有集法，皆是滅法，此是真諦，非為虛妄。』乃至於彼真諦，不計著，於一切世間觀察生滅，是名第二婆羅門真諦。
◎復次、婆羅門作如是說：『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
此則真諦，非為虛妄。』如前說，乃至於彼無所繫著，一切世間無我像類，是名第三婆羅門真諦，我自覺悟成等正覺，而為人說。」

爾時、眾多婆羅門出家，默然住。
時世尊作是念：今映彼愚癡，殺彼惡者。今此眾中，無一能自思量欲造因緣，於沙門瞿曇法中修行梵行。
如是知已，從坐起而去。

九
；《雜阿含．973經》卷35(大正2，251b20-c21) 

【經義】：

旃陀外道問阿難為何出家修梵行，阿難告以為斷三毒。

《增支部》～A. 3. 71. Channa 栴陀；《中部》～M. 76. Sandaka-Suttanta 散拉迦〔遊行者〕經；《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7經）（大正2，451a11～b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尊者阿難亦住於彼。
時有外道出家，名曰栴陀，
詣尊者阿難所，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問尊者阿難言：「何故於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竹？」
阿難答言：「為斷貪欲、瞋恚、愚癡故，於彼出家修梵行。」
栴陀復問：「彼能說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阿難答言：「我亦能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栴陀復問：「汝見貪欲、瞋恚、愚癡有何過患，說斷貪欲、瞋恚、愚癡耶？」
阿難答言：「染著貪欲映障心故，或自害，或復害他，或復俱害；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二俱得罪，彼心常懷憂苦受覺。若瞋恚映障，愚癡映障，自害、害他、自他俱害，乃至常懷憂苦受覺。
又復貪欲為盲，為無目，為無智、為慧力羸，為障閡，非明、非等覺，不轉向涅槃；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我見貪欲、瞋恚、愚癡有如是過患故，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栴陀復問：「汝見斷貪欲、瞋恚、愚癡有何福利，而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阿難答言：「斷貪欲已，不自害，又不害他，亦不俱害；又復不現法得罪，後世得罪，現法後世得罪，心法常懷喜樂受覺。瞋恚、愚癡，亦復如是。於現法中，常離熾然，不待時節，有得餘現法，緣自覺知。見有如是功德利益故，說斷貪欲、瞋恚、愚癡。」
栴陀復問：「尊者阿難！有道、有跡，修習、多修習，能斷貪欲、瞋恚、愚癡不？」
阿難答言：「有，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栴陀外道白尊者阿難：「此是賢哉之道，賢哉之跡！修習、多修習、能斷貪欲、瞋恚、愚癡。」
時栴陀外道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一０
；《雜阿含．974經》卷35(大正2，251c22-252a21) 

【經義】：

補縷低迦笑舍利弗從佛所說教授法有如犢不離乳，舍利弗以乳牛做譬，說明為何不離從師聞說教授法。

《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8經）（大正2，451b9～c10）。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舍利弗，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尊者舍利弗，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時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已，稽首禮足而去。時有外道出家補縷低迦，隨路而來。問尊者舍利弗：「從何所來？」
舍利弗答言：「火種！我從我世尊所，聽大師說教授法來。」
補縷低迦問：「尊者舍利弗！今猶不離乳，從而聞說教授法耶？」
舍利弗答言：「火種！我不離乳，於大師所，聞說教授法。」
補縷低迦語尊者舍利弗言：「我久已離乳，捨師所說教授法。」
舍利弗言：「汝法是惡說法律，惡覺，非為出離，非正覺道，壞法，非可讚歎法，非可依止法。又彼師者，非等正覺，是故汝等疾疾捨乳，離師教法。譬如乳牛麤惡狂騷，又少乳汁，彼犢飲乳，疾疾捨去。如是惡說法律，惡覺，非出離，非正覺道，壞法，非可讚歎法，非可依止法。又彼師者，非等正覺，是故速捨師教授法。
我所有法，是正法律，是善覺，是出離，正覺道，不壞，可讚歎，可依止。又彼大師，是等正覺，是故久飲其乳，聽受大師說教授法。譬如乳牛不麤狂騷，又多乳汁，彼犢飲時，久而不厭。我法如是，是正法律，乃至久聽說教授法。」
時補縷低迦語舍利弗：「汝等快得善利！於正法律，乃至久聽說教授法。」
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聞舍利弗所說，歡喜隨喜，從道而去。 
一一
；《雜阿含．975經》卷35(大正2，252a22-b26) 

【經義】：

比丘方便所應，清淨戒、調伏六根、心正受、解脫三毒、斷無明有愛、知名色、修止、觀、得般涅槃。

《別譯雜阿含經》卷11（209經）（大正2，451c11～452a17）。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先日眾多種種異道──出家沙門，婆羅門，集於未曾有
講堂。作如是論議：『沙門瞿曇智慧猶如空舍，不能於大眾中建立論議：此應此不應，此合此不合。』譬如盲牛偏行邊畔，不入中田。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無應不應，無合不合。」
佛告補縷低迦：「此諸外道論議，說應不應，合不合，於聖法律如小兒戲。譬如士夫年八、九十，髮白齒落，作小兒戲，團治泥土，作象、作馬，種種形類。眾人皆言：『此老小兒。』如是火種！種種諸論，謂應不應，合不合，於聖法律如小兒戲。然於彼中，無有比丘方便所應。」
補縷低迦白佛：「瞿曇！於何處有比丘方便所應？」
佛告外道：「不清淨者令其清淨，是名比丘方便所應。不調令調，是名比丘方便所應。諸不定者令得正受，是名比丘方便所應。不解脫者令得解脫，是名比丘方便所應。不斷令斷，不知令知，不修令修，不得令得，是名比丘方便所應。
云何不淨令淨？謂戒，不淨者令其清淨。
云何不調伏令其調伏？謂眼根，耳、鼻、舌、身、意根，不調伏令其調伏，是名不調伏者令其調伏。
云何不定令其正受？謂心不正定，令得正受。
云何不解脫者令得解脫？謂心不解脫貪欲、恚、癡，令得解脫。
云何不斷令斷？謂無明、有愛、不斷令斷。
云何不知令知？謂其名、色，不知令知。
云何不修令修？謂止、觀，不修令修。
云何不得令得？謂般涅槃，不得令得。是名比丘方便所應。」
補縷低迦白佛言：「瞿曇！是義比丘方便所應，是堅固比丘方便所應，所謂盡諸有漏。」
時補縷低迦外道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而去。 
一二
；《雜阿含．976經》卷35(大正2，252b27-c11) 

【經義】：

尸婆外道問佛何為學，佛告以三學，乃至不造諸惡，常行諸善。

《別譯雜阿含經》卷11（210經）（大正2，452a18～b3）。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外道出家，名曰尸婆，
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云何為學？所謂學者，云何學？」
佛告尸婆：「學其所學，故名為學。
」
尸婆白佛：「何所學？」
佛告尸婆：「隨時學增上戒，學
增上意，學增上慧。」
尸婆白佛：「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所作已作，捨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當於爾時復何所學？」
佛告尸婆：「若阿羅漢比丘，諸漏已盡，乃至正智善解脫，當於爾時，覺知貪欲永盡無餘，覺知瞋恚、愚癡永盡無餘，故不復更造諸惡，常行諸善。尸婆！是名為學其所學。」
時尸婆外道出家，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一三
；《雜阿含．977經》卷35(大正2，252c12-253a25) 

【經義】：

佛破尸婆外道之宿命論。

《相應部》～S. 36. 21. Sīvako 尸婆；《別譯雜阿含經》卷11（211）（大正2，452b4～c16）。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尸婆外道出家，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有一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如是說：『若人有所知覺，彼一切本所作因；修諸苦行，令過去業盡，更不造新業，斷於因緣；於未來世無復諸漏，諸漏盡故業盡，業盡故苦盡，苦盡者究竟苦邊。』
今瞿曇所說云何？」
佛告尸婆：「彼沙門、婆羅門，實爾洛漠
說耳！不審、不數，愚癡、不善、不辯，所以者何？或從風起苦，眾生覺知。或從痰起，或從唌唾起，或等分起；或自害，或他害、或因節氣。

⊙彼自害者，或拔髮，或拔鬚，或常立舉手，或蹲地，或臥灰土中，或臥棘刺上，或臥杵上，或板上，或牛屎塗地而臥其上，或臥水中，或日三洗浴，或一足而立身隨日轉。如是眾苦精勤有行，尸婆！是名自害。
⊙他害者，或為他手、石、刀、杖等種種害身，是名他害。
⊙尸婆！若復時節所害，冬則大寒，春則大熱，
夏寒、暑俱，是名節氣所害。
世間真實，非為虛妄。尸婆！世間有此真實，為風所害，乃至節氣所害，彼眾生如實覺知，汝亦自有此患──風、痰、唌唾，乃至節氣所害覺，如是如實覺知。尸婆！若彼沙門、婆羅門言：『一切人所知覺者，皆是本所造因！』捨世間真實事，而隨自見作虛妄說。
⊙尸婆！有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何等為五？謂因貪欲纏，緣貪欲纏，生心法憂苦；因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緣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生彼心法憂苦。尸婆！是名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
⊙尸婆！有五因、五緣，不生心法憂苦。何等為五？謂因貪欲纏、緣貪欲纏，生彼心法憂苦者；離彼貪欲纏，不起心法憂苦。
因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緣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生彼心法憂苦者，離彼瞋恚、睡眠、掉悔、疑纏，不起心法憂苦。尸婆！是名五因、五緣、不起心法憂苦。現法得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緣自覺知。
⊙尸婆！復有現法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緣自覺知，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說是法時，尸婆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尸婆外道出家，見法，得法，知法，入法，離諸狐、疑，不由於他，入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世尊！我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耶？」
佛告尸婆：「汝今得出家。」如上說，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一四
；《雜阿含．978經》卷35(大正2，253a26-c23) 

【經義】：

商主外道出家有一宗親升天之後，下凡告商主，以意論偈求明師，商主求問六師外道悉不能答，後詣世尊得答，遂於正法、律出家修行。

《別譯雜阿含經》卷11（212經）（大正2，452c17～453b1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爾時、那羅聚落有商主
外道出家，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為那羅聚落諸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彼商主外道出家，先有宗親一人命終生天，於彼天上，見商主外道出家已，作是念：『我欲往教彼商主外道出家，詣世尊所修行梵行。恐其不隨我語，我今當往彼，以意論
令問。』即下那羅聚落，詣彼商主外道出家所，說偈而問：『云何惡知識，現善知識相？云何善知識，如己同一體？何故求於斷？云何離熾然？』
 

若汝仙人！持此意論而問於彼，有能分明解說其義而答汝者，便可從彼出家修行梵行。」
時商主 外道出家，受天所教
，持詣富蘭那迦葉所，以此意論偈，問富蘭那迦葉。彼富蘭那迦葉尚自不解，況復能答？彼時商主外道出家，復至末迦梨瞿舍利子所，刪闍耶毗羅坁子所，阿耆多枳舍欽婆羅所，迦羅拘陀迦栴延所，尼乾陀若提子所，皆以此意論偈而問，悉不能答。
時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我以此意論，問諸出家師，悉不能答，我今復欲求出家為？我今自有財寶，不如還家，服習五欲。』
復作是念：『我今可往詣沙門瞿曇，然彼耆舊諸師──沙門、婆羅門，富蘭那迦葉等悉不能答，而沙門瞿曇年少出家，詎復能了然！』
我聞先宿所說：『莫輕新學年少出家。或有沙門年少出家，有大德力！』今且當詣沙門瞿曇。詣已，以彼意論心念而問，如偈所說。
爾時、世尊知彼商主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云何惡知識，現善友相者？
內心實恥厭，口說我同心，造事不樂同，故知非善友。口說恩愛語，心不實相應，所作而不同，慧者應覺知。是名惡知識，現善知識相，與己同一體。
◎云何善知識，與己同體者？
非彼善知識，放逸而不制，沮壞懷疑惑，伺求其端緒。安於善知識，如子臥父懷，不為傍人問
，當知善知識。
◎何故求於斷？
生歡喜之處，清涼稱讚歎，修習福利果，清涼永息滅，
是故求於斷。
◎云何離熾然？
寂靜止息味，知彼遠離味，遠離熾然惡，飲以法喜味，寂滅離欲火，是名離熾然。
」 

爾時、商主外道出家作是念：『沙門瞿曇知我心念。』而白佛言：「我今得入沙門瞿曇正法律中，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不？」
佛告商主外道出家：「汝今可得於正法律，修行梵行，出家、受具足，成比丘分。」
如是出家已，思惟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一五
；《雜阿含．979經》卷35(大正2，253c24-254c1) 

【經義】：

須跋陀羅外道聞世尊將涅槃，詣世尊所問其所疑，阿難不許，世尊聞後，請其入內而答其所問。須跋陀羅即於爾時出家，不久得阿羅漢，先佛般涅槃。

《長部》～D. 16. 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 5. 23-30. 〈大般涅槃經〉。《別譯雜阿含經》卷11（213經）（大正2，453b18～21）；《別譯雜阿含經》卷6（110經）（大正2，413a26～414a18）。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俱夷那竭國力士
生處堅固雙樹林中。爾時、世尊涅槃時至，告尊者阿難：「汝為世尊於雙樹間，敷繩床，北首，如來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
爾時、尊者阿難奉教，於雙樹間，敷繩床，北首訖，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已於雙樹間，敷繩床，北首。」
爾時、世尊詣雙樹間，於繩床上北首，右脅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想，正念、正智。時俱夷那竭國，有須跋陀羅
外道出家，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為俱夷那竭國人，恭敬供養如阿羅漢。彼須跋陀羅出家，聞世尊今日中夜，當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然我有所疑，希望而住。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我今當詣沙門瞿曇，問其所疑。即出俱夷那竭，詣世尊所。爾時、尊者阿難於園門外經行。
時須跋陀羅語阿難言：「我聞沙門瞿曇，今日中夜，於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我有所疑，希望而住，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若阿難不憚勞者，為我往白瞿曇，少有閑暇，答我所問。」
阿難答言：「莫逼世尊，世尊疲極。」
如是須跋陀羅再三請尊者阿難，尊者阿難亦再三不許。
須跋陀羅言：「我聞古昔出家耆年大師所說：久久乃有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如優曇缽華，而今如來中夜，當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我今於法疑，信心而住，沙門瞿曇有力能開覺我，若阿難不憚勞者，為我白沙門瞿曇！」
阿難復答言：「須跋陀羅！莫逼世尊，世尊今日疲極。」 

爾時、世尊以天耳，聞阿難與須跋陀羅共語來往，而告尊者阿難：「莫遮外道出家須跋陀羅，令入問其所疑。所以者何？此是最後與外道出家論議，此是最後得證聲聞善來比丘，所謂須跋陀羅。」

爾時、須跋陀羅，聞
世尊為開善根，歡善增上，詣世尊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凡世間入處，謂富蘭那迦葉等六師，各作如是宗：此是沙
門，此是沙門。云何瞿曇！為實各各有是宗不？」
爾時、世尊即為說偈言：「始年二十九，出家修善道，成道至於今，經五十餘年。
三昧明行具，常修於淨戒，離斯少道分，此外無沙門。」 

佛告須跋陀羅：「於正法律，不得八正道者，亦不得初沙門，亦不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須跋陀羅！於此法律得八正道者，得初沙門，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
除此已，於外道無沙門，斯則異道之師，空沙門、婆羅門耳。是故我今於眾中作師子吼。」 

說是法時，須跋陀羅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須跋陀羅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從坐起，整衣服，右膝者地，白尊者阿難：「汝得善利！汝得大師！為大師弟子，為大師雨雨灌其頂。我
今若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者，亦當得斯善利！」
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是須跋陀羅外道出家，今求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
爾時、世尊告須跋陀羅：「此比丘來修行梵行！」
彼尊者須跋陀羅，即於爾時出家，即是受具足，成比丘分。如是思惟，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時尊者須跋陀羅得阿羅漢，解脫樂。覺知已，作是念：『我不忍見佛般涅槃，我當先般涅槃。』時尊者須跋陀羅先般涅槃已，然後世尊般涅槃。
 

（優陟、分匿、俱迦那，須達、長爪、奢羅浮，重床、三諦及聞陀，二不留得、尸蔔根，尸蔔、那羅婆力迦，須跋陀羅第十五。」
 

� 講義的編輯方式：


【1】經文及經號、標點、校刊依印順法師編《雜阿含經論會編（下冊）》。（印順法師著，1994，《雜阿含經論會編》，1983年初版，新竹．正聞出版社）


【2】「經義」、漢巴對照，摘錄自福嚴佛學院編《雜阿含經論會編講義》（2005.9～2006.6）。


� 〔會編（下）p.605原註1〕：「「聚落主相應」，共一０經。與『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相當。」


� 〔會編（下）p.605原註2〕：「『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二經。『別譯』一二二經。」


� 《CDB》，p.1448，Note 334：「His name means“palmyra box”. Spk says he was called thus because his facial complexion was the colour of a ripe palmyra fruit just fallen from its stalk. He was the director of a large troupe of actors and had become famous throughout India. His verses, which stand out by their moral earnestness, are at Thergāthāpāḷi 1091-1145.」。


鄧殿臣《長老偈、長老尼偈》．中華印經協會，p.251：「達拉布札（Talapuṭa.）長老出身於王舍城中的歌舞伎人之家。青年時學舞蹈，後成為伎人。他曾帶五百舞女到各地表演，某日伎人們來到王舍城，達拉布札便去拜見佛陀。他向佛陀問道：『我的師曾經告訴過我，凡以舞蹈悅眾者死後可以生往天堂，世尊以為如何？這是真的嗎？』佛並未回答他，他再問，佛仍然不語，四次發問後，佛纔開口說：『世上的人大都因貪、瞋、癡，以及放逸行為，死後是一定生地獄的，但他們卻都自以為可以生往天堂。』達拉布札聽佛這樣說，仔細一想，五內感動，失聲痛哭。問他為何如此傷心，他說：『我的師父騙我了，應該聽從佛的教誨纔對啊！』於是他出家修觀，成為羅漢。」


� 〔會編（下）p.605原註3〕：「『雜阿含經』卷三二中。」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3：「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巴利本作 Talaputa Natagāmaṇi(歌舞伎聚落主塔羅布吒)。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3：「耆年宿士」，巴利本作 ācariya-pācariya(師，師中之師)。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3：歡喜天(Pahāsa devā)(巴)，別譯雜阿含作「光照天」。


《印度佛教思想史》( Y 34p421-422 )：「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傳說極早，而完成現有的形態，約在西元二──四世紀。十八種『往世書』，傳出更遲一些，但民間的神話傳說，早已存在，而在發展演變中完成。這些神的傳說，形成自在天──溼縛Śīva，毘紐Viṣṇu，梵天，「三天一體」的神學（信行者各有所重）。梵天妃是辯才天Sarasvatī；毘紐又名那羅延Nārāyaṇa，妃名吉祥天Śrī-mahādevī，都出現在大乘經中，尤其是溼縛天，天后烏摩Umā，又名突伽Durga；別名非常多，如多羅Tārā，不空Amoghā，千手Sahasrabhujā，千眼Sahasranetrā，青頸Nīlakaṇṭhi，馬頭Hayagrīvā，後來都成為觀自在Avalokiteśvara菩薩的化身▼ 30.016。溼縛天，似乎著重於女性，如溼縛與烏摩所生的長子，毘那夜迦Vināyaka又名歡喜自在天Nandikeśvara，雙身相抱的歡喜天，唐代已傳來我國了」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3：「於大眾座中」，巴利本作 raṅgamajjhe samajjamajjhe(於劇場中、於祭會中)。


� 《相應部》無此繩喻。


�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67：佛對遮羅周羅那羅聚落主說：「歌舞戲笑作種種伎」，能引起人的貪瞋癡縛，不是生天的善業。原始佛教是「非樂」（與墨子的意境相近）的，推重樸質無華的生活。


� 〔會編（下）p.605原註4〕：「『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三經。『別譯』一二三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5：戰鬪活聚落主(Yodhājīva gāmaṇi)(巴)，戰鬪活，即以戰鬪為生活。


� 《別譯雜阿含經》卷7：「若欲戰時，要當莊嚴所持器仗，牢自防護，勇猛直進，無有怯弱，能破前敵，傷殺物命，使餘軍眾皆悉退散。」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5：箭降伏天(Sarañjita deva)(巴)，別譯雜阿含作「箭莊嚴天」。


� 《別譯雜阿含經》卷7：「如是戰將，豈不作意方便欲得傷害彼諸軍眾，作是念言：云何當繫縛於彼，傷害於彼，令其壞盡？」


� 〔會編（下）p.605原註5〕：「『別譯』一二四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7：調馬聚落主(Assāroha gāmaṇi)(巴)。


� 《相應部》～S. 42. 5. Assāroha.並未說到三法調伏馬，其內容與第二經相同，只是將「戰鬥活聚落主」更換為「騎馬戰士聚落主」。然而在《雜阿含經》（923經）有與本經相當接近的內容（參閱《會編》（下），p.612）。


� 〔會編（下）p.605原註6〕：「『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一經。『別譯』一二五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29：兇惡聚落主(Caṇda gamaṇi)(巴)。


� 「我今當捨瞋恚、剛強、粗澀」


《別譯雜阿含經》卷7：「我從今以後，如是惡性，卒暴、我慢、凶險，我當捨棄」


  《相應部》無相對應的語詞。但在文末說到聚落主讚歎世尊以各種方法使「教法」清楚顯示，宛如撥亂反正，顯隱為明，示迷出道，暗中持明燈使眼見色。接著聚落主歸依三寶，請佛憶持他為優婆塞。


� 〔會編（下）p.605原註7〕：「『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一０經。『別譯』一二六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31：摩尼珠髻聚落主(Maṇicūḷaka gāmaṇi)(巴)。


� 「若沙門釋子自為受畜金銀、珍寶清淨者，五欲功德悉應清淨！」


《別譯雜阿含經》卷7：「沙門釋子，實不應捉金等錢寶。若有捉者，宜應自恣放逸五欲！」


《CDB》，p. 1347：「If gold and silver are allowable for anyone, the five cords of sensual pleasure are allowable for him. If the five cords of sensual pleasure are allowable for anyone, you can definitely consider him to be one who does not have the character of an ascetic or of a follower of the Sakyan son.」


� 〔會編（下）p.606原註8〕：「「詣」，原本作「諒」，依宋本改。」


� 「沙門釋種子不應自為受畜金銀、寶物。諸比丘！汝等從今日，須木索木，須草索草，須車索車，須作人索作人，慎勿為己受取金銀、種種寶物！」


《別譯雜阿含經》卷7：「汝諸比丘從今已後，若有所須欲捉之者，當作草木及捉糞想，寧捉糞穢不捉寶物。」


  《CDB》，p. 1347：「Further, headman, I say this：Straw may be sought by one needing straw: timber may be sought by one needing timber；a cart may be sought by one needing a cart；a workman may be sought by one needing a workman. But I do not say that there is any method by which gold and silver may be consented to or sought.」


《十誦律》卷60(大正23，450b16-24)：「毘耶離國諸比丘，又持憍薩羅大金鉢出憍薩羅國，入毘耶離國，次第乞錢隨多少皆著金鉢中。時人或以萬錢、千五百五十一錢著鉢中，長老耶舍陀聞是事已，知是事作非法，遣使詣毘耶離諸白衣所，語言：『沙門釋子不應乞金銀寶物畜。』佛種種因緣為摩尼周羅聚落主說法，從今日比丘須薪乞薪，須草乞草，須乘借乘，須作人借作人。」


� 〔會編（下）p.606原註9〕：「『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一二經。『別譯』一二七經。」


� 《相應部》在世尊詳答王頂聚落主「今者眾生，依於二邊。…」之前，先有王頂聚落主請問世尊「釋子反對一切苦行」是否為正說的問句，並世尊的總答否認其為正說。隨後緊接著「依於二邊」之詳述。


  《CDB》，p. 1350：


「〔王頂聚落主：〕


Venerable sir, I have heard：「The ascetic Gotama criticizes all austerity. He categorically blames and reviles any ascetic who leads a rough life.」Do those who speak thus, venerable sir, state what has been said by the Blessed One and not misrepresent him with what is contrary to fact? Do they explai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hamma so that no reasonable consequence of their assertion would be open to criticism？


〔世尊：〕


Those who speak thus, headman, do not state what has been said by me but misrepresent me with untruth and falsehood.」


� 《別譯雜阿含經》卷7：「此世間中，多有眾生，依二種法。一、貪欲樂；二名、習於無益身事，非聖之法，徒受無益損減。習於欲樂，是名下賤繫累之法。」


《CDB》，p. 1347：「These two extremes which should not be cultivated by one who has gone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the pursuit of sensual happiness in sensual pleasures, which is low, vulgar, the way of worldlings, ignoble, unbeneficial; and the pursuit of self-mortification, which is painful, ignoble, unbeneficial.」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5(大正22，104b23-26)：「佛復告曰：世有二邊不應親近：一者、貪著愛欲說欲無過，二者、邪見苦形無有道迹。捨此二邊便得中道。」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33：「不」，依據別譯雜阿含卷七第一二七經及文義，「不」字應省略。


�《別譯》：聚非法財，殘害物命，自樂己身，而為己身，作正樂因；此亦不名供養父母、亦不名與妻子及其僮僕、亦非親友知識眷屬輔弼己者；亦復不名為供養供給沙門婆羅門，諸福田等。若如是者，不修上道、不作樂因、不得樂報。


�《別譯》：設受欲樂，或時如法、或不如法，或為殘害、或不殘害，以樂己身；安樂父母妻子僮僕親友眷屬輔弼己者，悉皆供養供給，與正安樂；然不施與沙門婆羅門，及諸福田。亦復不修正道、不作樂因、不求樂報。


�《別譯》：若有集於財寶，如法而聚，而為殘害，以如法故，不造殘惡故，修自己身，正受其樂，亦名正理；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僮僕親友眷屬輔成己者，皆名正與安樂、正事給養；時時供養沙門婆羅門，修立福田。修於上道、種於樂因、求樂果報，作生天因緣。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35：自苦枯槁活(tapassī lūkhajivī attānaṃ ātāpeti paritāpeti)(巴)，苦行者過著刻苦生活，自身使苦之，遍使苦之。(044)「彼不能……安樂住」，巴利本作 Kusalañ ca dhammaṃ nādhigacchati, uttarima nussadhammā alam ariyañānadassanavisesaṃ na sacchikaroti(彼不得善法，過人法，不得現證足以為聖之特殊知見)。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35：「不」，對照本經前文及文意，並別譯雜阿含卷七第一二七經，此「不」字應略去或改做「少」。


� 


《雜阿含經》


三種自苦方便不正，非義饒益�
《別譯雜阿含經》


無益三種苦身，所謂苦非聖法、無有義利。�
�
◎有一自苦枯槁活，


◎初始犯戒、污戒，彼修種種苦行，精勤方便住處住。


◎彼不能現法得離熾然，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聚落主！是名第一自苦方便枯槁活。�
若有苦身，


心已變壞，初犯禁戒，身心內外，一切俱熱。追念此事，無時暫離。


現在之世，不離煩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初無益苦身法。�
�
◎自苦方便枯槁活，


◎始不犯戒、污戒，而修種種苦行，


◎亦不由此現法得『離熾然，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第二自苦方便枯槁活。�
若復有人〔苦身〕，


雖不犯戒，心亦不變。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是事。


現在之世，不離煩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第二無益苦身。�
�
◎自苦方便枯槁活，


◎不初始犯戒、污戒，然修種種苦行方便，


◎亦不能現法『離熾然，得過人法，勝妙知見，安樂住』，是名第三自苦方便枯槁活。�
復次若更有人〔苦身〕，


雖不犯戒，心不變異。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念此事。


現在之世，不離惱熱，有少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或少禪定。是名第三無益苦身。


〔若更有人，雖不犯戒，心不變異。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此事，於今現在，不能永斷一切煩惱，有少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或觸禪樂。是名為上。〕�
�



� 〔會編（下）p.606原註10〕：「『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一一經。『別譯』一二八經。」


� 力士：《CDB》，p. 1348：「Mallans」。


       《パ一リ語佛教辭典》，p.703：「Malla：力士，末羅…。摩羅之音寫。」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37：「欝鞞羅住處鸚鵡閻浮林」，巴利本作 Uruvelakappaṃ nāma Mallānaṃ nigamo(鬱鞞羅劫波，所謂末羅族聚落)。


� 「說現法苦集、苦沒」


《別譯雜阿含經》卷7：「所說之法，能滅現在一切苦習。」


《CDB》，p. 1348：「teach me about the origin and the passing away of suffering.」


� 〔會編（下）p.606原註11〕：「「者」下，原本有「是」字；依明本刪。」


� 〔會編（下）p.606原註12〕：「「已」，原本作「以」，今改。」


� 《別譯雜阿含經》卷7： 


「於汝意云何？若汝子未生，未依於母，未見聞時，頗於彼所有欲親昵，愛念心不？對曰：無也。


佛復告言：汝子依母而生長已，汝若見時，頗生欲親，愛念以不？對曰：實爾。


佛言：汝子依母生已漸大，設當敗壞，王賊劫奪，若如是者，汝生苦惱憂悲念不？


聚落主曰：若遭是事，當于爾時我心愁毒，若死若近死，況復不生憂悲苦惱！


佛復告言：是故當知，一切種種苦惱之生，皆因於欲，悉從欲生，欲為根本。…


希有世尊，所說甚善，巧為方喻。復白佛言：我子設當在于遠處，遣使往看。使若還遲，我與其母，心意不安，怪使遲晚，我子將不平安耶？」


《相應部》則為「子、妻喻」。先說到聚落主有一子居住在外處，並於早晨遣使往探其子是否安好，並繫念其子希望不要遭受任何悲苦。世尊於是譬喻如果兒子被處死、囚禁、處罰、責罵則聚落主生憂愁，說明苦的根源是欲愛。接著用妻子做同樣的譬喻與說明。


� 《大集法門經》卷1，大正2，229c9-14：「復次四愛生，是佛所說。謂有苾芻，因彼衣服而生愛心，愛心起故，即生取著。有苾芻，因彼飲食而生愛心。…有苾芻，因坐臥具而生愛心。…有苾芻，因諸受用而生愛心。…此名四愛生。」；《增壹阿含經》卷21，大正2，658a28-b3；《阿毘曇毘婆沙論》卷27，大正28，199c17-20。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6〈10 聖諦品〉(大正26，481a9-13)：「何因緣故所有諸愛、後有愛、憙俱行愛、彼彼憙愛，皆名苦集聖諦？謂此四愛皆是過去、未來、現在苦因根本道路緣起，廣說乃至。此身壞後由此為因，苦果生起，故說此名苦集聖諦。」


《佛法概論》(p.87 )：「此自體愛與境界愛，如約現在、未來二世說，即四愛：愛，後有愛，貪喜俱行愛，彼彼喜樂愛。前二為自體愛，後二為境界愛。第一、為染著現在有的自體愛；第二、是渴求未來永存的自體愛；第三、是現在已得的境界愛；第四、是未來欲得的境界愛。此四愛，即自體愛與境界愛而表現於現在、未來的形式中。」


� 《別譯雜阿含經》卷7：「假使四愛敗壞變異，便生四種憂悲苦」


� 〔會編（下）p.606原註13〕：「「已」，原本作「以」，今改。」


� 〔會編（下）p.606原註14〕：「『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九經。『別譯』一二九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41：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Nālandāyam Pāvarikambavane)(巴)，地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41：刀師氏 (Asibandhakaputta)(巴)，姓氏。


� 蒺蔾論：蒺蔾。為一野生草，多刺，所結之實易附著人身不易離去，此處喻詭辯。


《一切經音義》卷72，大正54，777b17：「茨棘(自資反，尒疋茨，一名蒺蔾。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者也)。」；《一切經音義》卷87，大正54，867c19：「茨棘(上自咨反，考聲云茨蒺藜也，聚也，下矜憶反，正體字也，辯惑論，作棘字非也)。」；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1，大正40，180a4：「周易困卦云：困于石據于蒺蔾(注云：石之為物堅而不納者也)。喻上庸流濫為師首妄行非法，則使來蒙解行不進如困于石。若復不學，恥墮無知，如據蒺蔾，此謂進退不可之象。」；


  《印度之佛教》p.33：「釋尊之遊化，常與四眾弟子俱，貧乞者亦隨行。此無所有者之集團遊行，常使城主頒輸金之制，村主發蒺藜之論。餘若農奴怠工，武人解甲，並使治者為之不快。然釋尊之教，以究竟 之解脫為主，方便之社會救濟，厄於時勢，未能一展所長。故佛教之受壓迫，亦以外道為多。」


� 《別譯雜阿含經》卷7：「汝能以二種論難瞿曇不？如兩鍓鉤鉤取於魚，既不得吐、又不得嚥。斯二種論，亦復如是，能令於彼不得吐嚥。」


�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8（大正29，95a6-12）：「菩薩要在贍部洲中，方能造修引妙相業。此洲覺慧最明利故，唯是男子非女等身，爾時已超女等位故，唯現對佛。緣佛起思是思所成，非聞修類。唯餘百劫造修非多，諸佛因中法應如是。唯薄伽梵釋迦牟尼，精進熾然能超九劫，九十一劫妙相業成。是故如來告聚落主：『我憶九十一劫以來，不見一家因施我食有少傷損，唯成大利。』從此自性恒憶宿生，是故但言九十一劫。」


� 殘破：1.摧殘破壞。（《漢語大詞典（五）》p.167）


�《別譯雜阿含經》卷7(大正2，423c20-22)：「離是九種外言：沙門瞿曇，能破諸家，無有是處；若棄如是九種因緣言：沙門瞿曇，能破諸家，不增長者，無有是處。」


� 〔會編（下）p.606原註15〕：「『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七經。『別譯』一三０經。」


� 《別譯雜阿含經》卷7：「若言我欲利益安樂眾生，何不一切等同說法，云何而有不為說者？」


《CDB》，p.1338：「Then why is it, venerable sir, that the Blessed One teaches the Dhamma thoroughly to some, yet not so thoroughly to others? 」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45：第二田中：即第二種田居於沃壤肥澤與瘠薄之間。「


� 塉薄：謂土地瘠薄，不肥沃。亦指瘠薄的土地。（《漢語大詞典（二）》p.1174）


� 〔會編（下）p.606原註16〕：「「第一器」，原本缺，依宋本補。」


� 《別譯雜阿含經》卷7：「有三種瓫：有一水瓫，堅完不損，無有孔裂，亦無滲漏；其第二瓫，亦完不破，無有孔裂，少有滲漏；第三瓫者，亦破亦漏。」 


  《CDB》，p.1338：「Suppose, headman, a man had three water-pots：one without cracks, which does not let water seep through and escape;；one without cracks, but which lets water seep through and escape；and one with cracks, which lets water seep through and escape.」


� 〔會編（下）p.606原註17〕：「『相應部』（四二）「聚落主相應」八經。『別譯』一三一經。」


� 《別譯雜阿含經》卷7：「彼尼乾陀常作是說：若作殺業，隨殺時多，必墮惡趣，入于地獄。」


  《CDB》，p.1341：「Anyone who destroy life is bound to for a state of misery, bound for hell.… One is led on〔to rebirth〕by the manner in which he is usually dwells.」


� 有心：6.有意；故意。（《漢語大詞典（六）》p.1141）


� 《別譯雜阿含經》卷7：「我先殺生，必墮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時，必墮惡道，入於地獄。因此作見，即得是見，是名邪見。不捨是見，不解疑惑，不悔所作惡業之因，而猶常作如是惡業。心不肯改，不能滿足，心所解脫，亦不滿足，慧解脫亦不滿足；以心解脫、慧解脫不滿足故，誹謗賢聖，謗賢聖故，即是邪見。」


  《CDB》，p.1341：「Now I have destroyed life…Now I have taken what is not given…Now I have engaged in sexual misconduct…Now I have spoken falsehood, so I too am bound to for a state of misery, bound for hell. Thus he acquires such a view. If he does not abandon that assertion and that state of mind, and if he does not relinquish that view, then according to his deserts he will be, as it were, dropped off in hell. 」


� 《別譯雜阿含經》卷7：「一切眾生皆有因緣染污心垢，以是緣故一切眾生得業結使。」


� 《別譯雜阿含經》卷7：「以能修於正見緣故，身壞命終得向善趣生于天上。以能懺悔正見之故，能淨一切眾生之心，亦能淨於眾生結業煩惱罪垢。」


� 抄：10.用匙取食物。15.拿，手持。（《漢語大詞典（六）》p.371）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1：有量業：指惡業。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1：將去：指墮地獄。


� 《佛法概論》(p.231-232 )：「身語根本戒的受持不犯，不但是他律的不可作，也是自律的覺得不應該作。這例如不殺，不使一切有情受殺生苦，也是給一切有情以安全感。進一步，更要愛護有情的生命，戒不即是慈悲的實踐嗎？《雜含》（卷三二‧九一六經）佛為刀師氏聚落主說：「若於有心殺生，當自悔責不是不類。若不有心殺生，無怨無憎，心生隨喜。……心與慈俱。……如是偷盜對以悲心，邪淫對以喜心，妄語對以捨心」。這以四無量心別對四戒，不過約他的偏重說，其實是相通的。」


� 《別譯雜阿含經》卷7：「所有罪業，如爪上土大地之土，算數譬喻不能量度。聚落主言：『如是！如是！』。惡業挍量可知，如是少業，不能牽人令墮惡道，亦不能住，亦不可計。夫行慈者所得功德如大地土，殺生之罪如爪上土；悲之功德如大地土，偷盜之罪如爪上土；喜之功德如大地土，邪婬之罪如爪上土；捨之功德如大地土，妄語之罪如爪上土。」


 《CDB》，p.1344：「Just as a strong conch blower can easily send his signal to the four quarters, so too, when the liberation of mind by loving-kindness is developed and cultivated in this way, any limited kamma that was done does not remain there, does not persist there.


…with a mind imbued with compassion…with a mind imbued with altruistic joy…with a mind imbued with equanimity」


另參考《中阿含經》卷3〈業相應品〉《思經》，大正1，438a3-15：


「多聞聖弟子捨身不善業，修身善業；捨口、意不善業，修口、意善業。彼多聞聖弟子如是具足精進、戒德，成就身淨業、成就口、意淨業，離恚離諍，除去睡眠，無調�調＝掉【元】【明】、貢高，斷疑、度慢，正念正智，無有愚癡，彼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心無量善修』。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修，若本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汙，不復相隨。」《增支部》～A. X. 207-208.。


� 〔會編（下）p.606原註18〕：「攝頌見『別譯』卷七（大正二‧四二五下）」


� 〔會編（下）p.618原註1〕：「「馬相應」，共一０經。多見『增支部』。」


� 〔會編（下）p.618原註2〕：「『增支部』「三集」一三八經前文。『別譯』一四三經。」


� 【調馬】馴調馬匹。（《漢語大詞典》第11冊，p.296）


� 〔會編（下）p.618原註3〕：「『雜阿含經』卷三二中。」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3：「調馬」，巴利本作 assakhaluṅka(未調馬)，意即駑馬、劣馬。別譯雜阿含作「不調之馬」。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3：捷疾具足(javasampanna)(巴)，能善行馳速。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3：色具足(vaṇṇasampanna)(巴)，毛色鮮麗。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3：形體具足(ārohapariṇāhasampanna)(巴)，身壯體健。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3：阿毘曇、律(abhidhamma, abhivinaya)(巴)，即指論及律，若再加合經(sutta)(巴)，則總攝佛所有三藏教說。


� 〔會編（下）p.618原註4〕：「『增支部』「三集」一三八經後文。『別譯』一四四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55：生般涅槃阿那含：阿那含果中分為中般、生般、有行般、無行般、上流般五種涅槃。生般涅槃為聖者生於色界，不久便斷餘惑而般涅槃。


� 〔會編（下）p.618原註5〕：「『雜阿含經』卷三二終。」


� 〔會編（下）p.618原註6〕：「『增支部』「三集」一三九經。『別譯』一四五經。」


� 〔會編（下）p.618原註7〕：「『雜阿含經』卷三三。」


� 〔會編（下）p.618原註8〕：「『增支部』『三集」九四──九六經。『別譯』一四六經。」


� 〔會編（下）p.618原註9〕：「『增支部』「四集」一一二經。『別譯』一四七經。」


�良馬四能：賢善，捷疾，堪能，調柔。


善男子四德：成就無學戒身，無學定身，無學慧身，無學解脫身。


 《別譯雜阿含經》卷8：有四良馬：善調、駿疾、能忍、善住不鬪。


四德：善調、駿疾、能忍、善住不鬪。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pp.118：


 「possessed of four qualities a rājah’s goodly thoroughbred steed is worthy of a rājah, and is reckoned an attribute of a rājah. What are the four qualities？


Straightness（正直）, speed（迅速）, patience（耐力） and docility（馴服）.


possessed of four qualities a monk is worshipful, worthy of gifts and offerings, of salutations with clasped hands, a held of merit unsurpassed for the world.


What four？


Straightness. speed. patience and docility. Possessed of these four. . . a field of merit unsurpassed for the world.」


� 〔會編（下）p.618原註10〕：「『增支部』「四集」一一三經。『別譯』一四八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61：「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別譯雜阿含作「舍衛國祇園」。


� 駃：〔ㄎㄨㄞˋ〕1.快馬。2.同“ 快 ”。（《漢語大詞典（十二）》p.812）


� 手尾：首尾。（《漢語大詞典（六）》p.292）


� 〔會編（下）p.618原註11〕：「「悚」，原本作「速」，今改。」


� 《別譯雜阿含經》卷8：


第一良馬：見舉鞭影，即便驚悚，隨御者意。


第二良馬：鞭觸身毛，即便驚悚，稱御者意。


第三良馬：鞭觸身肉，然後乃驚，隨御者意。


第四良馬：鞭徹肉骨，然後乃驚，稱御者意。


� 〔會編（下）p.619原註12〕：「「第三」，原本缺，依元本補。」


� 《別譯雜阿含經》卷8： 


第一善男子：聞他聚落若男、若女，為病所惱，極為困篤，展轉欲死。聞是語已，於世俗法深知厭惡，以厭惡故至心修善。


第二善男子：見於己身聚落之中，若男、若女，有得重病，遂至困篤，即便命終。覩斯事已，深生厭患，以厭患故，至心修善。


第三善男子：雖復見於己聚落中有病死者，不生厭惡。見於己身所有親族輔弼己者，遇病困篤，遂至命終。…


第四善男子：雖復見之所有親族輔弼己者遇病喪亡，而猶不生厭惡之心。若身自病，極為困篤，受大苦惱，情甚不樂，然後乃生厭惡之心。…


� 〔會編（下）p.619原註13〕：「『增支部』「四集」一一一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63：只尸(Kesi)(巴)，人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63：「一者柔軟，二者麁澁，三者柔軟麁澁」，巴利本作 saṇhena pi vinemi, phārusena pi vinemi, sanha-phārusena pi vinemîti(或用柔軟調伏，或用粗澁調伏，或用柔軟粗澁調伏)。


� 〔會編（下）p.619原註14〕：「『增支部』「八集」一四經。『別譯』一四九經。」


� 奮頭：奮然抬頭。（《漢語大詞典（二）》p.1564）


� 齧：〔ㄋㄧㄝˋ〕亦作“ 囓 ”。1.咬，啃。（《漢語大詞典（十二）》p.1453）


� 偏：6.傾側。（《漢語大詞典（一）》p.1561）


厲：11.踊起；飛升；到達。《管子‧地員》：“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 尹知章 注：“厲，踊起也。”12.威猛；猛烈；激烈。（《漢語大詞典（一）》p.936）


� 勒：1.帶嚼子的馬絡頭。《東觀漢記‧馬皇后傳》：“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 2.拉緊韁繩以止住牲口。（《漢語大詞典（二）》p.796）


� 叢聚：聚集。（《漢語大詞典（二）》p.891）


�《別譯》：若比丘同梵行者有見、聞、疑事，覺觸己身，即語彼言：汝於今者稚小無智，不善不了。汝今應當覺觸餘人，云何乃欲覺觸於我？汝自有過，反舉他事？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67：「以見聞疑舉」，巴利本作 bhikkhū bhikkhuṃ āpattiyā codenti(諸比丘難詰〔另一〕比丘之罪過)。


�《別譯》：見他比丘有見聞疑罪，同梵行者即便語彼有罪人言：『汝於今者，犯如是罪』。時有罪人復語彼言：『汝今自犯如是之罪，若懺悔者，然後乃可糺舉我罪。』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67：不忍：不能忍受別人之舉罪。


�《別譯》：若有比丘，作見聞疑罪，為他所舉。便作異語，隨於愛瞋及以怖，癡心生忿怒。


� 觝突：抵觸；沖撞。（《漢語大詞典（十）》p.1358）


�《別譯》：若有比丘，亦復作於見聞疑罪，為他所舉。即便語彼舉事人言：我都不憶犯如是罪。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67：不數：不畏忌。


�《別譯》：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同梵行者而來舉之，時犯罪人，即攝衣鉢，隨意而去。其心都無畏忌眾僧及舉事者。


�《別譯》：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同梵行者而舉其事。時犯罪人，即便於彼高處而坐，與諸長老比丘諍論道理，舉手大喚作如是言：「汝等諸人，悉皆自犯見聞疑罪，而更說我犯如是罪。」


�《別譯》：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清淨比丘糺舉其事，彼有罪人嘿然而住，亦復不言有罪無罪，惱亂眾僧。


�《別譯》：若有比丘，亦復犯於見聞疑罪。清淨比丘發舉其事，彼犯罪人即便捨戒，退失善根，罷道還俗。既休道已，在寺門邊，住立一面，語諸比丘：「我今還俗，為滿汝等所願以不？汝今歡喜極快樂不？」


� 〔會編（下）p.619原註15〕：「『增支部』「八集」一三經。『別譯』一五０經。」


�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V，pp.130：


〔1〕herein a rajah’s goodly thoroughbred steed is of good breed ob both sides ; in whatever part other good horses are bred, there he is bred. 


〔3〕When given his feed, green or dried, he eats it carefully, without scattering it about. 


〔4〕He feels abhorrence at lying or sitting in dung or urine. 


〔2〕Pleasing is he and easy to live with ; he does not cause other horses to stampede. 


〔5〕Whatever are his vices, tricks, faults or wiles, he shows them to the driver, as they really are, and his driver tries to correct them. 


〔6〕When in harness, he thinks:“Well, let other horses pull as they please, I’ll pull this way ! ”


〔7〕In going, he goes the straight way. 


〔8〕He is steadfast, showing steadfastness till life end in death.


�《別譯》：能示御者惡馬之過，能教御者治於惡馬所有疹態。


�《別譯》：能忍重擔，而不求輕。恒作是念：「我常見於餘馬擔時，當為代之。」


�《別譯》：病雖困篤，乃至臨終，力用不異。


�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V，pp.130：


〔1〕Monks, herein a monk is virtuous, abiding restrained by the restraint of the Obligations, perfect in behaviour and conduct, seeing danger in the smallest fault；he accepts the precepts and trains himself accordantly. 


〔3〕When they give him food, mean or choice, he eats it carefully without a murmur. 


〔4〕He feels abhorrence; he abhors misconduct in deed, word and thought; he abhors entertaining evil and unrighteous ideas. 


〔2〕He is pleasing and easy to live with, he does not trouble the other monks. 


〔5〕Whatever are his vices, tricks, faults or wiles, he shows them as they really are to the teacher or to some learned fellow-monk in the godly life; and his teacher or fellow-monk tries to correct them. 


〔6〕As a learner he thinks：“Well, let other monks train as they please, I’ll train in this way. ” 


〔7〕In going, he goes the straight way, and herein is that way: right view, right aim…right concentration. 


〔8〕Strenuous in endeavour he abides, thinking：“Come what may, let skin and bone and sinew but remain, let flesh and blood dry up within my body ；until is won, what may be won by strength of man, by toil of man, by pains of man, there will become no stay in energy！ ”


�《別譯》：若有比丘具足善法，終不惱觸同梵行者。共住安樂，如水乳合。


�《別譯》：若有比丘見諸惡法不清淨者，心生厭患。悉皆遠離三業不善，呵責惡法鄙陋下賤。


�《別譯》：若有比丘既犯罪已，親於佛前陳己過罪。亦復於梵行所說自發瑕疵。


�《別譯》：若有比丘具足學戒，見同梵行諸比丘等，於戒有犯。心每念言：「我當修學令無所毀。」


�《別譯》：若有比丘病雖困篤，乃至欲死，精勤無懈，志性堅固，不可輕動。恒欲進求，諸勝妙法，心無疲倦。


�〔會編（下）p.619原註16〕：「『增支部』「十一集」一０經。『別譯』一五一經。」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1：那梨聚落深谷精舍(Nātike Giñjakāvasathe)(巴)，別譯雜阿含作「那提迦國瓮寔迦精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1：詵陀(Sandha)(巴)，比丘名。


� 《中觀今論》(p.78 )：「……約三世因果的流動，說無自性。《阿含經》有這種說法，所以《攝論》以為這是共小乘的。「如執取不有，故許無自性」，這是約遍計無自性講，於一切法執自相、共相、我相、法相等，都是依名計義，依義計名而假名施設的，不是自相有的；離此遍計的非自相有，即大乘的空無自性說，這是唯識學者自命為不共小乘的地方。然細究這「執取相不有」，《阿含經》也多說到「不可取，不可得」。「如執取不有」，聲聞學者確乎也是可以達到的。


《雜阿含》（九二六經）說：迦旃延入真實──勝義禪時，不取一切相而入禪。


別譯又說：「但以假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


〈真實義品〉引此以為離言法性的教證，焉能說聲聞法無此？由此可知，認識上不執取種種相的空，也是共小乘的」


�「強良」同「強梁」。


強梁： 5.謂剛愎自用。6.強橫凶暴。（《漢語大詞典（四）》p.131）


� 《別譯雜阿含經》卷8：「定意莫亂，當如善乘，調攝諸根，勿同惡馬諸根馳散。」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4：「do you muse with the musing of the trained thoroughbred. Muse not with the musing of the unbroken colt.」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1：「當修真實禪，莫習強良禪」，巴利本作 Ājānīya jjhāyitaṃ jhāyatha, mā khaluvka-jjhāyitaṃ(當修良馬之禪，莫修未調馬之禪)。


� 所應作：念駕乘之事。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6：「I wonder what task will the trainer set me today？What return can I make to him？」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5，Note.2：「For this idea cf. G..S. II p.118」（為《增支部》～A. 4. 113. Patoda鞭；同〈馬相應〉第6經）


� 《別譯雜阿含經》卷8：「如是不依於彼地水火風，亦復不依四無色定而生禪法。不依此世、不依他世，亦復不依日月星辰，不依見聞、不依識識、不依智知，不依推求心識境界，亦不依止覺知，獲得無所依止禪。…不依如是諸地禪法」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06：「He muses not dependent on earth, water, fire, air, and the rest. . . whatever is seen, heard, sensed, cognized, attained, sought after, thought out by mind-dependent on all that he muses not, and yet he does muse. 」


� 伊濕波羅：（梵：Īśvara；巴：Issara）自在天主。


� 波闍波提（Pajāpati.）：創造神。


� （1）《瑜伽師地論》卷36〈4真實義品〉(大正30，489b7-c2)： 


又佛世尊，為彼散他迦多衍那作如是說：


「散他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不依於水、不依於火、不依於風、不依空處、不依識處、不依無所有處、不依非想非非想處、不依此世他世、不依日月光輪、不依見聞覺知、不依所求所得、不依意隨尋伺、不依一切而修靜慮。云何修習靜慮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廣說乃至不依一切而修靜慮？ 


散他苾芻！或有於地除遣地想，或有於水除遣水想，廣說乃至或於一切除一切想，如是修習靜慮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廣說乃至不依一切而修靜慮。如是修習靜慮苾芻，為因陀羅（indra）、為伊舍那（īśāna）、為諸世主（prajāpati）并諸天眾，遙為作禮而讚頌曰：『敬禮吉祥士，敬禮士中尊，我今不知汝依何修靜慮。』」


云何此經顯如是義？謂於一切地等想事，諸地等名施設假立，名地等想。即此諸想，於彼所有色等想事，或起增益、或起損減。若於彼事起能增益，有體自性執，名增益想；起能損減唯事勝義執，名「損減想」；


彼於此想，能正除遣、能斷、能捨，故名「除遣」。


如是等類無量聖言，名為至教。由此如來最勝至教，應知諸法離言自性。


（2）《瑜伽師地論》卷73 (大正30，703a2-5)：


問：世尊依何密意說「由彼故於一切處遣一切想，帝釋天等亦不能知彼依何處而起靜慮」？


答：都不依於無自性性，說如是言。


（3）《瑜伽論記》卷19(大正42，758a29-b9)：第十二經『遣一切想』者，亦依真如說故，不依三無性性說。詳此論上下說無性性者，唯依橫計性性，不依依他及圓成二性。故《淨名經》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法是依他圓成真俗二諦，病是遍計橫執諸法。」是故彼經意還同此論。此人如是作真如觀無不能知，故上論云：諸天得他心智尋彼比丘所入之定竟不能知。故說頌云：『南無最勝士，南無士中尊。今我不知汝，依何修靜慮。』


� 《佛法概論》(p.243-244 )：「從離相證覺說，如取著善行，以為有善行可行，有我能行，即成為如實覺的障礙，大乘稱之為「順道法愛」。釋尊所以常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如佛常說地水火風等觀門，如「於地有地想，地即是神（我），地是神所，神是地所。彼計地即是神已，便不知地。……於一切有一切想，一切即是神，一切是神所，神是一切所。彼計一切即是神已，便不知一切」（中含‧想經）。


所以佛為跋迦利說「真實禪」──勝義空觀說：「於地想能伏地想，于水、火、風想，無量空入處想，識入處想，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想，此世他世，日月，見聞覺識，若得若求，若覺若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覺觀而修禪」（雜含卷三三‧九二六經）。這是都無所住的勝義空觀，迦旃延修這樣的禪觀，由于佛的教化──緣起假有性空的中道而來（雜含卷一二‧三０一經），這是慧證法性的不二門」


� 〔會編（下）p.619原註17〕：「攝頌見『別譯』卷八（大正二‧四三一中）。頌說「十事」，但經文缺一「調乘」。」


� 〔會編（下）p.633原註1〕：「『摩訶男相應』，共一０經。」


�《增壹阿含經》卷3〈清信士品第六〉（4經），大正2，560a16-18：「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恒行慈心，所謂不尼長者是；心恒悲念一切之類，所謂摩訶納釋種是。」


� 〔會編（下）p.633原註2〕：「『相應部』（五五）「預流相應」三七經。『別譯』一五二經。」


� 〔會編（下）p.633原註3〕：「『雜阿含經』卷三三中。」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3：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Kapilavatthusmiṃ Nigrodhārāme)(巴)，地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3：摩訶男(Mahānāma)(巴)，佛稱讚謂「心恒悲念一切之類，第一優婆塞」。統治迦毘羅衛國之王。


� 宋．元照撰《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1(大正40，231c22-26)：「言淨住者，二義釋之：一、不失義，聞持無犯體常存。故下云：『清淨戒住是也。』二、依止義，禁制三業安住戒中，即《廣弘明集》云：『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是也。』」


� 《別譯雜阿含經》卷8：「在家白衣，歸依三寶，以是義故名優婆塞，汝即其人。」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73：巴利本作 Yato kho Buddhaṃ saranaṃ gato hoti, dhammaṃ saranaṃ gato hoti, savghaṃ saranaṃ gato hoti, ettāvatā kho upāsako hoti(以有歸依、歸依法、歸依僧之緣故，唯此即成為優婆塞)。


� 積集：積聚匯集。（《漢語大詞典（八）》p.128）引申為「記憶於心」之意。


� 《別譯雜阿含經》、《相應部》無「聞具足」之段落。唯有：信、戒、施、慧。


� 〔會編（下）p.633原註4〕：「「智」，原本缺，依宋本補。」


� 〔會編（下）p.633原註5〕：「『別譯』一五三經。」


� 〔會編（下）p.633原註6〕：「『增支部』「八集」二五經。『別譯』一五四經。」


� 〔會編（下）p.633原註7〕：「「令」下，原本有「其」字，依宋本刪。」


�《別譯雜阿含經》卷8：「若能具足〔1〕信、〔2〕戒、〔3〕捨心、〔4〕數往塔寺、〔5〕聽法、〔6〕受持、〔7〕解其義趣、〔8〕如說修行。是則名為滿足之行。」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V，pp.149：「〔1〕he has achieved faith himself …；〔2〕has achieved virtue himself…；〔3〕has achieve himself renunciation…；〔4〕longs himself to see the monks…；〔5〕longs himself to hear Saddhamma…；〔6〕is mindful himself of Dhamma…；〔7〕reflects himself upon the meaning of Dhamma he is mindful of…；〔8〕when he knows himself both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Dhamma and walks in conformity therewith」


另參考《中阿含經》卷1，大正2，421c5-27：「云何比丘知人勝如？…信者…數往見比丘…禮敬比丘…問經…一心聽經…聞持法…聞法觀義…知法．知義．向法次法．隨順於法．如法行…」；《增壹阿含經》卷33，大正2，729a4-b9；《七知經》卷1，大正1，810a29-b28。


� 〔會編（下）p.633原註8〕：「「戒」，應為「信」之誤。」


「信」《大正藏》原作「戒」，今依文義改作「信」。


� 〔會編（下）p.633原註9〕：「「戒」，應為「信」之誤。」


「信」《大正藏》原作「戒」，今依文義改作「信」。


� 《別譯雜阿含經》卷8：「隨所至處，能為此眾，作大照明。猶如日光除諸闇冥。」


� 〔會編（下）p.633原註10〕：「『相應部』（五五）「預流相應」二一‧二二經。『別譯』一五五經。『增壹阿含經』（四一）「莫畏 品」一經前分。」


� （1）《別譯雜阿含經》卷8：「譬如大樹初生長時，恒常東靡，若有斫伐，當向何方，然後墬落？」


   （2）《相應部》～S. 55.21的譬喻同於《增壹阿含經》卷35：「如酥瓶在水中壞，是時瓦石便沈在下，酥便浮在上。」


   （3）《相應部》～S. 55. 22則有大樹的譬喻。《CDB》，p.1809：「a tree was slanting, sloping, and inclining towards the east. If it was cut down at its foot. in what direction would it fall？」


   （4）《大智度論》卷18，大正25，193a24-27：「譬如樹常東向曲，若有斫者必當東倒。善人亦如是，若身壞死時，善心、意、識長夜以信、戒、聞、施、慧熏心故，必得利益上生天上。」


� 〔會編（下）p.633原註11〕：「『增支部』「六集」一０經。『別譯』一五六經。」


� 《增支部》說到得果後的有學，他的生活都充滿六念，但並不強調「當修六念，乃至進得涅槃」


� 《別譯雜阿含經》卷8：「如來弟子，得無漏法，能為世間，作良福田。」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I，pp.206：「The Exalted One’s Order of disciples has rightly stepped the way, has straightly stepped the way, has fitly stepped the way, has wholly stepped the way, that is: the four pairs among men, the eight persons among mankind.」


� 《別譯雜阿含經》卷8：「云何念戒，所謂不壞戒、不缺戒、不雜戒、無垢戒、離恐懼戒、非戒盜戒、清淨戒、具善戒」。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III，pp.206：「the Ariyan disciple is ever minding the virtues in the self：“They are unbroken, without a flaw, spotless, without blemish; they bring freedom and are praised by wise men; they are incorruptible and lead to concentration. ”」（聖弟子念戒之無缺、無隙、無雜、無穢、自在、智者稱歎、不可毀的、引向定的）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83：自手施：親手施供於人。


� 〔會編（下）p.633原註12〕：「「王天」，原本作「天王」，今正。」


� 〔會編（下）p.633原註13〕：「「聞」下，原本有「捨」字，今刪。」


� 〔會編（下）p.633原註14〕：「『增支部』「十一集」一二經。『別譯』一五七經。」


�《般泥洹經》卷2，大正1，187a10-13：「天下智者，常願見佛，樂聞經法。已有是意，當務立信、立戒、布施、多聞、廣學智慧，建此五志以離垢慳，然則世世當受富貴、名譽遠聞、生天安樂，可得泥洹。」


� 四體：1.四肢。2.指整個身體，身軀。（《漢語大詞典（三）》p.569）


� 《佛法概論》(p.212-213 )：「在家的信眾，於五法而外，對心情怯弱的，每修三念：念佛，念法，念僧。或修四念，即念三寶與戒。或再加念施；或更加念天，共為六念，這都見於《雜阿含經》。這主要是為在家信眾說的，


如摩訶男長者聽說佛與僧眾要到別處去，心中非常難過（雜含卷三三‧九三二、九三三經）；


還有難提長者（雜含卷三０‧八五七、八五八經），


梨師達多弟兄（雜含卷三０‧八五九、八六０經）也如此。


訶梨聚落主身遭重病（雜含卷二０‧五五四經）；


須達多長者（雜含卷三七‧一０三０經等），


八城長者（雜含卷二０‧五五五經），


達摩提離長者（雜含卷三七‧一０三三經）也身患病苦。


賈客們有旅行曠野的恐怖（雜含卷三五‧九八０經）；


比丘們有空閒獨宿的恐怖（雜含卷三五‧九八一經）。


這因為信眾的理智薄弱，不能以智制情，為生死別離，荒涼淒寂的陰影所惱亂，所以教他們念──觀想三寶的功德，念自己持戒與布施的功德，念必會生天而得到安慰。」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83：甘露：不死之藥，喻涅槃。


� 〔會編（下）p.634原註15〕：「『增支部』「十一集」一三經。」


� 《The Book of the Gradual Saying》，Vol. V，pp.213：「When you have established yourself these five qualities, Mabānāma, you should further make six qualities to grow.」


  《增支部》說依於五法，應進一步使六隨念增長。


� 〔會編（下）p.634原註16〕：「『增支部』「三集」七三經。『別譯』一五八經。」


� 關於無學的五分法身，詳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33(大正27，171b8-172c4)。


� 〔會編（下）p.634原註17〕：「『相應部』（五五）「預流相應」二三經。『別譯』一五九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89：沙陀(Godhā)(巴)，人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89：「莫作是說……四法成就須陀洹」，別譯雜阿含作「汝今不應說言如來說四不壞信。」


� 〔會編（下）p.634原註18〕：「「何」，原本作「可」，依聖本改。」


� 〔會編（下）p.634原註19〕：「『相應部』（五五）「預流相應」二四經。『別譯』一六０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93：百手釋氏(Sarakāni Sakka)(巴)，人名。別譯雜阿含作「麁手釋」。


� 《CDB》，p.1957，Note. 344：「This would be a breach of the fifth precept. The Sakyans thought that if Sarakāni violated a precept he would lack the fourth factor of stream-entry and thus could not be a stream-enterer.」


（【按】：眾釋氏認為百手釋氏缺少「法隨法行」，理應不能證得須陀洹。）


�類似的用語參考《優婆塞戒經》卷5，大正24，b158：「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如我世一日一夜。何以故？我時眾生具五濁故，是故我為鹿子母說：『善女！若娑羅樹能受八齋，是亦得受人天之樂至無上樂。』」


� 《別譯雜阿含經》卷8：「彼麁手釋，不犯性重，犯於遮戒。臨命終時，悔責所作；以悔責故，戒得完具，得須陀洹。人少有所犯，悔責完具，何故不記彼麁手釋得須陀洹。」


   《CDB》，p.1958，Note. 347：「Spk says that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he was a fulfiller of the three trainings (in virtue,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This implies that while he might have indulged in strong drink earlier, before his death he undertook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precepts and thereafter attained stream-entry.」  （嚴格的遵守戒律）


� 〔會編（下）p.634原註20〕：「攝頌見『別譯』卷八（大正二‧四三四下）。頌說十事，但經缺「十二」，但有九經。」


� 〔會編（下）p.641原註1〕：「「無始相應」，共二０經。與『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相當。」


� ﹝經1﹞血、﹝經2﹞淚 、﹝經3﹞母乳、﹝經11﹞骨聚，常被論中所引用：


（1）《大智度論》卷28，大正2，266a23-b4：「說無常以明無邊，無邊故眾生厭生死長久，譬如波梨國四十比丘，俱行十二淨行來至佛所，佛為說厭行。佛問比丘：「五恒河伽（GaGgA），藍牟那（YamunA）、薩羅由（SarayU）、阿脂羅婆提（AciravatI）、摩醯（MahI），從所來處流入大海，其中間水為多少？」比丘言：「甚多！」佛言：「但一人一劫中作畜生時，屠割剝刺，或時犯罪截其手足，斬其身首，如是等血多於此水。如是無邊大劫中，受身出血【經1（937）】不可稱數，啼哭流淚【經2（938）】及飲母乳【經3（939）】亦如是。計一劫中一人積骨【經11（947）】過於鞞浮羅大山（丹注云：此山，天竺以人常見易信，故說也！），如是無量劫中受生死苦。」


（2）《瑜伽師地論》卷9，大正30，320c16-25：「生艱辛者，如薄伽梵說：「汝等長時馳騁生死，身血流注過四大海。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馬、駝、驢、牛、羊、雞、鹿等眾同分中，汝等於彼多被斫截身諸支分，令汝身血極多流注。如於象等眾同分中，人中亦爾。【經1（937）】


又復汝等於長夜中，喪失無量父母、兄弟、姊妹、親屬。又復喪失種種財寶、諸資生具，令汝洟淚極多流注，如前血量。【經2（938）】


如血、洟淚，如是當知所飲母乳，其量亦爾。」【經3（938）】


� 〔會編（下）p.641原註2〕：「『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一三經。『別譯』三三０經。」


� 〔會編（下）p.642原註3〕：「『雜阿含經』卷三三中。」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95：「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巴利本作 Rājagahe Veluvane(王舍城竹園)。


� 《相應部》作三十比丘tijsamattā bhikkū。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95：「波梨耶」，巴利本作 Pāveyyakā，即 Pāvā(波婆)，村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395：「阿練若行、糞掃衣、乞食」(araññakā paṃsukūlikā piṇḍapātikā)(巴)，為頭陀行十二支之三支。


� 《別譯雜阿含經》卷16：「生死長遠無有邊際，無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眾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蓋，愛結所使纏繫其頸。生死長途流轉無窮，過去億苦無能知者。」


  《相應部》：


   Anamataggāyaṁ bhikkhave saṁsāro pubbākoṭi na paññāyati avijānīvaraṇanaṁ sattānaṁ taṇhāsaṁyojanānaṁ sandhāvataṁ saṁsarataṁ. (S. II, pp. 178, 180,187, 190) 


比丘等よ，この輪迴は無始で，眾生は無明に覆われ渴愛に縛られて，流轉し，輪迴せゐ本際は知られない。眾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CDB》，p.658：「Bhikkhus, this saṁsāra is without discoverable beginning. A first point is not discerned of beings roaming and wandering on hindered by ignorance and fettered by craving.」


� 〔會編（下）p.642原註4〕：「『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三經。『別譯』三三一經。」


� 〔會編（下）p.642原註5〕：「『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四經。『別譯』三三二經。」


� 〔會編（下）p.642原註6〕：「『雜阿含經』卷三三終。」


� 〔會編（下）p.642原註7〕：「『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一經。『別譯』三三三經。」


� 〔會編（下）p.642原註8〕：「『雜阿含經』卷三四。」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01：無始(anamatagga)(巴)，其始不可思量。


� 籌〔ㄔㄡˊ〕：2.算計。5.籤籌，算籌。記數的用具。7.大便時用的竹木片。（《漢語大詞典（8）》p.1272）


� 〔會編（下）p.642原註9〕：「『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二經。『別譯』三三四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03：「如婆羅果」，宋、元二本均作「如婆羅菓」。巴利本作 kollâtthimatta(如棗核大的)。


� 〔會編（下）p.642原註10〕：「『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一二經。『別譯』三三五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03：「其趣無量」，本卷第九三五經作「其數無量」。


� 〔會編（下）p.642原註11〕：「『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一一經。『別譯』三三六經。」


�另參考《瑜伽師地論》卷9，大正30，321a2-5：「又復說言：『汝等有情自所觀察，長夜展轉成就第一極重憂苦，今得究竟。汝等當知，我亦曾受如是大苦。』如苦【經7（943）】，樂【經6（942）】亦爾。」


� 〔會編（下）p.642原註12〕：「『別譯』三三七經。」


� 〔會編（下）p.642原註13〕：「『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一四──一九經。『別譯』三三八經。」


� 《瑜伽師地論》卷9，大正30，321a7-10：「又復說言：『我觀世間有情，不易可得長夜流轉不為汝等若母若父、兄弟、姊妹，若軌範師，若親教師，若餘尊重，若等尊重。』」


� 〔會編（下）p.642原註14〕：「『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八經。『別譯』三三九經。」


� 〔會編（下）p.642原註15〕：「『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一０經。『別譯』三四０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07：王舍城毘富羅山(Vepulla-pabbata)(巴)，巴利本作 Gijjhakūṭe pabbate(靈鷲山)。毘富羅山為圍繞王舍城五山之一。


� 〔會編（下）p.642原註16〕：「攝頌見『別譯』卷一六（大正二‧四八七下）。」


� 〔會編（下）p.648原註1〕：「『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六經。『別譯』三四一經。『增壹阿含經』（五二）「大愛道般涅槃品」三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09：劫長久如(kiṃ va dīgho nu kho bhante kappo ti)(巴)，一劫有多長久？


� 〔會編（下）p.648原註2〕：「『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五經。『別譯』三四二經。『增壹阿含經』（五二）「大愛道般涅槃品」四經。」


�迦尸（Kāsi.）：佛世十六大國之一。


�劫貝（kappāsika）：棉布.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09：「迦尸劫貝」，巴利本作 Kāsika vattha(迦尸國產之衣服)。


� 〔會編（下）p.648原註3〕：「『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七經。『別譯』三四三經。」


� 〔會編（下）p.648原註4〕：「『別譯』三四四經。」


� 《瑜伽師地論》卷9，大正30，321a5-7：「又復說言：『我觀大地，無少處所可得汝等長夜於此處所未曾經受無量生死。』」


� 〔會編（下）p.648原註5〕：「『別譯』三四五經。」


� 《瑜伽師地論》卷9，大正30，321a7-10：「又復說言：『我觀世間有情，不易可得長夜流轉不為汝等若母若父、兄弟、姊妹，若軌範師，若親教師，若餘尊重，若等尊重。』」


� 〔會編（下）p.648原註6〕：「『別譯』三四六經。」


�另參考《大智度論》卷9，大正25，125c23-29：「譬如大雨連注，渧渧無間，不可知數。諸世界亦如是，我見東方無量世界，有成、有住、有壞，其數甚多、不可分別；如是乃至十方。是十方世界中，無量眾生有三種身苦：老、病、死；三種心苦：婬、瞋、癡；三種後世苦：地獄、餓鬼、畜生。」


� 〔會編（下）p.648原註7〕：「『別譯』三四七‧三四八經。『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九經，當本經後分。」


� 〔會編（下）p.648原註8〕：「『別譯』三四九經。」


� 〔會編（下）p.648原註9〕：「『相應部』（一五）「無始相應」二０經。『別譯』三五０經。『增壹阿含經』（五０）「禮三寶品」一０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15：低彌羅(Tivara)(巴)，村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15：「阿毘迦」，巴利本作 Rohitassā(赤馬)。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17：赤馬(Rohitassā)(巴)，村名，巴利本作 Suppiyā(須卑耶、善且)。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17：摩竭提(Māgadhakā)(巴)，即摩竭陀國，為佛世時十六大國之一。


� 《性空學探源》(p.30-31 )：「世間上色等一切法是生滅無常的；而佛法的目標，亦即人類的最後歸宿，在涅槃解脫。可是常人不知從何去把握涅槃，如來善巧的就五蘊無常為出發來說明它。如《雜阿含》二六０經說：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一切法，有情也好、器界也好，都在滅的過程中前進；一切法的本性，都是歸於滅，都在向著這個滅的大目標前進。我們只要使它滅而不起，就是涅槃。「涅槃」譯曰寂滅；不擾動，不生起，體證到本性滅，就是涅槃。一切是本性自滅的，不過常人滅了要再生而已，所以《雜阿含》九五六經說：一切行無常，悉皆生滅法；有生無不盡，唯寂滅為樂」


� 〔會編（下）p.648原註10〕：「攝頌見『別譯』卷一六（大正二‧四八九中）。」


� 〔會編（下）p.660原註1〕：「「婆蹉出家相應」，共九經。與『相應部』（三三）「婆蹉種相應」，及（四 四）「無記說相應」相當。」


� 〔會編（下）p.660原註2〕：「『相應部』（四四）「無記說相應」九經參照。『別譯』一九０經。」


� 〔會編（下）p.660原註3〕：「『雜阿含經』卷三四中。」


� 「婆蹉種（Vacchagotta）出家（Paribbājaka）」


《別譯雜阿含經》卷10：「犢子梵志」


Vaccha：婆蹉種（姓）；犢牛。


Paribbājaka：梵志；沙門。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19：婆蹉種出家(Vacchagotta paribbājaka)(巴)。婆蹉是印度種族名。此處指婆蹉種之出家行者。印度宗教很多，各教都有出家行者，此不是專指於佛教出家者。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19：無記(avyākata)(巴)，不解答，不解說。有十四問，佛均以「無記」答之。十四問見本卷第九五四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19：意生身(manomaya-kāya)(巴)，意所成的(識)身，即識神。


� 此經為有部建立中有的教量，詳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69(大正27，356c25-357a6)。


� 《佛法概論》(p.263-264 )：「生死解脫，不是現生不死，不是未來永生，是未來的生死苦迫的不再起，於現生的苦迫中得自在。這樣的解脫當體，即是涅槃。關於涅槃，從來有有餘涅槃、無餘涅槃的分別。依漢譯《阿含經》說：涅槃的一般意義，應該是不再來這人世間了。


◎如《雜含》（卷三四‧九五七經）說：「眾生於此處命終，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因愛故取，因愛而住，故說有餘。……世尊得彼無餘，成等正覺」。


◎《增一含‧火滅品》也如此說：「比丘滅五下分結，即彼般涅槃，不還來此世，是謂有餘涅槃界。……比丘盡有漏成無漏，意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戲，……是謂無餘涅槃界」。


◎《中含‧善人往經》，對於「少慢未盡五下分結已斷」的，更分為七善人；而現究竟不再受生死的，稱為無餘涅槃。


這可見，涅槃有不再來這人世間受生的意義。阿那含與阿羅漢──佛也是阿羅漢，都不再來人間，所以並稱涅槃。但阿那含還有煩惱與身的剩餘，阿羅漢才是無餘的」


� 〔會編（下）p.660原註4〕：「『相應部』（四四）「無記說相應」七經。『別譯』一九一經。」


� 〔會編（下）p.660原註5〕：「「來」，原本作「求」，依聖本改。」


� 〔會編（下）p.660原註6〕：「「無」上」原本有「有」字，依宋本刪。」


� 〔會編（下）p.660原註7〕：「『相應部』（四四）「無記說相應」八經。『別譯』一九二經。」


� 〔會編（下）p.660原註8〕：「『相應部』（四四）「無記說相應」一一經。『別譯』一九三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23：那梨聚落(Nātike Giñjakāvasathe)(巴)。


� 〔會編（下）p.661原註9〕：「「種施設諸行」，原本作「行身施」，依元本改。」


� 〔會編（下）p.661原註10〕：「『別譯』一九四經。」


� 〔會編（下）p.661原註11〕：「『相應部』（四四）「無記說相應」一０經。『別譯』一九五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27：「常見」，巴利本作 sassatavādā(常住論)，主張有情的身心為常住不滅之見解。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27：「斷見」，巴利本作 ucchedavādā(斷滅論)，主張有情的身心由於一期生命的停止而斷絕之見解。


� 《別譯雜阿含經》卷10：「佛告阿難：於先昔彼問一切諸法，若有我者，吾可答彼犢子所問。吾於昔時，寧可不於一切經說無我耶？以無我故，答彼所問，則違道理。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無我故。云何以「我」而答於彼。若然者，將更增彼昔來愚惑。


復次阿難！若說有我，即墮常見；若說無我，即墮斷見。如來說法，捨離二邊，會於中道。以此諸法壞故不常，續故不斷，不常不斷。因是有是，因是生故，彼則得生；若因不生，則彼不生。」


� 〔會編（下）p.661原註12〕：「『中部』（七二）『婆蹉衢多（火）喻經』。『別譯』一九六經。」


� 〔會編（下）p.661原註13〕：「「面」，原本作「而」，依聖本改。」


�柯葉：枝葉。（《漢語大詞典（四）》p.901）


� 《佛法概論》(p.264-266 )：「涅槃是現生自證的。自覺人世間生死的解脫，無論是于人間究竟，或于「彼處」究竟，生死的究竟解脫，稱為般涅槃。得到涅槃，除了「眾苦盡滅」，還可說什麼？古德有以為還有身心的，有以為有心而沒有身的。依契經說，這些是妄情的戲論！


《雜含》（卷三二‧九０五經）說：「如來者，色（受、想、行、識、動、慮、虛誑、有為、愛）已盡，心善解脫，甚深廣大，無量無數，寂滅涅槃。……如來若有，若無，若有無，若非有非無後生死，不可記說」。


又（卷三四‧九六二經）說：「色已斷已知，受、想、行、識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于未來世永不復起。……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滅」。「于一切見，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斷滅。寂靜，清涼，真實。如是等解脫，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


釋尊對於涅槃，除了說明煩惱業苦的不生以外，以「甚深廣大，無量無數」來形容。甚深廣大與無量無數，即法性空寂，這是超名相數量以上的。


如《雜含》（卷三四‧九六二經）說：「如來法律，離諸枝條柯葉，唯空幹堅固獨立」。


別譯作：「瞿曇亦復如是，已斷一切煩惱結縛，四倒邪惑皆悉滅盡，唯有堅固真法身在」。


幻化的身心永滅，惟是性空，惟是法身，這即是涅槃。有情的所以個體永續，所以無限苦迫，只是迷情為本的諸行，在我執的攝取、住著中，形成和合相續的生命個體。這才「五蘊熾然」，死生不了。如破我除愛，即割斷了生死的連索，前五蘊滅而後五蘊不再起，即唯一法性而不可說為什麼」


� 〔會編（下）p.661原註14〕：「『相應部』（三三）「婆蹉種相應」全。『別譯』一九七經。」


� 〔會編（下）p.661原註15〕：「「面」，原本作「而」，依聖本改。」


� 《別譯雜阿含經》卷10：「不知者，如知者說；見者、不見者，如知者說；解、不解，亦如上說；通徹、不通徹，亦如上說；有相、無相，亦如上說；其義深、淺，亦如上說；寤寤、不寤寤，亦如上說」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33：「如是不知、知，……不覺、覺」，指「如不知、知，如是不見、見，……不覺、覺，亦如上說」。


� 〔會編（下）p.661原註16〕：「『中部』（七三）『婆蹉衢多大經』。『別譯』一九八經。」


� 〔會編（下）p.661原註17〕：「「不善」，原本缺，依宋本補。」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37：幾時：指外道轉佛道之見習試驗期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37：四月：為暫住見習之期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37：為人粗作齊限：指對人稍作分別，觀其對佛、法、僧、戒、信、忍之程度，而決定是否允其出家、受具足。


� 〔會編（下）p.661原註18〕：「「衣」，原本作「依」，依宋本改。」


� 〔會編（下）p.661原註19〕：「「衣」，原本作「依」，依宋本改。」


� 《別譯雜阿含經》卷10： 


「犢子言：我今相問，設得出家修梵行者，為久近成？


佛告犢子：若有外道異學，於佛法中求出家者，先剃其鬚髮，滿足四月，於眾僧中心意調濡，然後受戒。不必盡爾，亦隨人心。


犢子梵志聞佛語已，心生喜樂：若蒙出家得受戒者，假設四年我尚為之，況四月也！


佛告犢子：吾先為汝說二種人，不必一切悉皆如是。


犢子言；瞿曇！先者實作是說。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p.599：「…But I recogniz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is matter.…… I will live on probation for four years.…」


� （1）《長阿含經》卷4(大正1，25b13-22)：「佛告須跋：「若有異學梵志於我法中修梵行者，當試四月，觀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諸威儀無漏失者，則於我法得受具戒。須跋！當知在人行耳。」�　　須跋復白言：「外道異學於佛法中當試四月，觀其人行，察其志性，具諸威儀無漏失者，乃得具戒。今我能於佛正法中四歲使役，具諸威儀，無有漏失，乃受具戒。」�　　佛告須跋：「我先已說在人行耳。」」


（2）《長阿含經》卷4(大正1，26a13-17)：「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後，諸釋種來，求為道者，當聽出家，授具足戒，勿使留難。諸異學梵志來求為道，亦聽出家受具足戒，勿試四月。所以者何？彼有異論，若小稽留，則生本見。」」


關於出家、受具戒，請詳見《華雨集第三冊》p.125-128；《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374-390


� 〔會編（下）p.661原註20〕：「「學」，原本作「覺」，依宋本改。」


� 詳見《瑜伽師地論》卷4 (大正30，294b19-302b18)


� 〔會編（下）p.661原註21〕：「攝頌見『別譯』卷一０（大正二‧四四七中）。」


� 〔會編（下）p.683原註1〕：「「外道出家相應」，共一五經。」


� 〔會編（下）p.683原註2〕：「『增支部』「十集」九五經。『別譯』一九九經。」


� 〔會編（下）p.683原註3〕：「『雜阿含經』卷三四中。」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1：欝低迦(Uttiya)(巴)，人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1：「周匝遶城，求第二門……唯從此門若出若入，更無餘處」，巴利本(A. vol.5. P. 195)之意為：他(守城門者)繞城周圍之路，可能不見城壁之間隙或城壁之孔，乃至猫爬出之量，如此他確實不知：「有多少生物或入或出此城。」然而，他却有如此思惟：凡是任何粗大的生物，或入或出此城，他們皆由此門或入或出。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3：「世尊雖不用心覺悟眾生，一切世間從此道出，及以少分」，巴利本(A.vol. 5. P. 195)之意為：如來沒有用心：「一切世間或其半，或其三分之一當由此〔道〕出」，指世尊雖然不費心於了知「一切眾生世間或其少部分從此道出」。


�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88（大正27，943c2-14）：「能趣一解脫宮門，故名一趣道。此中應引《嗢底迦經》所說喻，如彼說：『佛告嗢底迦（Uttika）：…唯有一門，委一人捉，其人聰慧，多聞善習，應入者聽，不應者止。彼每巡城察之，乃至不見獸往來處，況餘門耶？嗢底迦當知！彼守門者，雖不知——日日有爾所有情入城出城，然其定知——諸有入出皆由此門，不從餘門。如是如來雖不作意知——爾所有情已般涅槃，爾所有情當般涅槃；然其定知——諸有情類，已般涅槃，未般涅槃，皆由此道，不依餘道。』」


� 〔會編（下）p.683原註4〕：「『別譯』二００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3：富鄰尼(Puṇṇiya)(巴)，佛弟子名。


� 《別譯》：我等皆聞，沙門瞿曇說：『眾生斷更不受生』。此事云何？


� 〔會編（下）p.683原註5〕：「『增支部』「十集」九六經。『別譯』二０一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5：阿難陀(Ānanda)(巴)，又譯阿難、慶喜，佛弟子中多聞第一。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5：榻補河(Tapodā)(巴)，印度河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5：俱迦那(Kokanuda)(巴)，外道名。


� 〔會編（下）p.683原註6〕：「「如來」上，原本有「阿難」二字，依宋本刪。」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5：如來死後有耶(Hoti Tathāgato Parammaraṇā)(巴)，如來死後如有(存在)，即是常見；死後沒有，又屬斷見。世尊對這些常斷有邊，無邊等皆為十四無記中，俱作默然不對。


� 〔會編（下）p.683原註7〕：「「如來」上，原本有「阿難」二字，今刪。」


� 〔會編（下）p.683原註8〕：「原本有「阿難」二字，今刪。」


� （1）《別譯》：阿難答言：『我所知見，見彼處所；見眾生行，乃至知見彼所從生，知見結業，舉動所作；見煩惱結，如墨聚集。無聞凡愚，與見結相應，順於未來長處生死。我所知見，其事如是。』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138（大正27，713b4-12）：「《俱迦捺陀契經》復說：『諸所有見，諸所有見處，諸所有見纏，諸所有見等起，諸所有見損害，世尊一切悉知悉見。』此中，


〔1〕見者，謂五見�；見處者，謂見所緣；見纏者，謂見現行；見等起者，謂見因；見損害者，謂見滅；世尊一切悉知悉見者，謂見對治。


〔2〕有作是說：『見、見處、見纏，謂苦諦；見等起，謂集諦；見損害，謂滅諦；世尊一切悉知悉見，謂道諦。』」


� 〔會編（下）p.684原註9〕：「『增支部』「十集」九三經。『別譯』二０二經。」


� 《別譯雜阿含經》卷11：「異學外道問須達言：汝可為我說，彼沙門瞿曇為作何見？須達答言：如來所說我不能及其所知見，在吾分外。外道言：汝若不知佛之所見，頗復能知比丘見不？須達答言：如斯之事我亦不知。外道復言：汝若如是，竟何所見？若少所見請聞其說。須達復言：汝當先說汝之所見，然後我當自說所見。」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49：真實、有為、思量、緣起(Yaṃ kho bhante kiñci bhūtaṃ saṃkhataṃ cetayitaṃ paṭiccasamuppannaṃ)(巴)，彼諸所生的、造作的、思量的、緣所生的〔見解、思想、事物等等〕。


� 《別譯》：「如我所見，一切眾生，悉是有為，從諸因緣和合而有。言因緣者，即是業也。若假因緣和合有者，即是無常，無常即苦，苦即無我。以是義故，我於諸見，心無存著。


汝諸外道，作如是言：『一切諸法常，唯此為實，餘皆妄語。』如此計者，乃是眾苦之根本也。以貪著斯諸邪見者，與苦相應，能忍大苦。於生死中，受無窮苦，皆由計有——世界是常，乃至死後非生於彼非不生彼；如斯諸見，實是有為、業集、因緣之所和合；以此推之，當知無常；無常即苦，苦即無我。」


� 〔會編（下）p.684原註10〕：「『中部』（七四）『長爪經』。『別譯』二０三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51：長爪(Dīghanakha)(巴)，人名。於外道出家時，自誓不剪爪而欲讀盡諸經，人見其長爪，而稱其為長爪梵志。後皈依為佛陀弟子。


�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8(大正27，509b21-28)：


問：何故名為長爪梵志？


答：由彼梵志，身爪俱長，而且說為長爪梵志。


問：彼復何緣留此長爪？


答：彼貪習業，無容剪故。


有作是說：「彼恒山居，爪髮雖長無人剪剃。」


復有說者：「彼在家時樂習絃管，後雖出家猶愛長爪，故不剪之。」


有餘師說：「彼在外道法中出家。外道法中有留爪者，故說彼為長爪梵志。」


（2）《大智度論》卷1〈1 序品〉(大正25，61b24-c6)：


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已，生憍慢心，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學習何經？」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為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為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為長爪梵志。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51：一切見不忍(Sabbaṃ me na khamati)(巴)，意為「絕對懷疑、不認容一切見解」。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51：本經中佛稱呼「長爪外道」為「火種」，於別譯雜阿含中，佛則稱「長爪梵志」為「大姓」。又別譯雜阿含之「大姓」，宋、元、明三本均作「火姓」。


�（1）《別譯》：佛告長爪梵志：『汝若不忍如是見者，何故而言，我於諸法，悉皆不忍？誰為汝出不忍之語。…汝若知若見，不忍是見，即斷是見，已棄是見；譬如有人，既嘔吐已，若如是者於餘見中，即不次第，便為不取，便是不生。…


佛告長爪：『若如是者，多有眾生，同汝所見，亦復如是論者；諸有異道沙門婆羅門，若捨是見，更不受異見，是名少智；極為尠薄，亦名愚癡。』


（2）《大智度論》卷1〈1 序品〉(大正25，61c17-62a22)：


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梵志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何者性？何者相？不顛倒？如是思惟，譬如大海水中，欲盡其涯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實可以入心者。彼以何論議道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


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飲邪見毒，今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


爾時，長爪梵志如好馬見鞭影即覺，便著正道；長爪梵志亦如是，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捐貢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著二處負門中：


（一）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麁，故多人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是現前妄語，是麁負處門，多人所知。


（二）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不多人知故。」


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


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受，與眾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


如是，長爪梵志不能得答，自知墮負處，即於佛一切智中起恭敬，生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我負，不言是非，不以為意。佛心柔濡，第一清淨；一切語論處滅，得大甚深法，是可恭敬處，心淨第一。」


�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8(大正27，509b15-21)：


◎諸起此見：「我一切忍。」此於五見何見攝？乃至廣說。〔見何諦斷此見耶？


答：邊執見中常見攝，見苦所斷。


◎諸起此見：「我一切不忍。」此於五見何見攝，見何諦斷此見耶？


答：邊執見中斷見攝，見苦所斷。


◎諸起此見：「我一分忍，一分不忍。」此於五見何見攝，見何諦斷此見耶？


答：一分忍者，邊執見中常見攝；一分不忍者，邊執見中斷見攝。俱見苦所斷。〕


問：何故作此論？


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謂契經說：『長爪梵志來詣佛所，而白佛言：「喬答摩，當知我一切不忍，乃至廣說。』契經雖作是說，而不說此於五見何見攝？見何諦斷此見？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未說者今應說之，故作斯論。


（2）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82-83：「《雜阿含》（卷34）969經，傳說當時的人，有『我一切忍（肯定的），我一切不忍（否定的），我於一切一忍、一不忍（總合的）』的三見。佛弟子摩訶拘絺羅，起初即是『我一切不忍』的懷疑論者。…」


� 《別譯雜阿含經》卷11：「若不忍者，能生貪欲、瞋恚、愚癡，常為如斯三毒所纏，不能遠離獲得解脫，憙樂於欲，常為愛取守護縛著，是名不忍。」


�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8(大正27，509c1-27)：


問：此惡見趣，等起云何？


答：尊者舍利子及大目乾連，投佛出家是此等起。謂長爪梵志是舍利子舅，曾教尊者外道書論，聞舍利子與大目連歸佛出家，深心憂悔作如是念：「智境無窮，設解深遠，終有迴義。彼喬答摩多聞智慧，雖定應勝舍利子等，而必應有勝。喬答摩定復有餘能勝彼者。如是展轉智境無窮。故我不應不設方便。」作是念已，來詣佛所而白佛言：「喬答摩，當知我一切不忍。」世尊告曰：「汝為忍此，所起見不。」時彼梵志作是思惟：「若答言：「忍」便違所立；若言：「不忍」便無所宗，若無所宗則非論道。」思已愧恥，默然而住。


復次，長爪梵志是斷見者。彼觀一切後當必斷，故佛告言：「汝所起見亦當斷不？」


復次，長爪梵志是猶豫者。彼觀一切皆可猶豫，故佛告言：「汝於自見亦猶豫不？」


然彼梵志有占相智，自知所立必當墮負，故彼梵志默然而住，世尊告曰：「無量有情同汝所見，汝亦同彼。謂諸世間依三種見：一、有一類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我一切忍。


二、有一類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我一切不忍。


三、有一類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我一分忍，一分不忍。


此中，若言『一切我皆忍』者，彼依此見生愛貪著。


若言『一切我皆不忍』者，彼依此見不生愛貪著。


若言『我一分忍，一分不忍』者，彼依此見，一分生愛貪著；一分不生愛貪著。」


� 〔會編（下）p.684原註11〕：「「責」，原本作「種」，依元本改。」


� 《大智度論》卷26〈1 序品〉(大正25，254b10-20)：


如《長爪梵志經》中說：「三種邪見：一者、一切有；二者、一切無；三者、半有半無。


佛告長爪梵志：


[1]是一切有見，為欲染，為瞋恚、愚癡所縛。


[2]一切無見，為不染、不瞋、不癡故所不縛。


[3]半有半無，有者同上有縛，無者同上無縛。」


於三種見中，聖弟子作是念：


[1]若我受一切有見，則與二人共諍：所謂一切無者，半有半無者。


[2]若我受一切無見，亦與二人共諍：所謂一切有者，半有半無者諍。


[3]若我受半有半無者，亦與二人共諍：所謂一切無者，一切有者。」


� 〔會編（下）p.684原註12〕：「「無餘」下，原本有「永滅」二字，依明本刪。」


� 〔會編（下）p.684原註13〕：「『雜阿含經』卷三四終。」


� 〔會編（下）p.684原註14〕：「『增支部』「三集」六四經。『別譯』二０四經。」


� 〔會編（下）p.684原註15〕：「『雜阿含經』卷三五。」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55：舍羅步(Sarabha)(巴)，又作奢羅浮。人名。


� 〔會編（下）p.684原註16〕：「「言」，原本缺，依宋本補。」


� 〔會編（下）p.684原註17〕：「「舍」，原本作「捨」，依聖本改。」


� 遼落：疏遠，冷漠。《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一‧子夜歌二十》：「感歡初殷勤，歎子後遼落。」（《漢語大辭典（十）》p.1180。）


� 閡〔ㄍㄞ〕：2.用同“ 該 ”。（《漢語大辭典（十二）》p.115）。


該：17.代詞。指上文說過的人或事物(多用於公文)。18.方言。此；這。


� 忍〔ㄖㄣˋ〕： 2.通“ 認 ”。認識。《管子‧大匡》：“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 郭沫若 等集校：“‘忍’假為‘認’。言邑郊之二三子不識 鮑叔 。” （《漢語大辭典（七）》p.409）。


� 《別譯》：「梵志當知：世若有人說言：『如來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者。』如是說者，我稱善哉，當問彼言，汝以何事，說言：『如來非阿羅呵三藐三佛陀』？此眾生等，於理不決，不能正答，更說世間其餘談論，以諸雜語間錯其中；憍慢矜高，生毀害心，以不能答如斯問故；默然而住，慚愧低頭，失於機辯，奢羅浮，汝今亦爾。」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57：「無」字依照文義應省略。「非沙門瞿曇正法、律」指否定世尊之法、律是正，上文有一句否定世尊是如來、應、等正覺，下文有一句否定世尊之聲聞是善向，此三句乃指不淨信佛、法、僧。


�《別譯》：「設復有人作如是言：『沙門瞿曇能善顯示是有過法。』如是說者，我亦稱善，當問於彼，以何智知如斯之事？彼不能答，更說其餘世間談論，錯亂其中，辭窮理屈慚愧低頭，默然而住，失於機辯，亦如汝今，無有異也。」


�《別譯》：「若復說言：『沙門瞿曇所有弟子，無善迴向，不具持戒。』我亦稱善，而問於彼，汝以何法，驗知斯事？彼不能答，更說世間其餘談論，錯亂其中；辭窮理屈；慚愧低頭，默然而住，失於機辯，汝今亦爾。」


� 〔會編（下）p.684原註18〕：「『別譯』二０五經。」


� 〔會編（下）p.684原註19〕：「「上座」，原本作「上坐」，依元本改，下例。」


� 《別譯》：


「重巢梵志復敷高床，而坐其上，自說偈言：『若是比丘釋種子者，應當如法清淨活命。不宜嬈害於諸眾生；宜應遠離不善諸法，守意清淨；護所受戒，如是調伏，隨順定智。』


世尊以偈答曰：『若稱如是外，隨順而履行，於善丈夫中，汝得為最勝。比丘處閑靜，清淨自調順；不惱害眾生；遠離一切惡。如是調伏者，隨順於定智，柔和善濡心，身口不造惡。能攝三業者，亦名順定智，為世福田故，持鉢諸家乞。撿心修念處，謙下處卑劣，除欲棄貪求，故獲無所畏。』」


� 〔會編（下）p.684原註20〕：「『增支部』「四集」一八五經。『別譯』二０六經。」


� 〔會編（下）p.684原註21〕：「「諦」，原本作「實」，依明本改。」


� 〔會編（下）p.684原註22〕：「「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重說衍文，今刪其一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63：「無我處所及事都無所有」，別譯雜阿含作「離我、我所，真實無我。」


� （1）《別譯》：


「佛告之曰：『…我昔求道初成正覺，已證知竟；…，一切世間，不過三諦，…。何等為三？


〔1〕所謂：一切不殺，此語是實，非虛妄說。…，於諸眾生，恒生慈心。此是婆羅門初諦，…


〔2〕一切苦集是生滅法。如斯之言，真實不虛。…，於其中間，常宜修心，作生滅相，應如是住，是名婆羅門第二諦。…


〔3〕第三諦者，離我、我所，真實無我。若離如是三法相者，便能遠離一切諸惡。…』」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7（大正27，400b5-b12）：


「如《契經》說：出家梵志總有三種婆羅門諦，云何為三？


〔1〕謂有出家梵志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皆不應害。』如是所說是諦，非虛。是名第一婆羅門諦。


〔2〕復有出家梵志作如是說：『我非彼所有，彼非我所有。』如是所說是諦，非虛。是名第二婆羅門諦。


〔3〕復有出家梵志作如是說：『諸有集法皆有滅法。』如是所說是諦，非虛。是名第三婆羅門諦。」


（3）《增一阿含經》卷18〈26品〉（第8經）（大正2，639a1-11）：『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非獨在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中為尊，乃至世間人民中獨尊。今有四法本末，我躬自知之，而作證於四部之眾、天上、人中。云何為四？


一者、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知之，於四部之眾、天上、人中而作證；


二者、一切諸行苦；


三者、一切諸行無我；


四者、涅槃休息。我今知之，於四部之眾，於天上、人中而作證。


是謂，比丘！四法之本，是故於天上、人中而獨得尊。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另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7（大正27，400b12-c12）；《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58（大正29，667c2-21）；《瑜伽師地論》卷55 (大正30，606c23-607a14)；《百論疏》卷1（大正42，259b18-25）。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63：「今映……修行梵行」，別譯雜阿含作：「斯愚癡人，常為諸魔之所覆蔽。是大眾中乃至無有一人能信斯語，生志學想，修持梵行。」


� 《大智度論》卷26（大正25，251b25-c6）：


「又如此《經》，佛往外道眾中說法，不言、不信受。佛遙見外道大會，高聲論議，欲至餘處，迴往趣之。論議師輩遙見佛來，自語其眾：『汝等皆默！佛是樂寂靜人，見汝等靜默，或能來此。』眾即默然。佛入其眾，說婆羅門三諦，外道眾皆默然。


佛作是念：『狂人輩皆為惡魔所覆，是法微妙，乃至無有一人試作弟子者！』作是念已，從坐而去。


是人魔蔽得離，便自念：『我等得聞妙法，云何不以自利？』即皆往詣佛所，為佛弟子，得道離苦。」


� 〔會編（下）p.684原註23〕：「『增支部』「三集」七一經。『別譯』二０七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63：栴陀(Channa)(巴)，人名。「栴」，宋、元、明、聖四本均作「旃」。


� 〔會編（下）p.684原註24〕：「『別譯』二０八經。」


� 〔會編（下）p.684原註25〕：「『別譯』二０九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67：未曾有：為一大講堂名。


� 〔會編（下）p.685原註26〕：「『別譯』二一０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69：尸婆(Moliyasīvaka)(巴)，人名。


�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3(大正27，480b18-c8)： 


「問：何故名學？為學所學？為得學法？設爾何失？二俱有過，所以者何？


若學所學故名學者，定蘊所說當云何通？如說：「有學非學所學，謂有學者安住自性。」


若得學法故名學者，契經所說當云何通？如說：「佛告尸縛迦言：學所學故說名為學。」


答：◎應作是說：學所學故說名為學。


問：若爾定蘊所說當云何通？


答：彼說世俗共稱學者，謂於所學、學、不學時，世共稱彼以為學者故。


本論師說：彼為學而實非學。


復次，彼於所學希望不止，依彼期心故說為學。


◎有作是說：得學法故說名為學。


問：若爾契經所說當云何通？


答：契經依彼不息期心、不捨加行，故作是說：謂有學者，雖或起善心，或起不善心，或起無記心，而恒不捨趣涅槃心，及彼加行故，一切時名學所學。然亦有時不學所學，如人在路暫憩息時，有人問言：「欲何所趣？」其人答曰：「欲趣某方。」以不捨趣心雖住亦言趣，是學者行跡，故名學行跡。」


� 〔會編（下）p.685原註27〕：「「學」，原本缺，依宋本補。」


� 〔會編（下）p.685原註28〕：「『相應部』（三六）「受相應」二一經與本經前文相當。『別譯』二一一經。」


� 《別譯》：「隨所作業，悉是過去本所作因；於現在世所作諸業，能增過去不善之因；現在之世若不造業，則能破壞生死之橋，四流永絕，更不流轉；以業盡故，苦亦得盡；苦盡則苦邊際盡。」


《瑜伽師地論》卷7（大正30，308c17～26）：


「宿作因論者：猶如有一若沙門、若婆羅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廣說如經。


〔1〕凡諸世間所有士夫補特伽羅所受者，謂現所受苦。


〔2〕皆由宿作為因者，謂由宿〔作的〕惡〔業〕為因。


〔3〕由勤精進吐舊業故者，謂由現法極自苦行。


〔4〕現在新業由不作因之所害故者，謂諸不善業。


〔5〕如是於後不復有漏者，謂一向是善性故，說後無漏。


〔6〕由無漏故業盡者，謂諸惡業。


〔7〕由業盡故苦盡者，謂宿因所作及現法方便所招苦惱。


〔8〕由苦盡故得證苦邊者，謂證餘生相續苦盡。


謂無繫外道作如是計。」


另見《瑜伽師地論》卷7（大正30，308c26-309a25）。


� 洛漠＝略演【聖】（大正2，252d，n.20）。


�《別譯雜阿含經》卷11(大正2，452b11-14)：「佛告尸蔔！如汝所言：『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隨所造業，悉是過去本業因緣，乃至盡苦邊際。』若如是者，以何因緣於現在世，而有種種風冷病等四大增損？」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69：春則大熱：此為印度夏雨期前之氣候。


� 〔會編（下）p.685原註29〕：「「因瞋恚……不起心法憂苦。尸婆」！──共四三字，原本缺，依明本補。」


� 〔會編（下）p.685原註30〕：「『別譯』二一二經。佛說偈，同『小部』「經集」二品三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73：「商主」，別譯雜阿含作「那利婆力」。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73：「意論」，別譯雜阿含經作「心中默念」。


� 《別譯》：「云何於己，實是怨家，詐現親相？云何於自善親友所，視之如己？云何說斷？云何無熱惱？汝今應當心中默念，不應發言。若有能解如斯義者，當往其所而求出家，淨修梵行。」


� 〔會編（下）p.685原註31〕：「「教」，原本作「問」，依明本改。」


� 〔會編（下）p.685原註32〕：「「間」，原本作「聞」，依聖本改。」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77：永息滅：指涅槃。


� 《別譯》：


〔1〕屏處極毀罵，百千種誹謗，面前而讚歎，言是善好人；實能辨諸事，詐偽而不實。智者應當知，此是怨詐親。出言詐親善，所作無利益。智者應當知，此是怨詐親。


〔2〕云何於親友，愛重如己身？不應於親友，伺覓其過失。親友心願同，相念常不忘。如是之親友，不為他沮壞，應當恒敬念，愛重如己身。


〔3〕何故說於斷？斷能生喜樂，亦能得勝利，至於寂滅所，能修於勝果，丈夫向正道，以是義故斷。


〔4〕云何得無熱？得於寂靜味，獲得大智慧，爾時得無熱，遠離於諸惡，入法歡喜味，是名為無熱。


� 〔會編（下）p.685原註33〕：「『別譯』二一三經，一一０經。集入『長部』（一六）『大般涅槃經』；『長阿含經』（二）『遊行經』。」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77：俱夷那竭國力士(Kusināraka Malla)(巴)，俱夷那竭國的武夫。


� 《佛光阿含藏．雜阿含（三）》，p.1477：須跋陀羅(Subhadda)(巴)，人名。為佛陀入滅前最後證悟之弟子。


� 《大智度論》卷26（大正25，250a1-24）：「如佛度眾生已，於薩羅林中雙樹下臥。梵志須跋陀語阿難：『我聞一切智人，今夜當滅度，我欲見佛！』阿難止之言：『佛為眾人廣說法，疲極！』佛遙聞之，告阿難：『聽須跋陀入，是我末後弟子！』須跋陀得入，問佛所疑，佛隨意說法，斷疑得道，先佛入無餘涅槃。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甚為希有！乃至末後憐愍外道梵志，而共語言。』佛言：『我非但今世末後度，先世未得道時亦末後度。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隔一水，眾獸窮逼，逃命無地。我爾時為大身多力鹿，以前腳跨一岸，以後腳距一岸，令眾獸蹈背上而渡，皮肉盡壞，以慈愍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兔來，氣力已竭，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背折，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最後一兔，須跋陀是。」


� 〔會編（下）p.685原註34〕：「「聞」，原本缺，依宋本補。」


�《以佛法研究佛法》p.96：「四諦，是概括的分類，更可以統攝在兩大理性以下，即緣起法與聖道法。聖道，即八正道，是佛法的宗要。有聖道的篤行，才可以體證真理而實現解脫的自由；佛法也就依聖道的篤行而久住人間。正道的最初是正見，正見所見的，即是事理的真實。正道的最後是正定，正定所證入的，即究竟的歸宿──涅槃。佛法以正道為中心，統攝真諦與解脫，明白可見。然聖道，『是古仙人之道』，所以不僅是實踐，而且是實踐的理性。以正見為眼目，以純潔的行為（語、業、命）為基礎，為解脫所必經的正軌。確見此本然必然而普遍的理則，所以肯定的說：『得八正道者，得初沙門，得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除此已，於外道無沙門。』（雜阿含卷35，979經）」


�《大智度論》卷3〈1 序品〉(大正25，80c4-81a11)：「須跋陀梵志，年百二十歲，得五神通，阿那跋達多池邊住。夜夢見一切人失眼，裸形，冥中立。日墮、地破，大海水竭，大風起吹須彌山破散。覺已恐怖，思惟言：『何以故爾？我命欲盡？若天地主欲墮？』猶豫不能自了，以有此惡夢故。


先世有善知識天，從上來下，語須跋陀言：『汝莫恐怖！有一切智人名佛，後夜半當入無餘涅槃，是故汝夢，不為汝身。』


是時，須跋陀明日到拘夷那竭國樹林中，見阿難經行，語阿難言：『我聞汝師說新涅槃道，今日夜半當取滅度！我心有疑，請欲見佛，決我所疑。』


阿難答言：『世尊身極，汝若難問，勞擾世尊。』須跋陀如是重請至三，阿難答如初。


佛遙聞之，勅語阿難：『聽須跋陀梵志來前，自在難問，是吾末後共談，最後得道弟子。』


是時須跋陀得前見佛，問訊世尊已，於一面坐。如是念：『諸外道輩，捨恩愛財寶出家，皆不得道，獨瞿曇沙門得道。』如是念竟，即問佛言：『是閻浮提地六師輩，各自稱言我是一切智人，是語實不？』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我年一十九，出家學佛道，我出家已來，已過五十歲。淨戒禪智慧，外道無一分，少分尚無有，何況一切智？ 』若無八正道，是中無第一果，第二、第三、第四果；若有八正道，是中有第一果，第二、第三、第四果。須跋陀！是我法中有八正道，是中有第一道果，第二、第三、第四道果。餘外道法皆空，無道、無果，無沙門，無婆羅門。如是我大眾中，實作師子吼！


須跋陀梵志聞是法，得阿羅漢道，思惟言：『我不應佛後般涅槃。』如是思惟竟，在佛前結加趺坐，自以神力，身中出火燒身而取滅度。」


� 〔會編（下）p.685原註35〕：「攝頌見『別譯』卷一一（大正二‧四五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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